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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reviazioni 
 

 
BA                  把 bǎ marca differenziale dell’oggetto 

CLF                Classificatore 

COMPL          Complemento 

DEM               Dimostrativo 

DET                Determinante 

DUR               Aspetto durativo 

ESP Aspetto esperienziale 

FUT                Futuro 

MOD Modificatore di determinazione (de 的) 

NEG                Negazione 

O                     Oggetto 

PF               Particella finale 

PFV                 Aspetto perfettivo 

PREP               Preposizione 

Q                     Domanda 

RIS                 Risultativo 

S                      Soggetto 

MOD                    Marca di modificazione (的 de) 

SVO                Soggetto + Verbo + Oggetto 

V                     Verbo 

Le glosse utilizzate seguono le linee guida Leipzig Glossing Rules: 

https://www.eva.mpg.de/lingua/pdf/GlossingRules.pdf 

 

 

 

https://www.eva.mpg.de/lingua/pdf/GlossingRul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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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更具体地说是属于汉语语支，该语支与藏缅语构成了该语系的两个分支。

汉语被归入该语支并不能明确其语言属性和特点，因为汉语与泰语等其他语言有更显著的相似性。

事实上，汉语被归入东亚和东南亚大陆语系。鉴于这一语言地位，与其他语言一样，汉语表现出声

调和单音节语言的特征，并被归类为孤立语言 (Arcodia e Basciano 2016:47-51) 。 

         考察汉语时，传统的论元结构研究方法似乎存在问题。汉语的句法关系不像印欧语系语言那样

清晰明确。此外，汉语的论元实现体系也相当独特：虽然对成分的顺序施加了严格的限制，但汉语

在论元的表达上却拥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句法上的“名词短语”位置可以用各种语义论元来实例化；

各种共享、省略、添加和拆分论元的选项，挑战了那些将词汇视为论元结构和实现的主要决定因素

的方法（Lipenkova 2014: 14）。 

         与意大利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相比，汉语起源古老，演变历史长达数千年，其语法结构独具特色，

尤其从形态句法角度来看，即研究构成句子的形态成分。因此，汉语代表着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

可供语言学甚至人类学研究。 

    汉语之一种独特、特别有趣的用法之一是“把”字句的用法，它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在句子中充

当介词作用。然而，从语法技术角度来看，它的作用与印欧语系语言中传统的介词概念截然不同。 

    因此，“把”字句的用法及其由此形成的句法结构是最具争议的现象之一，同时，对于学习汉语

这样一门引人入胜的语言的人来说，也难以掌握。 

     学者们认为研究助词“把”是一项语言学挑战，原因有二：首先，包含助词“把”的句法结构

对于外地人士来说可能违反直觉，因为他们的母语所具有相当严格的（即使不是天生的，至少也是

后天习得的）主语-谓语-宾语（SVO）顺序逻辑，例如意大利语和英语。 

    其次，“把”并非像西方语言中的介词那样简单地引入补语，而是重组句子的整个信息结构，强

调动作本身的宾语及其对宾语的影响。 

     “把” 作为介词的作用受到了其他学者的强烈质疑。例如，Sybesma (1999) 、Whitman 和 Paul 

(2005) 以及 Paul (2015) 认为 “把” 是一个功能中心词，以动词投射作为补语。 

     助词“把”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句法工具：事实上，它能揭示汉语重要的认知和语用方面，从

功能语法和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提供有意义的见解：这是一种研究语言的真正方法，它将语言视为人

类思考和感知世界能力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种孤立的形式规则体系。 

    本研究旨在通过仔细分析现有关于现代汉语“把”字句的文献，梳理出一条逻辑线索，分析该

助词在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中的各种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力求通过最新的研究得出结论，阐明所分

析句法结构的教学方法或教学法，并为其研究提供认识论上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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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将探讨现代汉语语法中关于助词“把”的文献，首先，力求理解句子成分“把”在句子中

所起的作用（至少是主要作用）。然后，我们将对包含“把”成分的句法结构的语用学和语义学得出

具体的结论，并概述一种有效的现代汉语“把”教学方法。 

    本论文将通过尝试理解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学习句法结构本身时遇到的困难来做到这

一点。 

    以助词“把”为特征的句法结构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汉语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掌握这类助

词对于成功习得中级甚至高级汉语至关重要。事实上，即使在基础语法中，也能清楚地教授包含助

词“把”的句法结构。 

    许多以印欧语系，例如意大利语，为母语的人，在初学包含助词“把”的句法结构时，即使经

过长时间的学习，仍然难以理解和掌握其逻辑，尤其是考虑到该结构的配价域非常广泛。 

    这就是因为包含这个特定助词的语法模式多种多样，因此我们将在下文一一讨论。此外，对助

词“把”的研究提出了关于汉藏语系（例如汉语）语法范畴性质的基本理论，甚至是理论性的问题。 

    西方传统的介词、动词、宾语补语、被动语态或主动语态等范畴并不总是适用于汉语，因此，

有必要对比较语言学可用的分析工具进行批判性反思，尤其是在差异如此显著的语言之间。 

    另一种与“把”结构相关的重要方面是其本身的信息功能。在一些印欧语系语言中，尤其是那

些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句子结构相对僵化；然而，在汉语中，“把”结构在信息呈现方面更加灵

活，可以突出、标记对象，从而使结构更具强调性，并且尽管在语法上有所标记，但无论从动作角

度还是从事件结果来看，都更自然地倾向于语言的语音。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不仅可以被视为复

杂句法结构的一部分，而且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强有力的论证工具。 

    因此，本论文旨在采用选集教学法来收集资料，并描述现代汉语语法中基于“把”结构教学的

主要使用方法。该方法借鉴了对人类心智功能能力研究的洞见，并采用了思辨理论中关于心智实现

可理解性能力的哲学标准。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标准汉语（普通话，Pǔtōnghuà）的实例，特别关注

“把”结构的口语化和正式化用法。 

     除了已经提到的内容外，本文还将通过对教科书的分析，运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也可定义为

L2，教学的语料库数据。分析本身将通过与目前可用的主要参考语法，包括 Li and Thompson 和趙元

任的语法，进行比较，并回顾近期关于人类心智适应能力的科学文献，尤其是在专门针对国际教师

的语法部分，来丰富：在专家看来，“把”不再仅仅是构成复杂词汇的具有意义的最小单位，而是语

言的最小组成部分，被理解为语言系统的整体（Masini 1990：207）。 

    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与术语相关的重要问题。经常用来翻译“把”的介词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会产生误导。事实上，许多学者倾向于将“把”定义为功能性介词，或将其定义为句子的结构

标记，用于表示可定义为客观的现象事件。 

     其他学者则强调，“把”既充当介词，又充当语法操作符，能够在句法和语义上修饰句子，因此

难以进行明确的分类 (Lipenkova 201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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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避免歧义，本文将根据预期的交际目的，使用“包含成分或介词“把”的结构”一词来指

代通常用“把”来引导动作宾语的整个句子结构，而不仅仅是介词本身。此外，本文将谨慎使用专

业术语，倾向于对语法现象进行功能性描述，而不是将其严格地归类为单义现象。 

    带助词“把”的句子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作为句法标记结构的操作符。带助词“把”的句子本

质上并非中性：它暗示着一定程度的主动性、主语的控制，并强调直接宾语所经历的状态变化或操

控。 

    因此，许多与助词“把”兼容的动词都是及物性动作动词，暗示着对宾语的具体影响，例如

“打破”、“扔掉”和“关上”。这并非巧合。 

     此外，带助词“把”的句子通常与双谓语结构相关联，其中第二个谓语指定动作的结果。这使

得句子从意义和动态的角度以及从现象表征的角度来看更加丰富，但对于有意学习中文的人来说，

理解起来也更加复杂。 

     Liu Songhao（2003）认为，关于 “把” 的研究还不够完善，因此在教学中也存在严重的缺失。他

还认为，许多因素阻碍了学生使用该结构。因此，他决定深入研究 “把” 字句中的回避现象及其成因。

刘颂豪认为，回避有两种类型： “回避” 和 “回避倾向” 。 

     Iemmolo 和 Arcodia（2014）探讨了 “把” 作为差别宾语标记的语用学方面。所谓 “差别标记” 是

指根据宾语本身所指称的事物的特征，赋予句子的直接宾语意义。定义指称的特质分别是：生命性、

确定性和特异性。差别宾语标记的概念与 “及物性” 的概念相联系。后者表示动作从施事者（执行动

作的人）转移到受事者（接受动作的人）。具体而言，两位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用 “把” 标记的直接

宾语通常可以通过话语语境被说话者和听话者识别。 

    理解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把”不仅需要了解其背后的句法结构，还需要对相关语言具有话语和语

用方面的敏感性。 

    第一章从广义上阐述了介词结构（该介词指代该词）的起源和演变，并回顾了 Peyraube 所概述

的其发展的主要阶段（参见 Arcodia 和 Basciano 2016: 42-44），即：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

首先，在上古汉语阶段之前是被称为原始汉语的时期，但关于该时期的记载很少。 

    其次，上古汉语的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亚阶段（Dong 2014:6）： 

1. 早期上古汉语，商朝（公元前 16 世纪 - 公元前 1046 年）和周朝早期（公元前 1046 年 - 公元前    

771 年）使用的一种语言； 

2. 中古汉语，指从周朝到秦朝末期（公元前 221-207 年）的语言；大多数研究都是针对这一时期的 

文献进行的。 

3. 晚期古汉语，涵盖从秦朝到汉朝末期（公元前 206-220 年）的时期。 

    在古汉语中，“把”实际上是一个动词，意为“拿、握”，后来发展到指代更复杂结构的含义

（Peyraube 1996）。在公元二世纪到七世纪的中古汉语时期，它开始出现在由动词串联而成的句子中，

例如“V1+O+V2”（Peyraube 1996），并且正如 Zhu（1957）所观察到的，它很快开始涵盖一些先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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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构所占据的语义功能。汉语中，连动句被定义为“句中动词连用”或“连动句”，意为“带有连续

动词的句子”。这类句子是一种句法结构，其中两个或多个动词或动词短语以动词为中心，可能伴有

其他成分来指定或完成动词。它们按顺序出现，没有连词或相互依存的小品词，而且它们共用同一

主语，并通过语法化过程逐渐成为位于动词前宾语的标记（Sun 1996）。 

    最后，在现代标准汉语中，“把”这个句法结构用于强调施事者对受事者施加的动作，这些动作

本身就具有实际的后果或影响。 

    其次，第二章从语法角度探讨“把”，尤其关注 Li and Thompson (1989)、Wong (2022) 和 Ross 

(2006) 的研究。该章从历时分析入手，例如 Wang and Sun (2015) 的著作，即根据历时语言学，即研

究语言结构和要素随时间演变的语言学分支。随后，Abbiati (1998) 和 Paternicò (2021) 的意大利语现

代汉语章节将深入探讨指代“把”的句法结构的语法案例，之后 Po and Rimmington (2016) 的著作将探

讨英语汉语的汉语。 

    第三章从形态句法和语义的角度具体描述现代汉语语法中的“把”，并逐步深入其所指代的句法

结构的语法。 

第四章探讨汉语教学、教学本身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学习的认知功能。

本章为汉语教学提供了直观的视角，重点关注“把”教学的语用学以及教学过程本身。 

    总而言之，“把”结构是汉语句法中最具代表性的语法现象之一，研究它是深入了解其内在逻辑

的关键语言本身的本质。 

    本论文旨在从语法、语义、语用和教学等多种多样角度探讨这一结构，旨在为理解现代汉语语

法中一个普遍认为至关重要的方面提供更扎实、更细致的贡献。研究“把”不仅是目标语言语法的技

术练习，也是反思语言如何组织信息、表述事件和塑造人类思维的宝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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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zione  
La lingua cinese appartiene alla famiglia delle lingue sinotibetane, più precisamente alle lingue sinitiche, la 

quale, insieme a quelle tibeto-birmane, costituiscono uno dei due rami di questa famiglia linguistica. Il fatto 

che appartenga a questo gruppo non è in realtà chiarificatore delle sue proprietà e caratteristiche linguistiche, 

in quanto è stata dimostrata una somiglianza maggiore ad altre lingue, quale il thai. Infatti, la lingua cinese è 

riconosciuta all’interno del tipo linguistico dell’Asia Orientale e Sud Orientale continentale. Data questa sua 

posizione linguistica, come accade per le altre lingue presenti, mostra le proprietà di una lingua tonale e 

monosillabica ed è classificata come lingua isolante (Arcodia e Basciano 2016:47-51).  

Se consideriamo la lingua cinese, l'approccio tradizionale alla struttura argomentativa appare problematico. 

Le relazioni sintattiche, in cinese, non sono definite così chiaramente come nelle lingue indoeuropee. Inoltre, 

la lingua presenta un sistema piuttosto insolito di realizzazione degli argomenti: pur imponendo rigidi vincoli 

all'ordine dei costituenti, la lingua lascia molta libertà nell'espressione degli argomenti. Le posizioni “NP” 

sintattiche possono essere istanziate con una varietà di argomenti semantici; varie opzioni per la condivisione, 

l'omissione, l'aggiunta e la suddivisione degli argomenti mettono in discussione gli approcci che considerano 

il lessico come il principale determinante della struttura e della realizzazione degli argomenti (Lipenkova 2014: 

14). 

Uno degli aspetti più singolari e interessanti della lingua cinese è l’uso della particella 把 bǎ, che, in molti 

casi, assume una funzione simile a quella di una preposizione, introducendo l’oggetto della frase. Tuttavia, 

questo impiego si discosta notevolmente dal ruolo tipico delle preposizioni nelle lingue indoeuropee, 

configurandosi come una costruzione sintattica propria della lingua cinese. 

Quindi, l’uso della particella bǎ, ed il conseguente costrutto sintattico che essa forma, sono uno dei fenomeni 

più discussi e, al contempo, difficili da padroneggiare per chi apprenda la lingua cinese.  

Il motivo di tale difficoltà è di duplice natura: in primo luogo,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che include la particella 

bǎ può risultare controintuitivo per apprendenti di lingua madre con struttura SVO, prevalentemente rigida, 

come la lingua italiana e la lingua inglese.  

In secondo luogo, la particella bǎ non introduce, semplicemente, un complemento, come accade per le 

preposizioni nelle lingue occidentali, bensì, ha il compito di riorganizzare l’intera struttura informativa della 

frase, ponendo enfasi sull’oggetto stesso dell’azione e sugli effetti che l’azione esercita su di esso. 

Il ruolo di bǎ come preposizione è stato fortemente messo in discussione da studiosi quali Sybesma (1999), 

Whitman e Paul (2005) e Paul (2015), i quali, ad esempio, considerano bǎ come testa funzionale che prende 

come suo complemento una proiezione verbale. 

La particella in questione è molto più che un semplice strumento sintattico: infatti, essa rivela importanti 

aspetti cognitivi e pragmatici della lingua cinese, offrendo spunti interessanti sia dal punto di vista della 

grammatica funzionale, che della linguistica cognitiva, un vero e proprio metodo di approccio allo studio del 

linguaggio, che lo considera come parte integrante della capacità dell’essere umano di pensare e percepire il 

mondo, piuttosto che un sistema isolato di regole form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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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ricerca che viene proposta in questa sede è quella di tracciare, tramite una attenta analisi dei testi a 

disposizione sulla letteratura del bǎ n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un filo logico che analizzi i varî ruoli della 

particella all’interno della sintassi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stessa e di ricercare, attraverso gli studi più 

recenti, conclusioni che portino a chiarificazioni sul metodo di insegnamento, ovvero la didattica, della 

costruzione sintattica presa in analisi ed offrire spunti epistemologici sullo studio della stessa.  

Ciò che contraddistingue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contraddistinto dalla presenza della particella bǎ, risiede nel 

ruolo distintivo che tale costituente della frase, nella lingua cinese, si ritrova ad avere all’interno della stessa. 

La padronanza di questo tipo di particella risulta fondamentale per una buona acquisizione della lingua cinese 

di livello, se non avanzato, di livello medio, tantoché, anche nelle grammatiche di base,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con la particella sopra menzionata, viene chiaramente insegnato. 

Molti parlanti nativi di lingue indoeuropee, come, per esempio, la lingua italiana, quando giungono 

all’apprendimento del costrutto sintattico comprendente la particella bǎ, trovano lo stesso difficile da 

comprendere, ad afferrare la sua logica interna, anche dopo lunghi periodi di studio, soprattutto dato l’ampio 

dominio di valenza di tale costrutto.  

Questo accade poiché i pattern grammaticali che si riscontrano, con questa specifica particella, sono molti, 

per cui verranno trattati tutti di seguito, nel corso della trattazione.  

Inoltre, lo studio della particella bǎ solleva questioni teoriche, persino teoretiche, fondamentali sulla natura 

delle categorie grammaticali nelle lingue sino-tibetane, come la lingua cinese.  

Le tradizionali categorie occidentali di preposizione, verbo, complemento oggetto e voce passiva o attiva, 

non si applicano sempre in modo congruente alla lingua cinese, e ciò, conseguentemente, rende necessario un 

ripensamento critico degli strumenti analitici a disposizione della linguistica comparata, soprattutto tra lingue 

che presentano dissomiglianze tanto prominenti. 

Un altro aspetto di grande importanza, che fa riferimento alla costruzione con la particella sopra menzionata, 

è la funzione informativa della costruzione con la stessa. In alcune lingue indoeuropee, soprattutto le più parlate 

a livello globale, la struttura della frase è relativamente rigida; nella lingua cinese, invece, la costruzione con 

la particella consente una maggiore flessibilità nella presentazione dell’informazione, permettendo di mettere 

in rilievo l’oggetto, marcandolo, e, perciò, di rendere la struttura più enfatica e, seppur marcata 

grammaticalmente, più naturalmente incline alla fonetica della lingua, sia da un punto di vista azionale, che 

del risultato dell’evento. In tal senso, la particella bǎ può essere considerata non soltanto parte di una struttura 

sintattica complessa, ma anche un potente strumento argomentativo. 

La presente tesi si propone di effettuare un excursus sulla letteratura riferente alla particella bǎ, nella 

grammatica cinese moderna, cercando di capire, prima di tutto, il ruolo che il costituente della frase bǎ si 

ritrova ad avere all’interno della frase, almeno in prevalenza. Di seguito, si giungerà a specifiche conclusioni 

sulla pragmatica e la semantica del costrutto con il costituente bǎ, per poi delineare un metodo didattico 

efficace sull’insegnamento del bǎ nella didattica d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Tutto ciò avverrà cercando di capire quali difficoltà gli apprendenti della lingua cinese come L2 incontrino 

nello studio del costrutto sintattico st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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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alisi si baserà principalmente su esempi tratti da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definito, all’interno del 

sistema linguistico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come 普通话 Pǔtōnghuà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con 

particolare attenzione all’uso colloquiale e formale della costruzione con la particella bǎ.1  L’analisi sarà 

arricchita dal confronto con le principali grammatiche di riferimento consultabili tutt’oggi, tra cui la 

grammatica di Li e Thompson e di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il quale, in particolare, afferma che la nozione di 

morfema si estende fino ad incorporare altri campi linguistici. Grazie all’esperto, bǎ non viene più considerato 

esclusivamente come la minima unità dotata di significato che compone le parole complesse, bensì come il 

costituente minimo della lingua, intesa come la totalità del sistema linguistico (Masini 1990:207). Oltre a ciò, 

in aggiunta, verrà data una rassegna della letteratura scientifica recente sulla capacità adattiva della mente 

umana, in particolare, nella sezione dedicata alla grammatica per insegnanti internazionali e nella sezione 

dedicata alla didattica. 

In aggiunta a quanto già specificato, verranno qui considerati dati di corpora provenienti dall’insegnamento 

della lingua cinese come seconda lingua, anche definibile come L2, tramite l’analisi di manuali didattici.  

Nel corso della ricerca è emerso un problema, non secondario, legato alla terminologia. Il termine 

“preposizione”, spesso utilizzato per tradurre la parola facente parte del lessico della lingua cinese, che va ad 

indicare il ruolo grammaticale della particella bǎ, può risultare, in determinati casi, fuorviante. Molti studiosi, 

in effetti, definiscono bǎ, a livello linguistico, come 功能性助词 gōngnéngxìng zhùcí ‘particella funzionale’, 

in particolare, quando ha il compito di fare da appoggio al verbo principale della frase, o come un marcatore 

strutturale di un enunciato, significante di eventi fenomenici definibili come oggettivi, mentre, a livello 

puramente grammaticale, come preposizione: in particolare, quando ha il compito di legare il soggetto 

all’oggetto tramite un’azione definita.   

Altri studiosi sottolineano come la particella bǎ si comporti, in parte, come una preposizione, e, in parte, 

come un operatore grammaticale, in grado di modificare sintatticamente e semanticamente l’enunciato, 

rendendo, quindi, una classificazione univoca di difficile risoluzione. (Lipenkova 2014: 53) 

Per evitare ambiguità, nella presente tesi, il termine “costrutto con il costituente, o particella, bǎ” sarà 

impiegato, a seconda dello scopo comunicativo che, in questa sede, si vuole trasmettere, per riferirsi all’intera 

struttura frasale in cui la particella suole introdurre l’oggetto dell’azione, e non solo alla particella stessa. 

Inoltre, si adotterà un uso prudente dei termini tecnici, privilegiando una descrizione funzionale dei fenomeni 

grammaticali. 

Uno dei tratti distintivi della costruzione con la particella è la sua natura di operatore di strutture che 

divengono sintatticamente marcate. Le frasi con la particella bǎ non sono di natura neutra: le stesse implicano 

un certo grado di agentività, di controllo da parte del soggetto, e mettono in rilievo il cambiamento di stato o 

la manipolazione subìta dall’oggetto diretto. 

 
1 Per quanto concerne la definizione generica di particella, è possibile, in questa sede, dare una spiegazione non esaustiva, 

definendola come, in grammatica, qualsiasi parola breve, per lo più monosillabica e atona, con funzione accessoria 

all’interno di un potenziale enunci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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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è casuale, perciò, che molti dei verbi compatibili con la particella stessa siano verbi di azione, di natura 

transitiva, che implicano un effetto concreto sull’oggetto, come, per esempio, 打破 dǎpò ‘rompere’, 扔掉 

rēngdiào ‘gettare via’, 关上 guānshàng ‘chiudere’. 

Inoltre, la costruzione con la particella viene, molto spesso, associata a una struttura a due predicati, nella 

quale il secondo predicato specifica l’esito dell’azione. Questo pattern sintattico rende la frase più ricca, da un 

punto di vista significativo, e dinamica, da un punto di vista di rappresentazione fenomenica, ma anche più 

complessa da gestire per chi intende apprendere 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Capire quando e come usare la particella richiede non soltanto una conoscenza de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sottostante, ma anche una sensibilità discorsiva e pragmatica della lingua oggetto di studio. 

In sintesi, la costruzione con la particella bǎ rappresenta uno dei fenomeni grammaticali più emblematici 

della sintassi della lingua cinese, ed il suo studio costituisce una chiave di accesso ad una comprensione più 

profonda della logica interna della lingua stessa.  

La presente tesi si propone di esplorare tale costruzione da molteplici punti di vista, ovverosia grammaticale, 

semantico, pragmatico e didattico, con l’obiettivo di fornire un contributo maggiormente solido ed articolato 

alla comprensione di un nodo, universalmente considerato cruciale, della grammatica d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Lo studio della particella bǎ non è solo un esercizio tecnico sul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target, ma 

anche un’occasione vantaggiosa per riflettere su come le lingue organizzano l’informazione, rappresentano gli 

eventi e modellano il pensiero umano. 

N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la costruzione definita 把字句结构 bǎzì jù jiégòu ‘pattern frasale con bǎ’, 

rappresenta, e risulta essere, una delle sfide più ardue nell’apprendimento della lingua cinese per i discenti non 

madrelingua, essendo essa stessa una delle forme linguistiche più complesse da acquisire. 

    Liu Songhao (2003) riteneva che le ricerche sul bǎ non fossero sufficientemente complete e, di conseguenza, 

che anche nell’ambito dell’insegnamento vi fossero delle gravi lacune. Era convinto, inoltre, che intervenissero 

numerosi fattori a scoraggiare gli studenti dall’utilizzo della struttura. Per tale ragione, decise di approfondire 

il tema dell’evitamento e delle cause che lo determinano nell’utilizzo delle frasi con bǎ. Egli sosteneva che vi 

fossero due tipologie di evitamento: l’“evitamento” (回避 huíbì) e la “tendenza all’evitamento” (回避倾向 

huíbì qīngxiàng). 

Questo accade a causa del suo valore semantico poco chiaro, che può indurre in una vasta gamma di errori, 

in particolare, di natura morfosintattica (Lu 1994). Iemmolo e Arcodia (2014) approfondiscono gli aspetti 

pragmatici che inducono a utilizzare bǎ come marca differenziale dell’oggetto. La cosiddetta “marcatura 

differenziale” connota l’oggetto diretto di una frase in base alle caratteristiche proprie del referente cui 

l’oggetto stesso è legato. Le qualità che definiscono il referente sono rispettivamente: animatezza, definitezza 

e specificità. Il concetto di marcatura differenziale dell’oggetto si lega poi a quello di “transitività” 2 . 

Quest’ultimo indica il trasferimento di un’azione da un Agente (colui che compie l’azione) a un Paziente (colui 

 
2  La transitività è una proprietà scalare stabilita attraverso l’interazione di fattori semantici che riguardano le 

caratteristiche dei predicati e degli argomenti (per una trattazione più approfondita sul tema della transitività cfr. Hopper 

e Thompson 1980: 25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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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 subisce l’azione). Nello specifico, la ricerca portata avanti dai due linguisti dimostra che gli oggetti diretti 

marcati da bǎ sono, solitamente, identificabili sia dal parlante sia dall’ascoltatore tramite il contesto del 

discorso. La molteplicità dei modelli frasali che usano la particella bǎ, e la sua conseguente sua complessità, 

si traducono spesso in una sfida significativa per l’apprendimento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Dunque, il primo capitolo illustra, per grandi somme, le origini e l’evoluzione della costruzione con la 

preposizione cui fa riferimento la particella, ripercorrendo le tappe principali del suo sviluppo, come delineato 

da Peyraube (cfr. Arcodia e Basciano 2016: 42-44) ovvero le seguenti: la fase del Cinese antico (上古汉语 

shànggǔ Hànyǔ), la fase del Cinese medio (中古汉语 zhōnggǔ Hànyǔ), ed infine, la fase del Cinese moderno 

(近代汉语 jìndài Hànyǔ). Innanzitutto, antecedente allo stadio del Cinese antico si può aggiungere il periodo 

denominato Proto-Cinese, del quale però si hanno poche testimonianze.  

In secondo luogo, la prima fase del Cinese antico può essere suddivisa in tre diversi sottoperiodi (Dong 

2014:6):   

1. Il Cinese antico arcaico (Early Old Chinese), lingua parlata durante la dinastia Shang (XVI secolo – 1046 

a.C.) e l’inizio della dinastia Zhou (1046 – 771 a.C.);   

2. Il Cinese antico medio (Middle Early Chinese), lingua parlata dalla dinastia Zhou alla fine della dinastia Qin 

(221 – 207 a.C.), sui testi risalenti a tale periodo sono stati condotti la maggior parte degli studi.  

3. Il Cinese antico tardo (Late Old Chinese), comprende il periodo dalla dinastia Qin alla fine della dinastia 

Han (206 a.C. – 220 d.C.). 

 

Nel periodo di fioritura del Cinese antico, bǎ era, a tutti gli effetti, un verbo, il cui significato era “prendere, 

afferrare”, per poi progredire in significati riferenti a strutture ancora più complesse (Peyraube 1996). Durante 

il Cinese medio, tra il secondo ed il settimo secolo dell’era volgare, cominciò ad essere utilizzato nelle frasi 

costituite da verbi in serie, ʻV1+O+V2ʼ (Peyraube 1996) e, come osserva Zhu (1957), iniziò ben presto a 

ricoprire alcune funzioni semantiche precedentemente occupate dalla costruzione con 以 yǐ.  

Infine, n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con bǎ viene utilizzato per enfatizzare l’azione 

che l’Agente esercita sul Paziente, esercitando, su di esso, reali ripercussioni od effetti, di per sé, 

consequenziali.  

Le frasi costituite da verbi in serie, nella lingua cinese, vengono definite come 句中动词连用  jù zhōng 

dòngcí liányòng, oppure, 连动句 lián dòng jù, cioè ‘frasi con verbi in serie’, le quali risultano essere una 

struttura sintattica, in cui due o più verbi, o frasi verbali, sono contraddistinti, o contraddistinte, da una struttura 

grammaticale in cui il nucleo è un verbo, eventualmente accompagnato da altri elementi che lo specificano o 

lo completano, appaiono in sequenza, senza congiunzioni o particelle interdipendenti, ed inoltre, condividono 

lo stesso soggetto, diventando progressivamente, tramite un processo di grammaticalizzazione, marca 

dell’oggetto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Sun 1996). 

 In secondo luogo, il secondo capitolo tratta del bǎ da un punto di vista grammaticale, in particolare in Li e 

Thompson (1989), Wong (2022), e Ross (2024), partendo da un’analisi diacronica, come in Wang e Su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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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vero, secondo la linguistica diacronica, quella branca della linguistica che prende in considerazione le 

strutture e gli elementi linguistici nella loro evoluzione attraverso il tempo. Verrà, conseguentemente, 

approfondito il caso grammaticale della costruzione sintattica riferentesi a bǎ, in particolare, ed in modo 

approfondito, nella sezione dedicata a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per italofoni, in Abbiati (1998), e Paternicò 

(2021), per poi giungere alla lingua cinese per anglofoni in Po e Rimmington (2016).  

Il terzo capitolo descrive, in modo specifico, il bǎ nelle grammatiche cinesi moderne da un punto di vista 

morfosintattico e semantico, approfondendo gradualmente la grammatica della costruzione sintattica a cui esso 

fa riferimento.  

Il quarto capitolo si focalizza sulla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sulle implicazioni che la didattica stessa 

pone come quesito indispensabile e sul funzionamento cognitivo dell’apprendimento, facendo uno scorcio 

diretto sull’insegnamento della lingua cinese, focalizzando l’attenzione sulla pragmatica di insegnamento del 

bǎ e sul processo di insegnamento dello st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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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olo 1: Accenni preliminari 

1.1 Tratti essenziali (Abbiati 1998)  

Per una presentazione generale della costruzione oggetto di questa tesi, è stata presa, come riferimento, la 

“Grammatica di cinese moderno” (1998) di Magda Abbiati. Il tema viene introdotto nella sezione IX, dedicata 

alle “costruzioni particolari”, e, in particolare, alle “costruzioni aspettuali potenziali”. Si tratta di una 

spiegazione estesa, qui condensata per fornire un’introduzione generale alle regole morfosintattiche che 

regolano la normale sequenza della frase n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tramite l’ausilio del bǎ. 

 L’autrice Abbiati (1998), guida il lettore attraverso le diverse categorie di frasi che possono essere studiate 

nel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spiegando l’ordine delle parole e la funzione dei varî costituenti 

della frase. La struttura della sezione parte dalle nozioni di base più semplici, per poi giungere ad analizzare 

strutture più complesse, dimodoché lo studente possa gradualmente addentrarsi nel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È possibile, quindi, classificare le varie strutture sintattiche comprendenti bǎ, per fare degli esempi, nei 

seguenti due sottotipi: 

1. Funzione causativa: nella prima struttura con bǎ, nella presente grammatica, esso viene definito come 

preposizione, indica che il soggetto compie sull’oggetto una determinata azione. La struttura tipica di questo 

tipo di costruzione è ‘S+ V1 + BA + O + V2’, come segue:  

 

(1)  睡觉的时候，你喜欢把窗子开着吗？(Abbiati, 1998: 158) 

   shuìjiào    de      shíhòu,   nǐ     xǐhuān    bǎ   chuāngzǐ    kāi-zhe   ma? 

   dormire    MOD     tempo,     tu    piacere   BA   finestra   aprire-DUR  PF? 

   ‘Quando vai a di dormire, ti piace tenere la finestra aperta?’  

Come è possibile osservare dalla frase sopra riportata, in questa determinata funzionalità sintattica, bǎ dà la 

possibilità di esprimere uno “stato” (状态 zhuàngtài) del Paziente. D’altronde, come afferma Abbiati (1998):  

 

Nelle frasi con 把 bǎ il verbo non può apparire in forma semplice ma deve necessariamente essere seguito da un 

qualche elemento che indica l’azione come compiuta e, quindi, realmente ripercossasi sull’oggetto preceduto da 

把 bǎ (Abbiati 1998: 158). 

2. Funzione dispositiva: nella seconda struttura, il bǎ indica che il soggetto dispone dell’oggetto in un 

determinato modo. La struttura è simile a quella della funzione causativa, ovvero ‘S + BA + O + V + COMPL’, 

come se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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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她把花儿放在椅子上。(Abbiati, 1998: 158)3 

   tā    bǎ    huār     fàng-zài    yǐzǐ  shàng 

   lei   BA   fiore  mettere-stare  sedia su 

   ‘Lei ha messo i fiori sulla sedia.’  

Questi due valori essenziali (dispositivo e causativo), verranno poi analizzati in maggior dettaglio nel capitolo 

secondo, mediante la recensione dei maggiori testi sull’argomento. Verranno, inoltre, delineati diversi contesti 

di utilizzo e tratti distintivi della costruzione. 

1.2 Difficoltà nell’acquisizione e nella didattica 

    Il valore semantico espresso dal costrutto grammaticale con la particella, molto spesso, risulta difficile da 

apprendere, facendo sì che questo fenomeno porti gli studenti che apprendono la lingua cinese come seconda 

o, addirittura, terza lingua, a commettere errori di diversi tipi (Lu 1994). Per questo motivo, soprattutto negli 

ultimi anni, sono stati svolti diversi studi riguardanti gli errori compiuti dagli studenti che acquisiscono la 

lingua cinese come L2. Facendo riferimento alla classificazione degli errori grammaticali nella lingua cinese 

elaborata da Lu (1994), gli errori commessi dagli studenti sono stati raggruppati e analizzati, così da 

evidenziare quali regole grammaticali sono state ignorate o infrante. 

Nonostante sia già stato scritto e studiato, persino analizzato molto sull’argomento, ci sono ancora molti 

aspetti da approfondire.  

Quali possono essere i metodi più esaustivi ed efficaci per insegnare questi determinati pattern grammaticali 

agli apprendenti di lingua cinese come seconda lingua o, addirittura, terza lingua?  

Quali meccanismi intrinseci alla mente umana portano i discenti di una determinata lingua, come può essere 

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a comprendere una lingua a loro straniera, anche se non risulta essere una lingua da 

loro naturalmente acquisita tramite l’esperienza riferente alla vita quotidiana? Queste sono soltanto alcune 

delle domande cui cercheremo di dare risposta in questa sede.  

Il presente lavoro di ricerca si propone di prendere in esame le caratteristiche della costruzione sintattica 

facente riferimento al costrutto con bǎ, generalmente definito bǎzì jù, e, da un punto di vista di linguistica 

cinese 处置式 chǔzhì shì ‘schema dispositivo’, già definito in questo specifico modo da Wang Li (1947; cit. 

in Li e Thompson 1981: 468), nel tentativo di spiegare l’agrammaticalità delle frasi non accettabili: egli fu il 

primo a introdurre il termine 处置 chǔzhì ʻaffectedness/disposalʼ. In questa sede, vi è l’intento di proporre 

un’antologia critica dei principali lavori che riguardano gli aspetti della grammatica di questo specifico 

costrutto sintattico, per poi fare riferimento alle tecniche di insegnamento, ed ai processi di apprendimento di 

 
3 Nella lingua italiana, generalmente, è il verbo stesso che lessicalizza il cambiamento di stato, ossia l’evento principale; 

informazioni aggiuntive come la causa o la maniera dell’azione vengono espresse mediante mezzi grammaticali. Nella 

lingua cinese, al contrario, il cambiamento di stato è espresso dal complemento risultativo, mentre il verbo principale 

esprime l’azione che conduce al cambiamento di stato. Talmy (2000) chiama le lingue come l’italiano verb-framed, mentre 

quelle come il cinese satellite-fr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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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a struttura, al fine di dare la possibilità di trovare risposte sulla stessa nella letteratura riguardante la 

didattica d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1.3 Accenni allo sviluppo diacronico della lingua cinese 

Come segnalano Wang Li (1958), Li e Thompson (1974) e Peyraube (1985, 1989a), il morfema bǎ in origine 

era un verbo, similmente a 將 jiāng, 持 chí e 捉 zhuō. Nel cinese antico bǎ significava ʻprendere, afferrare’ 

(Peyraube 1996). Avendo fatto la sua comparsa solo durante gli Han (206 a.C.-220 d.C.), la costruzione placing 

costituì, a sua volta, un’importante base nello sviluppo delle frasi disposal. Successivamente, nel Cinese medio, 

tale morfema4 cominciò a essere utilizzato nelle frasi con verbi in serie ̒ V1+O+V2ʼ (Peyraube 1996), ed iniziò 

ben presto a ricoprire alcune funzioni semantiche precedentemente occupate dalla costruzione con yǐ (Peyraube 

2015: 175). Come riporta lo stesso Peyraube (1996), le costruzioni di verbi in serie, aventi come primo 

costituente un verbo col significato di “prendere”, erano principalmente due; esse apparvero durante il periodo 

del Cinese medio e vennero utilizzate anche durante la dinastia Tang (618-907).  

Durante questa dinastia, la grammatica cinese subì una trasformazione cruciale. Durante la fase del Cinese 

medio, più precisamente dopo la fine della dinastia Tang, periodo storico di fioritura letteraria e culturale, le 

caratteristiche fonologiche della prima parte del Cinese medio cambiarono, avvicinandosi allo stadio 

successivo della lingua cinese premoderna (Dong 2014). Durante la dinastia Tang5  l’utilizzo del bǎ venne 

esteso a marca di argomenti6 che si situano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Sun 1996). 

In questo periodo, la lingua si evolse verso una maggiore analiticità, e dall’aumento dell’uso di particelle 

funzionali per esprimere relazioni grammaticali complesse, come tempo, aspetto e modalità (Li e Thompson, 

1981). L’ordine sintattico divenne più rigido e stabile (Sagart, 1999: 13). Nell’epoca del Cinese medievale (II-

XIII sec. d.C.), bǎ, seguendo processi di grammaticalizzazione, divenne progressivamente una marca per 

introdurre un tema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Infine, nel Cinese tardo-moderno, bǎ si è affermato come marca, così definita, per esempio, da Paternicò et 

al. (2021), o preposizione, così definita da Tang Yili 唐依力 (2022), per introdurre l’oggetto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Storicamente, i due morfemi venivano utilizzati in modo interscambiabile, anche se, nel Cinese 

medio, jiāng ricorreva con più frequenza rispetto a bǎ. N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ed in quello 

contemporaneo, jiāng non viene più adoperato nel parlato, ma solo nella lingua formale scritta (Sun 1996: 60).  

 
4 Gli studi relativi alla nozione di morfema appaiono in Cina solo a partire dal XX secolo, a seguito dello studio e delle 

traduzioni delle grammatiche occidentali (Arcodia e Basciano 2016). Più precisamente, sono le opere linguistiche, 

pubblicate a seguito dell’instaurazione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nel giorno del primo ottobre 1949, ad inserire 

la nozione di morfema nella sezione di studio delle parole (Masini 1990). 
5 La dinastia Tang, essendo stata un periodo di fioritura della letteratura e della cultura cinese, spiccatamente nell’VIII 

secolo d.C, durante il regno dell’Imperatore Xuanzong 玄宗帝 (685 d.C. -762 d.C.), rivisitò le strutture interne intrinseche 

alla lingua stessa, dimodoché risultassero più formali, e, di conseguenza, più grammaticalmente e logicamente astratte.  
6 L’argomento è, in linguistica, un termine che indica ciò che, all’interno di una frase, satura la valenza del verbo. In altri 

termini, esso risulta essere la realizzazione sintattica di ciò che, a livello semantico, sono i ruoli semantici. Ciò significa 

che, poiché ogni frase rappresenta un evento o un processo, e, tale evento ruota, nella maggior parte dei casi, attorno al 

verbo, l’argomento introduce un partecipante necessario alla realizzazione dell’evento st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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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viluppo diacronico della costruzione 

Bǎ ha origini antiche: nella scrittura del “Piccolo sigillo” (小篆 Xiǎozhuàn)7, per esempio, esso indicava e, 

quindi, intendeva rappresentare una mano che tentava di afferrare un serpente. 

Durante il periodo storico che va dal II sec. a.C al VII sec. d.C, ovvero dalla dinastia Qin 秦 (221 a.C. – 206 

a.C.) fino alla dinastia Tang 唐 (618 d.C. – 907 d.C.) cominciò ad essere usato nelle frasi costituite da verbi in 

serie, i quali risultano essere una struttura sintattica in cui due o più verbi, o frasi verbali, appaiono in sequenza, 

senza congiunzioni o particelle tra di loro, e condividono lo stesso soggetto, diventando progressivamente, 

tramite un processo di grammaticalizzazione, marca dell’oggetto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Sun 1996).  

    Ed infine, n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la costruzione con bǎ viene utilizzata per enfatizzare l’azione che 

l’Agente esercita sul Paziente, portando su di esso reali ripercussioni, cioè cambiamenti di stato.  

Il modello di frase definito come bǎzì jù, più correttamente, da un punto di vista linguistico, definita come 

“struttura disposizionale” (chǔzhì shì) 8 da Wang Li (1947), è un modello di frase fondamentale nella lingua 

cinese. Bǎ 9, da un punto di vista sintattico, viene considerato da molti grammatici odierni una vera e propria 

preposizione: inizialmente, molti linguisti, come Huang (1982), Peyraube (1996) e Y.-H. Audrey Li (1985, 

1990), ritenevano che bǎ fosse una preposizione; secondo questi studiosi, quindi, il sintagma nominale che 

segue bǎ e il sintagma verbale non costituirebbero un’unità (Huang et al. 2009: 166).  

Da un punto di vista storico, numerosi studi hanno accertato il fenomeno grammaticale, tramite il quale, con 

il passare delle epoche, tale morfema abbia subìto un effetto di grammaticalizzazione. Sun Chaofen (1996) e 

Alain Peyraube (1989, 1996) sono tra i linguisti che più si sono occupati di approfondire la storia dello sviluppo 

di bǎ. Prima di tutto, il termine “grammaticalizzazione”ʼ venne introdotto, per la prima volta, nel 1912 da 

Antoine Meillet (1866-1936). Il linguista francese parlava della grammaticalizzazione come della “attribution 

du caractère grammatical à un mot jadis autonome”, ossia, dell’assegnazione di una certa funzione 

grammaticale a una parola che in precedenza era autonoma. Hopper e Traugott (2003: xv) definiscono il 

processo di grammaticalizzazione come segue:  

 

 
7 Il “Piccolo sigillo” è una forma di scrittura cinese che fu standardizzata con Li Si 李斯 (c. 280 a.C. – 208 a.C.), durante 

l’epoca del Primo Imperatore Qin Shi Huangdi 秦始皇帝 (259 a.C. – 210 a.C.), nel III secolo a.C. Esso rappresenta 

un'evoluzione delle scritture oracolari e bronzistiche, mirata all’unificazione linguistica dell’impero del tempo. Secondo 

Cheng (1981, in Feng 1998:218), l’unificazione e la complessità della nascente società sono stati fattori extralinguistici 

che hanno influenzato fortemente la struttura della lingua cinese, condizionata anche dalla presenza di nuovi rapporti 

commerciali con paesi stranieri, come l’India. Tali cambiamenti, su più livelli, hanno generato la necessità di sviluppare 

una lingua franca, adeguata alle caratteristiche e alle esigenze del nuovo Paese (Cheng 1981, in Feng 2017). Il tratto 

sinuoso e simmetrico del “Piccolo sigillo” riflette un’estetica rituale, più che una funzionalità spiccatamente pratica. 

Sebbene meno adatta alla scrittura quotidiana, il “Piccolo sigillo” esprime un ideale di armonia visiva e autorità centrale. 

La sua standardizzazione fu cruciale per consolidare l'identità culturale cinese. Oggi, pur soppiantato da forme più pratiche, 

viene usato nell’arte della sigillografia e calligrafia per evocare solennità e continuità storica. 
8 La “frase disposizionale”, nella lingua cinese, si definisce come 处置句 chǔzhì jù, ed è un tipo di struttura grammaticale 

in cui l’azione del verbo ha un effetto diretto sul complemento oggetto, spesso con una modifica dell’ente, un 

cambiamento di stato o una disposizione del risultato. 
9 In questa sede, se necessario, utilizzeremo la parola “costituente” per indicare, secondo la definizione del “Dizionario 

di base della grammatica italiana” (2023), una parola che fa parte di una struttura sintattica più ampia e che assolve ad 

una specifica funzione grammati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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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whereby lexical items and constructions come in certain linguistic contexts to serve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once grammaticalized, continue to develop new grammatical functions. (Hopper e Traugott 2003: xv) 

 

Prima di tutto, quest’ultimo risulta essere un fenomeno grammaticale per cui, uno o più elementi lessicali 

autonomi, per lo più nomi, aggettivi e verbi, perdono il loro significato e la loro autonomia originari, 

acquistando una funzione puramente grammaticale, divenendo particelle con il ruolo di preposizioni, 

congiunzioni o affissi, tramite il cosiddetto processo di “rianalisi”10. Secondo la definizione di Hagège (1993; 

cit. in Peyraube 2015), la rianalisi è l’operazione attraverso cui i parlanti analizzano un’espressione linguistica 

in modo diverso rispetto al passato. L’intervento dei parlanti non andrebbe a modificare la struttura in 

superficie, ma solo quella sottostante; sono le relazioni sintattiche tra i costituenti linguistici, infatti, a variare 

di significato.  

Un valido esempio può essere dato dai verbi, nella lingua cinese, con il significato di ̒ prendereʼ, come jiāng, 

bǎ, chí e zhuō: a seguito di una rianalisi, questi verbi, unitamente all’oggetto a seguire, hanno formato un 

costituente unico, coordinandosi a loro volta con il secondo verbo nella frase. 

 Importante caratteristica della grammaticalizzazione, attorno alla quale convergono pareri discordanti, è il 

carattere intrinseco dell’unidirezionalità11. Hopper e Traugott (2003: 132) sostengono che l’unidirezionalità 

non debba essere vista come principio assoluto, ma come conclusione logica secondo cui morfemi 

grammaticali non possono manifestarsi senza avere un’origine lessicale. 

Haspelmath  (1999; cit. in Peyraube 2015), studioso di tipologie linguistiche, afferma che il processo di 

grammaticalizzazione avviene sempre da una parola “piena”, ovvero che abbia un significato tangibile, 

attenibile alla realtà fattuale, fino a giungere ad un livello linguistico più alto, per cui essa diviene una parola 

vuota, ovvero che, gradualmente, inizi a ricoprire un ruolo grammaticale nuovo, che serve a descrivere concetti 

più complessi, che abbiano come fine ultimo la comunicazione e non l’azione, proprio come discusso poc’anzi.  

Il processo trasformativo consiste nel cambiamento graduale di un elemento lessicale ad un elemento 

puramente grammaticale, o da un elemento meno grammaticale ad uno più grammaticale; non può succedere 

il contrario, e cioè che una parola vuota diventi una parola piena.  

Negli anni convergenti al 1970, vi fu un grande interesse per il ruolo delle costruzioni di verbi in serie (Li 

1975). Li e Thompson (1974b) dimostrarono che in cinese il verbo bǎ ‘prendere’ viene grammaticalizzato in 

un marcatore oggetto simile a una preposizione e ipotizzarono che ciò avesse portato a un passaggio dall'ordine 

delle parole ‘V + O’ a ‘O + V’ nel IX secolo, come già menzionato. Sia gli studi sincronici (Sun e Givon 1985) 

che quelli diacronici (Sun 1997) trovarono questo fenomeno grammaticale, od ipotizzato cambiamento, 

nell'ordine delle parole, nella lingua cinese, altamente problematico, poiché la sequenza finale del verbo 

rappresenta meno del 10% sia nei testi parlati che in quelli scritti in cinese moderno. La costruzione bǎ sembra 

 
10 In linguistica, la rianalisi (in inglese reanalysis) è un processo per cui un parlante interpreta in modo diverso la struttura 

o la composizione di una parola, morfema, frase o costruzione, rispetto all'analisi originaria o storica. Si tratta di un 

meccanismo centrale nel cambiamento linguistico. 
11 In linguistica, l’unidirezionalità è un principio secondo cui i cambiamenti grammaticali avvengono in una sola direzione 

preferenziale o “naturale”, soprattutto nel contesto della grammaticalizzaz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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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re specializzata e non generalizzabile al sistema nel suo insieme. La formazione della costruzione cinese 

con bǎ, deriva inizialmente dalla grammaticalizzazione che coinvolge la struttura argomentativa nel cinese 

medio (II-X secolo d.C.) e da un'ulteriore grammaticalizzazione innescata dalla struttura informativa nel cinese 

moderno (XI-XVIII secolo d.C.) (Sun e Traugott 2011: 382).  

Nel cinese antico, un “verbo leggero” come yǐ ‘usare’, che ricorreva frequentemente nella posizione iniziale 

di una costruzione di verbi in serie pluri-preposizionale, può essere interpretato ambiguamente come un verbo 

o una preposizione, ovvero “con”. A partire dal cinese medio, yǐ e altri verbi leggeri (light verbs) sinonimi 

come 取 qǔ ‘prendere’, chı ´ ‘tenere’, ecc. che ricorrevano frequentemente in questo spazio sintattico furono 

sostituiti da bǎ ‘prendere’ e jiāng ‘tenere’ (Cao e Long 2005), dove vennero a indicare tema/paziente (Sun 

2008). La moderna costruzione bǎ è nata come risultato di un'ulteriore grammaticalizzazione di bǎ in altri 

contesti. Nel cinese medio bǎ era anche frequentemente usato in uno schema emerso in quel periodo: una 

relazione causa-effetto che di solito è espressa nell'ordine effetto-causa (Sun e Traugott 2011: 383). 

Nel Cinese antico, l'ulteriore grammaticalizzazione delle preposizioni sfavorì l'uso di bǎ e jiāng come 

verbo di effetto in questo modello, che diminuì da quasi il 20% nel XII secolo (Zhūzǐ yǔ lèi) a circa il 10% 

(Lǎoqǐ dà) nel XIV e si estinse quasi completamente nei testi volgari del XIX secolo (Érnǚ yīngxióng zhuàn) 

(Sun 2008). Mentre bǎ cadde in disuso nel modello effetto-causa, la sua frequenza aumentò in costruzioni 

risultative in cui il focus del predicato è espresso da due morfemi verbali che implicano causa-effetto (in 

quest'ordine).  

La co-occorrenza di bǎ con il risultativo finale del verbo aumentò drasticamente da meno del 40% nel XII 

secolo (Zhūzǐ yǔ lèi) a quasi l'80% n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odierno (Sun 2008). In sintesi, la storia di bǎ 

è un caso di specializzazione funzionale.  

Dal punto di vista della linguistica storica, è stato ipotizzato che tutti gli elementi grammaticali abbiano 

avuto origine da morfemi di natura lessicale. In Cina, nonostante la definizione terminologica risalga ai primi 

del Novecento, il processo di grammaticalizzazione è stato comunque un fenomeno conosciuto almeno a 

partire dal XIV secolo; Zhōu Bóqí 周伯琦 (1298-1369), studioso della dinastia Yuan, affermò, ad esempio: 今

之虚字皆古之实字 jīn zhī xū zì jiē gǔ zhī shí zì ʻtutte le parole vuote di oggi erano parole pieneʼ (Chappell e 

Peyraube 2011: 786).  

Prima che il termine “grammaticalizzazione” (语法化 yǔfǎhuà) fosse coniato, il processo veniva definito 

come 虚化 xūhuà, ossia, ʻsvuotamentoʼ. Infatti, già dall’epoca dei Song meridionali (1127-1279) si era soliti 

dividere le parole in due categorie: 实词 shí cí ̒ parole pieneʼ e 虚词 xū cí ̒ parole vuoteʼ12 (Chappell e Peyraube 

2011: 786). 

 
12 Un’ulteriore distinzione fondamentale è tra morfemi lessicali e morfemi grammaticali/funzionali: tutti termini che, nella 

linguistica cinese, sono rispettivamente noti come morfemi “pieni” (实 shí) e morfema “vuoti” (虚 xū). I morfemi 

grammaticali mancano di significato autonomo, ma ricoprono un ruolo fondamentale nella struttura grammaticale della 

frase; al contrario, i morfemi lessicali sono dotati di un significato proprio e indipendente. Entrambi possono essere sia 

liberi che legati. Un esempio di morfema grammaticale libero è la particella interrogativa 吗 ma, che è sempre posta alla 

fine di una domanda. Invece, un esempio di morfema grammaticale legato è il suffisso plurale 们 -men (Arcodia e 

Basciano 2017): esistono altri elementi quantificatori che suggeriscono la pluralità nella lingua cinese, un esempio s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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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bene, nella lingua cinese, siano presenti molti casi di grammaticalizzazione, negli anni convergenti al 

1990 si sono osservati, viceversa, alcuni casi di degrammaticalizzazione, ossia di elementi grammaticali che 

si sono trasformati in elementi lessicali. Questo fenomeno non solo risulta essere inverso alla 

grammaticalizzazione, ma andrebbe addirittura contro la sua principale caratteristica, cioè l’unidirezionalità. 

Ad esempio, Jiang e Yang (2006; cit. in Peyraube 2015) affermano che una frase come 我把你这个糊涂虫 wǒ 

bǎ nǐ zhè ge hútuchóng “Sei proprio un pasticcione (lett.: ti considero …)”, bǎ non funge da marca dell’oggetto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ma da verbo con il significato di ‘considerare’. Tuttavia, come sostiene Peyraube 

(2015), più che di “degrammaticalizzazione” sarebbe più opportuno parlare di “lessicalizzazione”: ovvero, un 

processo che vede lo sviluppo di “parole piene” da “parole vuote” (Brinton e Traugott 2005: 9-10).   

    Pertanto, risulta possibile tracciare un fil rouge delle principali fasi di sviluppo del bǎ: come dimostrato da, 

Wang Li (1958), Li e Thompson (1974) e Peyraube (1985, 1989), il morfema bǎ in origine era un verbo che 

indicava un’azione che avesse diretto contatto con la realtà che descriveva, similmente a jiāng, ‘disporre di’, 

chí, ‘perseverare, mantenere’, e  zhuō, ‘trattenere, prendere’.  

Come accennato, nella lingua cinese antica, bǎ significava ‘prendere, afferrare’ (Peyraube 1996). 

Successivamente, nel Cinese medio, tale morfema cominciò a essere utilizzato nelle frasi con verbi in serie 

(Peyraube 1996) e, come osserva Zhu (1957), iniziò ben presto a ricoprire alcune funzioni semantiche 

precedentemente occupate dalla costruzione con il morfema 以 yǐ, di cui si tratterà più avanti, molto utilizzata 

nel cinese pre-arcaico. Naturalmente, esistono comunque alcune differenze semantiche tra il morfema yǐ e bǎ 

che verranno analizzate in seguito. Si vedano (3) e (4). 

(3) 巴粟与鸡呼朱朱 (洛阳伽蓝记 Luòyáng Qiélánjì; in Peyraube 1985: 197) 

       bǎ                   sù          yǔ     jī         hū       Zhūzhū. 

       prendere    granaglie dare  pollo chiamare Zhuzhu 

      ‘Mentre prendeva le granaglie per darle ai polli, chiamò Zhuzhu.’ 

 

Paul (2015: 27) sostiene che il primo esempio sia una costruzione di verbi in serie con oggetto condiviso: 

ʻV1+O+V2ʼ; bǎ è una testa funzionale, che prende come complemento una proiezione verbale. (Arcodia e 

Basciano 2016: 185). Questa struttura di verbi in serie con oggetto condiviso sarebbe la base della costruzione 

con bǎ del cinese moderno (Peyraube 1996: 169). 

 

(4)  于是即将雌剑往见楚王 (搜神记 Sōu shén jì; in Peyraube, 1996: 169) 

        yúshì              jí                 jiāng        cí         jiàn       wǎng    jiàn    Chǔ Wáng 

        quindi immediatamente prendere femmina spada    andare vedere Chǔ re 

        ‘Prese immediatamente la spada femmina per andare a incontrare il re di Chu’ 

 
le costruzioni nominali, costituite da un numero, un classificatore e seguite dal nome a cui si riferiscono, le quali riescono 

a quantificare il sostantivo tramite l’utilizzo di numeri cardinali. In altri casi, viene utilizzato il processo di reduplicazione 

nominale che, tramite il raddoppiamento dei nomi, conferisce alla parola un valore di plurale collettivo (Arcodia e 

Basciano 201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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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 affermato da Arcodia e Basciano (2016: 185), qui non è presente un oggetto condiviso, 雌剑 cí  jiàn 

‘spada femmina’ è l’oggetto del primo verbo (将 jiāng ‘prendere’), ma non del secondo, ovvero 往 wǎng 

‘andare’. Questo tipo di struttura è l’origine della costruzione strumentale (Peyraube, 1996: 169; in Arcodia e 

Basciano 2016: 185), come nel seguente esempio del IX secolo d.C (Paul, 2015: 27): 

 

(5)  轻将玉杖敲花片  (公子行 Gōng zǐ xíng; Arcodia e Basciano 2016: 185) 

         qīng         jiāng       yù     zhàng   qiāo     huā    piàn 

         leggero prendere  giada bastone colpire fiore  petalo 

         ʻCon un bastone di giada ha battuto delicatamente sui petaliʼ 

 

L’esempio (5), per esempio, rappresenta un altro tipo di struttura: ̒ V1+O1+V2(+O2) ̓  in cui il secondo oggetto, 

quando è presente, è quello del secondo verbo. Questa struttura è l’origine della costruzione strumentale 

(Peyraube 1996: 169). 

    Infine, n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l’utilizzo del bǎ, come verbo, e nelle costruzioni con verbi in serie, 

incominciò progressivamente a venir meno, diventando definitivamente preposizione/marca dell’oggetto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Sun 1996).  

Secondo Peyraube (1996: 169) si sarebbero quindi verificati due cambiamenti diacronici:  

1.  ‘V1 BA + O + V2’ → ‘PREP BA + O + V’ = la moderna struttura con 把 bǎ che sposta l’oggetto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2.  ‘V1 BA + O + V2 (+ O2)’ → ‘PREP BA + O1 + V (+ O2)’ = la struttura strumentale con bǎ non più utilizzata 

nel cinese moderno (Arcodia e Basciano 2016: 185). 

Risulta evidente come, nel tempo, il carattere bǎ abbia perso il suo stato verbale tramite un processo di 

grammaticalizzazione graduale e determinante n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iniziato nel Cinese medio (II d.C. 

– XIII sec. d.C.) e durato per almeno mille anni (Sun 1996).  

Quindi, è possibile affermare che esiste un’analogia tra le frasi costituite dai verbi in serie e la 

grammaticalizzazione del bǎ come marca del Paziente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Studi recenti, risalenti agli ultimi decenni del secolo scorso, sostengono che la grammaticalizzazione del 

morfema 被 bèi possa aver influenzato la grammaticalizzazione di bǎ (Bennet 1981; cit. in Sun 1996). 

Inizialmente, nel cinese antico bèi era un verbo con il significato di ʻsubireʼ. Questa variazione probabilmente 

fu dovuta a una neutralizzazione nell’ordine delle parole in una costruzione di due verbi, in precedenza distinti, 

tra Agente e Paziente. Il tema verrà affrontato più in dettaglio nella sezione seguente, sulla base delle ricerche 

di Wang e Su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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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nalisi diacronica: Wang e Sun (2015) 

Partendo dall’analisi che Wang e Sun (2015) compiono nel loro manuale, possiamo definire la particella bǎ 

nel seguente modo:  

 

The 把 Bǎ construction (Lü 1948) in Standard Modern Chinese, also known as the disposal construction (Wang 

1943) in China, is perhaps the most well-known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inguistics for its special distributional 

properties and association with the syntactic object. The examples in (1) show that a syntactic object, as well as a 

semantically affected entity, such as 酒 jiǔ ‘wine’ can take either a postverbal position (a) or a preverbal position (b) 

marked by 把. Considering the lack of any marking of the postverbal object,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there is no 

postverbal object marker in Chinese. So, is 把 a preverbal object marker? The example in (c) shows that the affected 

entity 酒 in preverbal position is perfectly good without 把, demonstrating that there is not a necessary preverbal 

object marker either.” (Wang e Sun, 2015: 429) 

 

Si può, dunque, notare gli esempi in (1): 

(6)   a.   他喝了酒了。(Wang e Sun 2015: 429) 

tā   hē-le     jiǔ       le.  

lui bere-PFV vino PFV.  

‘Ha bevuto il vino.’ 

        b.  他把酒喝了。(Wang e Sun 2015: 429) 

              tā   bǎ    jiǔ      hē-le. 

             lui BA   vino bere-PFV. 

             ‘Ha bevuto il vino.’ 

 

       c.   他酒喝了。 (Wang e Sun 2015: 429) 

               tā     jiǔ   hē -le. 

               lui  vino bere-PFV. 

               ‘Per quanto riguarda il vino, l’ha bevuto.’ 

 

I dati in (1), quindi, contraddicono l'affermazione di Li e Thompson (1974) secondo cui, nel corso di un 

generale cambiamento dell'ordine delle parole da ‘V + O’ a ‘O +V’ nel IX secolo, il bǎ fu grammaticalizzato 

in un marcatore oggettuale simile a una preposizione. In effetti, sia gli studi sincronici (Sun e Givón 1985) che 

quelli diacronici (Sun 1997) hanno trovato il cambiamento dell'ordine delle parole, nel sistema linguistico della 

lingua cinese altamente problematico, poiché la sequenza finale del verbo costituisce meno del 10% nei testi 

sia orali che scritti in cinese moderno. La costruzione con bǎ sembra essere specializzata e non generalizzabile 

al sistema sintattico nel suo complesso (Sun e Traugott 2011; in Wang e Sun 2015: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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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La costruzione tramite la particella yǐ e le conseguenti modifiche  

Peyraube (1989, 1996) e Sun (1996, 2015) sostengono che la costruzione con yǐ, per analogia, abbia ricoperto 

un ruolo importante nel processo di grammaticalizzazione del 把 bǎ. Cao e Long (2005; cit. in Sun 2015: 432) 

osservano che, tra il XIV e il XI sec. a.C. nel cinese pre-arcaico (la lingua delle iscrizioni su ossa oracolari), il 

morfema yǐ era un verbo con il significato di “prendere/portare/utilizzare”. Successivamente, nel Cinese antico, 

il morfema yǐ iniziò a essere utilizzato anche come marca per introdurre un caso strumentale. Si veda, di seguito, 

l’esempio (7) e l’esempio (8): 

(7)  把此茶芽为信 (历代法宝记 Lì dài fǎ bǎo jì; in Peyraube 1996: 172)  

    bǎ cǐ chá wéi  xìn 

BA questo tè germoglio fare segno 

‘Fare di questo germoglio di tè un segno’ 

 

(8)  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史记 Shǐjì：滑稽列传 Huájī lièzhuàn: in Wang e Sun 2015: 432） 

       Fù        yǐ      dìzǐ       yī      rén        tóu      hé    zhōng 

       quindi YI discepolo una persona buttare fiume mezzo 

       ‘Quindi, buttò uno dei suoi discepoli nel fiume.’ 

 

La frase in (4), può essere tradotta metaforicamente come “non avere una chiara visione del tutto”. Ora, 

quest’ultima preposizione si può tradurre “grazie a”, “disporre di qualcosa per un determinato fine”, dando 

l’idea generale ed intelligibile del “disporre di qualcosa”. La frase riportata poco più avanti, è un esempio di 

struttura verbale seriale, in cui yǐ è usato come elemento di natura preposizionale della frase per indicare ciò 

che, in analisi logica, verrebbe definito come “complemento strumentale”. 

(9)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     （告子上 Gào zǐ shàng; in 孟子 Mèngzǐ: 20）  

        dà           jiàng        huì           rén               bì               yǐ        guī          jǔ. 

       grande artigiano insegnare persona necessariamente YI compasso squadra. 

       ‘Un grande maestro artigiano, per insegnare agli altri, deve usare compasso e squadra (buoni principî).’ 

    La frase poco sopra riportata risulta essere d’uopo per l’esempio grammaticale cui si vuole fare riferimento. 

Questa frase, in particolare, mostra quali siano le differenze principali tra bǎ presenti nel Cinese moderno ed 

il morfema di natura preposizionale yǐ del Cinese antico. Se, da un lato, bǎ fa sempre riferimento diretto 

all’oggetto che viene anticipato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all’interno della frase, yǐ dà l’idea generica di “disporre 

di” una determinata cosa per ottenere uno specifico effetto. Quindi, in generale, l’idea di base resta sempre 

invariata, ma è il modus operandi che resta sotteso a ciò che la preposizione vuole trasmettere di significato, 

ovvero, il nodo cruciale della differenza tra le due particelle grammatic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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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e Long (2005) osservano che yǐ, che originariamente significava “prendere, portare, usare”, nelle 

iscrizioni oracolari13 (risalenti a prima del VII secolo a.C.), si ridusse a marcatore grammaticale14 nel Cinese 

antico, che segnalava un caso strumentale o il tema, come in (11). 

(10)  尧以天下与舜 (孟子 Mèngzǐ: 梁惠王上 Liánghuì wáng shàng; in Wang e Sun 2015: 432)  

       Yáo yǐ tianxià  yǔ Shun 

       Yao YI mondo dare Shun 

      ʻYao prese il mondo/la Cina e lo diede a Shunʼ 

La ricorrenza della costruzione con yǐ nelle frasi di verbi in serie seguitò ad aumentare in modo considerevole 

durante l’era del Cinese medio; similmente, anche altri termini con il significato di “prendere”, come bǎ, 

cominciarono ad essere utilizzati in questo tipo di frasi. A tal riguardo, Mei (1990; cit. in Peyraube 1996: 172) 

approfondì la questione andando ad analizzare le costruzioni disposal con yǐ ricorrenti nel tardo Cinese medio. 

In particolare, lo studioso distinse quattro costruzioni disposal: 

1. Frasi con un secondo verbo che esprimere finalità (final verb disposal). 

2. Frasi con un secondo verbo dativo (giving disposal GD), di cui l’esempio (7). 

3. Frasi con un secondo verbo locativo (placing disposal PD), di cui l’esempio (8). 

4. Frasi con un secondo verbo che indica creare (making disposal MD), di cui l’esempio (9). 

 

(11)  应把清风遗子孙 (方干诗 Fāng gān shī; in Peyraube 1996: 172)  

       yìng     bǎ    qīng    fēng               yí                   zǐsūn  

       dovere BA fresco brezza lasciare.in.eredità discendente  

       ‘Si dovrebbe lasciare in eredità ai discendenti (questa) fresca brezza’ 

 

(12)  把舜子头发悬在中庭树地 (敦煌变文集 Dūnhuáng biànwén jí; in Peyraube 1996: 172) 

       bǎ Shùnzi tóufa xuán-zài zhōngtíng shùdì 

       Shunzi capello appendere-stare cortile  

      ‘(Lui) ha appeso i capelli di Shunzi sull’albero in cortile’ BA 

 

(13)  把此茶芽为信 (历代法宝记 Lì dài fǎ bǎo jì; in Peyraube 1996: 172) 

       bǎ      cǐ    chá       yá       wéi     xìn   

       BA questo tè germoglio fare   segno 

 
13 Le iscrizioni su ossa oracolari sono, per la maggior parte, pittogrammi ed antichi caratteri incisi su ossa o gusci di 

tartaruga (XI-X secolo a.C.). Venivano usate per la divinazione, il cui compito era quello di chiedere agli spiriti risposte 

lungimiranti su eventi futuri. Essi risultano essere alcune delle prime testimonianze della scrittura cinese, fondamentali 

per capire la cultura e la storia della Cina antica. 
14 Riguardo alla costruzione con marcatura differenziale dell'oggetto con il morfema yǐ del Cinese antico, o “costruzione 

con marcatura differenziale dell'oggetto”, in senso lato, si accetta generalmente l'opinione di Mei (1990), secondo cui non 

esisteva una forma semplice all'epo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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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e di questo germoglio di tè un segno.’  

In conclusione, è possibile affermare che sono avvenuti cambiamenti linguistici di varia natura in epoche 

storiche diverse: vi sono stati cambiamenti semantici di alcuni elementi lessicali, grammaticalizzazioni di 

alcuni elementi lessicali e costruzioni, integrazione di proposizioni di costruzioni di verbi seriali e di struttura 

informativa della lingua. La costruzione che si prefigge l’utilizzo della particella bǎ d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è una costruzione specializzata non generalizzabile da alcun semplice termine sintattico, come la 

nozione di “marcatore di oggetto” (Wang e Sun, 2015: 440). 

È stato osservato che, nel periodo riferibile al Cinese medio, la condivisione e concatenazione seriale di 

argomenti per i verbi nella costruzione di verbi seriali, definita come “costruzione con yǐ”, ha gradualmente 

innescato un processo di integrazione di proposizioni, portando all'esistenza di due tipi di struttura mono-

proposizionale: una struttura a tre argomenti con i “verbi leggeri”, come yǐ, bǎ, jiāng, chí, un verbo principale, 

ed infine una struttura a due argomenti con un verbo subordinato e il verbo principale che condivide un oggetto 

comune e che è soggetto a un vincolo di anafora zero15. In entrambe le strutture, ciò che sta dopo il verbo tende 

a contrassegnare uno strumento o un'entità interessata.  

Questo è il fenomeno riconducibile alla dinamica grammaticale nella quale il verbo bǎ, nel Cinese antico e 

premoderno, ha gradualmente iniziato a sostituire i verbi leggeri sinonimici nella precedente costruzione con 

yǐ e ha iniziato ad interagire con un'altra costruzione di verbi seriali, la costruzione intenzionale con i verbi lái 

e qù. 

Sono, tuttavia, le interazioni tra la proposizione a due argomenti e la costruzione intenzionale lái e qù che 

hanno dato origine direttamente alla funzione più basilare della costruzione bǎ d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ovvero a porre un focus predicativo sullo stato risultante del suo predicato. Quivi può essere notato che, in 

quanto lingua topic-prominent16, n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non c'è mai stato un marcatore di soggetto o 

oggetto palese negli ultimi due millenni, poiché bǎ è un marcatore di una definita costruzione sintattica e non 

dei varî costituenti della frase (Wang e Sun, 2015: 440). 

  

 
15 In linguistica, l'anafora zero (Ø), o anafora implicita, si verifica quando il soggetto di una proposizione subordinata è 

sottinteso, perché già presente in una proposizione principale o in un altro elemento del testo, e non viene quindi esplicitato. 
16 In linguistica, il topic è ciò di cui si sta parlando, ovvero il tema della frase, mentre il comment è ciò che si dice su quel 

determinato tema. Nelle lingue topic-prominent, la struttura della frase è spesso: [Topic] + [Commento su quel topic]. Il 

topic non deve necessariamente essere il soggetto grammaticale né deve avere una funzione sintattica fo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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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olo 2: Il bǎ nei manuali in lingua cinese 
Nel seguente capitolo vengono presentate le principali teorie che delucidano il pattern grammaticale con il 

bǎ.  

2.1 Grammatica funzionale: Li e Thompson (1981) 

La costruzione con la particella funzionale bǎ è un argomento particolarmente dibattuto dagli studiosi nel 

dominio linguistico riferibile alla grammatica d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Li e Thompson, 1981: 463 e 

segg.) Il bǎ viene utilizzato quando l’oggetto è umano/animato o definito/generico, inoltre, la marcatura 

differenziale dell’oggetto si presenta prevalentemente in frasi i cui predicati esprimono disposal, ossia quanto 

l’oggetto diretto è influenzato dall’azione descritta dal verbo (Li e Thompson 1981: 465), e in frasi in cui 

l’evento descritto è delimitato (bounded). 

Da un punto di vista pragmatico17, bǎ ha il compito di portare il focus della frase sull’oggetto situazionale, 

e, quindi, fa in modo di creare un’immagine mentale dello stesso che venga disposto o utilizzato in un 

determinato modo: il metodo, o, più genericamente, la dinamica del fenomeno, o processo, che viene descritto 

dall’enunciato e, di conseguenza, in cui l’oggetto situazionale viene disposto, viene chiarito maggiormente 

tramite i varî costituenti che si possono trovare successivamente nella frase. Uno degli schemi più semplici 

che possa essere inclusa una frase con bǎ è il seguente: 

(14)  快一点把这块肉拿走。(Li e Thompson 1989: 463) 

          kuài      yī   diǎn     bǎ     zhè        kuài    ròu      ná-zǒu. 

         veloce   un   CLF   BA     questo    CLF  carne prendere-andarsene. 

         ‘Porta via la carne, svelto.’ 

2.1.1 Definitezza e genericità 

Nella grammatica di Li e Thompson, il sintagma comprendente il bǎ viene definito come intrinsecamente 

caratterizzato da due classificazioni possibili: definitezza o genericità (Li e Thompson, 1984: 465). 

Di seguito riportiamo due esempi, dei quali il primo facente parte della prima categoria, ed il secondo della 

seconda categoria. Ciò significa che, in determinati contesti linguistici, l’oggetto della discussione può essere 

sia definito, ovvero che vi sia un attributo del complemento oggetto diretto che ne specifichi le qualità, oppure 

che non vi sia.  

Per esempio, nella frase dell’esempio (24), il “sale” non è determinato da alcun tipo di attributo che possa 

definirlo, ma è il contesto comunicativo e situazionale che porta l’interlocutore a comprendere di cosa si stia 

effettivamente parlando. 

(15)    你把他的意思讲出来了。(Li e Thompson 1989: 463) 

 
17 In linguistica, la pragmatica è lo studio dell’uso del linguaggio nel contesto comunicativo. A differenza della semantica, 

che si occupa del significato letterale delle parole e delle frasi, la pragmatica analizza come il significato viene influenzato 

dal contesto in cui un enunciato viene prodotto e interpre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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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ǐ   bǎ   tā    de     yìsi        jiǎng-chūlái-le 

           tu   BA  lui ST significato raccontare-uscire-venire-PFV 

           ‘Hai spiegato quello che lui intendeva dire.’ 

 

(16)    他有的时候把盐当糖吃。(Li e Thompson 1989: 464) 

            tā   yǒu      de     shíhòu    bǎ   yán       dāng          táng         chī 

           lui avere   ST     tempo   BA   sale  considerare zucchero mangiare 

           ‘Lui, a volte, si nutre di sale come fosse zucchero.’ 

Dopo aver esemplificato varî tipi di esempi linguistico-situazionali che possano essere ricondotti alle due 

categorie sopra citate, la grammatica di Li e Thompson (1989) entra nel concreto della trattazione, analizzando 

i costituenti delle frasi caratterizzate dalla presenza del costituente bǎ ed andando a delineare e, quindi, 

classificare quelle determinate frasi che risultano essere corrette e, di conseguenza, in modo simmetrico e 

parallelo, quelle frasi che risultano essere scorrette grammaticalmente. I due studiosi partono, quindi, 

dall’analizzare le frasi che risultano essere corrette: 

(18)  我把茶杯弄破了。(Li e Thompson 1989: 466) 

         wǒ   bǎ   chá    bēi     nòng-po'-le 

         io    BA    tè    tazza maneggiare-rompere-PFV 

         ‘Ho rotto la tazza da tè.’  

    Per quanto riguarda la frase sopra riportata, è bene fare alcune precisazioni. Prima di tutto, la necessità 

dell’utilizzo del bǎ, che crei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risulta fondamentale poiché, in prima analisi, il carattere 破 

pò ‘rompere’, in forma monosillabica, ha il compito di fungere da aggettivo risultativo. 

     Perciò, il verbo “rompere” deve essere strutturato attraverso una forma bisillabica, ovvero 弄破 nòngpò 

‘maneggiare-rompere’, variante di 打 破 dǎpò ‘colpire-rompere’, la quale permette di seguire, 

conseguentemente, due pattern sintattici ben distinti, nonostante, nella potenziale lingua target, come la lingua 

italiana, vengono entrambe tradotte allo stesso modo.    

La prima possibilità sintattica risulta essere l’utilizzazione della frase canonica, la quale risulta essere 

“sorgente” rispetto alla frase con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riferente al bǎ, ovvero 我弄破了茶杯 Wǒ nòngpòle 

chábēi ‘Ho rotto la tazza da tè’, mentre la seconda risulta essere la frase derivata attraverso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che è possibile vedere poco sopra.  

Nonostante la similitudine di significato, quest’ultimo possiede due diverse sfumature: nella frase sorgente, 

essendo assente la marcatura del complemento oggetto diretto, la frase risulta delineata dalla constatazione 

dell’azione stessa, mentre nella frase di natura marcata viene sottolineata la conseguenza dell’azione.  

Viene proposto, di seguito, un secondo esempio chiarificatore: 

(19)   *他把小猫爱。 (Li e Thompson 1989: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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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ā   bǎ     xiǎo     māo     ài 

            lui BA piccolo gatto amare 

            ‘Lui ama il gatto.’ 

La frase poco sopra riportata risulta essere, all’interno del sistema linguistico della lingua cinese, 

grammaticalmente, se non logicamente, scorretta.  

Un verbo stativo come amare, il quale, se vengono escluse le azioni svolte sul determinato Paziente 

dell’azione, le quali devono essere espresse con altri verbi, non indica un’azione concreta nei confronti 

dell’oggetto frasale, ergo non può usufruire dell’ausilio del bǎ.  

Tale frase è scorretta a tal punto che, persino in italiano, non può essere resa se non attraverso l’utilizzazione 

del verbo senza locuzione prepositiva18, ovvero “lui vuole bene al suo gatto”, oppure “lui ama il gatto”, ma 

non “lui fa in modo di amare il gatto”.  

Un verbo che esprime un’emozione o un determinato tipo di sentimento, come analizzato da Wong (2022) 

non può, quindi, fare le veci di un verbo contraddistinto da un’accezione azionale grammaticalmente di diversa 

natura come, per esempio, un verbo di moto.  

 Di conseguenza, la Grammatica di Li e Thompson argomenta il motivo per cui dovrebbe essere considerato 

corretto l’esempio (31) e, per antitesi, l’esempio (32) scorretto: tutto ciò fa riferimento al concetto di 

disposizione, nel senso proprio di collocazione o distribuzione funzionale degli elementi all’interno della frase 

nel sistema della lingua cinese. Ovvero, quando il verbo principale della frase non ha modo di potersi 

concretizzare nella immagine mentale riferente alla realtà fattuale o fenomenica della realtà, non ha modo di 

influenzare l’oggetto in questione e, proprio per questo, non è un significato che possa essere descritto 

attraverso l’utilizzo, a livello sintattico, del bǎ. 

Quindi, nella frase (31), non essendo possibile disporre del Paziente dell’azione dimodoché lo si “ami”, a 

meno che non siano effettuate azioni intermediare che facciano in modo di “dimostrare” un determinato 

sentimento, come, per esempio, tramite l’esplicitazione di verbi come “accudire”, allora bǎ, in questo caso 

specifico, non può essere utilizzato.  

In termini pragmatici, amare, nel significato più specifico, secondo l’obiettivo comunicativo dell’enunciato, 

di “provare sentimenti profondi di natura positiva” al Paziente dell’azione della frase sopra menzionata, 

definisce, essenzialmente, i due seguenti aspetti:  

1.  L’Agente dell’azione prova un determinato sentimento di carattere positivo nei confronti del Paziente. 

2.  Il risultato di amare è il coronamento del disporre del Paziente in un determinato modo, sempre di carattere 

positivo. Proprio per questo, risulta scorretto pensare che un verbo che esprime sentimento possa fare in modo 

di disporre del Paziente da parte dell’Agente. 

 
18  Una locuzione prepositiva è un'espressione formata da due o più parole che insieme svolgono la funzione di una 

preposizione semplice, introducendo un comple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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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Grammatica descrittiva: cinese per italofoni 

2.2.1 Paternicò et al.  (2021)  

    Come già accennato nei capitoli precedenti, le potenziali e possibili strutture sintattiche riferibili al bǎ sono 

peculiari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Il corrispondente grammaticale di tale costituente frasale nella 

grammatica cinese antica era jiāng, ovvero un verbo con il significato di “prendere”: hac de causa, un 

costituente semantico di tale carattere è 寸 cùn ‘pollice’, che fa direttamente riferimento al pollice e, 

metonimicamente, alla mano. Perciò, il processo di creazione e formazione di jiāng risulta parallelo rispetto a 

come è stato creato il carattere bǎ, poiché risultano entrambi essere 形声字 xíngshēng zì ‘composti fonetico-

semantici’.  

    Bǎ risulta, a sua volta, munito di un 偏旁 piānpáng ‘radicale’ che fa riferimento alla mano, che si è 

mantenuto nel significato nucleare della “pseudo-preposizione” che conosciamo oggi, traducibile, dopotutto, 

nella locuzione verbale “fare in modo che”, nonostante questa abbia subìto un lento e graduale processo di 

grammaticalizzazione, come spiegato in precedenza. 

Solitamente, però, questo carattere viene utilizzato in un registro linguistico più formale rispetto al 

corrispettivo bǎ, e, d’altro canto, la prima possiede un range di significati molto ampio, mentre quest’ultima 

necessita sempre di un verbo che le permetta di completare il significato pieno dell’azione o del processo che 

l’enunciato vuole esprimere.  

Il processo di graduale grammaticalizzazione subìto da bǎ con l’avanzare delle epoche storiche va ad 

indicare che ha esperito una trasformazione del suo ruolo grammaticale che l’ha portato, da un uso prettamente 

concettuale, ad assolvere una funzione puramente grammaticale, e, quindi, un ruolo di carattere teoretico. Esso, 

secondo la stessa grammatica, che andremo ad analizzare tra poco, è venuto ad assumere la funzione di testa 

funzionale19 che ha come complemento una proiezione verbale20. (Paternicò, 2021: 457)  

Nella maggior parte dei casi, bǎ rende l’oggetto marcato, ovvero anticipato tramite una dislocazione a 

sinistra, cambiando l’ordine sintattico e l’enfasi dell’enunciato, spostandolo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in 

particolar modo, come visto nelle grammatiche precedenti, questo accade quando la posizione post-verbale 

canonica dell’oggetto diretto è occupata da altri elementi.  

 
19 In linguistica cinese, ed in linguistica teorica, in generale, una testa funzionale, è un tipo di testa sintattica che non 

esprime significato lessicale pieno, come parole del tipo “mangiare”, “libro” ecc., ma ha un ruolo grammaticale di natura 

sintattica, ovvero “funzionale”. N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le teste funzionali svolgono un ruolo chiave nella struttura 

della frase, determinando categorie grammaticali come tempo, aspetto, modalità, determinazione, classificazione, ecc. 
20 In linguistica cinese, una proiezione verbale è la parte della frase costruita attorno a un verbo e ai suoi complementi, 

come il complemento oggetto, i sintagmi avverbiali, o altre espressioni che dipendono da esso. Essa è anche definita come 

frase verbale o VP (Verb Phrase). In una frase semplice come 我吃饭 wǒ chī fàn (‘io mangio’), la proiezione verbale è 

“chī fàn”, dove chī, ovvero (‘mangiare’), è il verbo principale e fàn (‘pasto’) è il suo oggetto diretto. Nella lingua cinese, 

che è una lingua isolante, cioè con pochissima flessione grammaticale, la struttura della frase dipende soprattutto 

dall’ordine delle parole e dalla sintassi, non da potenziali desinenze. La proiezione verbale, quindi, ha un ruolo 

fondamentale per esprimere le relazioni tra le parti della frase. Spesso, VP è accompagnato da particelle funzionali come 

了 le, particella aspettuale, 过 guò, o 着 zhe, che indicano l’aspetto dell’azione, se è conclusa, abituale, in corso. Per 

esempio, nella frase 他吃了饭 tā chī le fàn, (‘lui ha mangiato’), la particella “le” marca l’aspetto perfettivo e si può 

considerare parte di una struttura più ampia chiamata AspP (Aspect Phrase), che contiene VP al suo interno. 



30 

 

Perciò, il suo comportamento è simile a quello delle preposizioni. In alcune occasioni, inoltre, bǎ assume il 

ruolo di marca del causativo e può avere un comportamento grammaticale più vicino a verbi come 让 ràng 

‘lasciare’, 叫 jiào ‘marca del passivo’ o 使 shǐ ‘disporre’, sempre con divergenze e restrizioni.  

2.2.2.1 Anticipazione dell’oggetto  

In primis, si può notare che bǎ sia definibile, a livello nucleare, come preposizione che anticipa l’oggetto 

della frase. 

(20)  她把那本小说拿走了。(Paternicò et al. 2021: 457) 

          tā    bǎ    nà      běn    xiǎoshuō       ná-zǒu-le 

         lei   BA quel  CLF   romanzo   prendere-andarsene-PFV.  

         ‘Lei ha portato via quel romanzo.’  

L’oggetto che segue bǎ, ovvero, 那本小说 nà běn xiǎoshuō ‘quel romanzo’, risulta essere l’oggetto del 

verbo 拿走 názǒu ‘portare via’. Quindi è possibile rimuovere bǎ dalla sopra menzionata frase ed ottenere la 

cosiddetta “frase canonica”21.  

Poiché le frasi comprendenti bǎ possono essere ricollegate a quest’ultima, nonostante non stiano in 

corrispondenza biunivoca, si può dedurre che tale costrutto sintattico non sia indispensabile per chiarire un 

determinato concetto, tranne in casi eccezionali e peculiari nella loro struttura.  

2.2.2.2 Tipologia di predicati 

Dunque, per poter utilizzare la costruzione con bǎ, deve verificarsi il fenomeno grammaticale per cui il 

verbo principale della frase deve essere un verbo di azione transitivo, ovvero un verbo che non esaurisce 

l'azione in sé, ma la estende su un “oggetto diretto”, che non può comparire da solo, ma dovrà essere succeduto 

da elementi accessori. Si notino i seguenti esempi: 

(21)  *我把书看。 (Paternicò et al. 2021: 458) 

            wǒ bǎ   shū     kàn 

           io  BA libro guardare 

           Significato inteso: ‘Ho finito di leggere il libro.’ 

    In questo specifico caso, la costruzione con bǎ risulta erronea, poiché l’azione di guardare, senza un verbo 

risultativo che indichi il fine ultimo dell’azione, ed il suo conseguente compimento, per il quale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con bǎ risulterebbe corretto, non fa in modo che l’oggetto subisca alcun tipo di variazione, o 

cambiamento di stato, per questo la frase risulta scorretta grammaticalmente, e logicamente incongruente.  

(22)    我把书看完了。  (Paternicò et al. 2021: 458) 

            wǒ bǎ   shū   kàn-wán-le 

 
21 Con “frase canonica”, in questa specifica accezione, facciamo riferimento ad una potenziale frase non marcata 

rispetto alla sua simmetrica, ma marc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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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BA libro finire-finire-PFV 

           ‘Ho finito di leggere il libro.’ 

La frase poco sopra riportata, invece, risulta essere corretta perché è presente un “complemento risultativo” 

(结果补语 jiéguǒ bǔyǔ) dopo il verbo principale.  

Come verrà accennato nell’analisi della grammatica di Wong (2022), nel corso della trattazione, nelle 

costruzioni sintattiche comprendenti il carattere bǎ accade che, nella maggior parte dei casi, il verbo sia seguito 

da un complemento risultativo, come zài, 给 gěi ‘dare’, 成 chéng ‘divenire’, 做 zuò ‘fare’.  

La posizione dell’oggetto diretto, poiché il verbo necessita di complementi, in fine di frase, per chiarire 

l’aspetto circostanziale dell’enunciato, viene, quindi, modificata, ed essa slitta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Di 

seguito viene proposto un esempio di quanto poco sopra affermato: 

(23)   在公共汽车上，年轻人应该把座位让给老人。(Paternicò et al. 2021: 458) 

          zài     gōnggòng     qìchē       shàng,  niánqīng      rén         yīnggāi bǎ   zuòwèi ràng-gěi   lǎorén 

          stare    pubblico     vettura       su,   giovane  persona     dovere   BA posto    lasciare-dare anziano 

          ‘Sull’autobus, i giovani dovrebbero lasciare il posto a sedere agli anziani.’ 

La costruzione con il costituente bǎ viene sovente utilizzata in presenza di complementi verbali, come il 

complemento di risultato, il complemento di grado, il complemento di direzione semplice o complessa, a loro 

volta spesso seguiti dall’oggetto locativo, di durata o quantità (Paternicò et al. 2021:458). 

Proprio per la logica della lingua cinese, di natura grammaticale, la quale richiede che il completamento di 

una determinata azione venga specificato per poter utilizzare il bǎ, esistono varî complementi che possono 

seguite questo costrutto sintattico.  

    D’altronde,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stesso richiede che venga descritta l’azione all’interno dell’enunciato, per 

la maggior parte dei casi. Di seguito, verranno forniti alcuni esempi di frasi con il costituente bǎ se 

complementi. 

1.  Complemento di risultato:22 

 

(24)  这三个孩子把那些玩具弄坏了。(Paternicò et al. 2021: 459) 

         zhè   sān  gè    háizǐ      bǎ    nà-xiē     wánjù       nòng-huài-le       

         questo tre CLF bambino BA quel-CFL  giocattoli maneggiare-rompere-PFV 

            ‘Questi tre bambini hanno rotto quei giocattoli.’ 

 

 
22 Il complemento risultativo è costituito da un tipo di verbo aggiuntivo e serve ad indicare il risultato dell'azione espressa 

dal verbo princip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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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la frase poco sopra riportata, risulta chiaro l’intento della costruzione sintattica di “disporre” di un 

determinato oggetto diretto, descrivendo il suo fine ultimo attraverso il complemento risultativo, per marcare 

la finitudine dell’intera azione.  

 

 

2.  Complemento di grado23: 

 

(25)   那个新来的同学说汉语说得不流利，也不清楚。(Abbiati 1998: 129) 

      Nà gè     xīn      lái    de  tóngxué  shuō   Hànyǔ  shuō-de-bù-liúlì,         yě        bù qīngchǔ 

      quel CLF nuovo venire MOD studente parlare cinese parlare-RIS-NEG-scorrevole, anche NEG-chiaro 

      ‘Non parla cinese scorrevolmente, né in modo chiaro, il nuovo compagno.’ 

 

3.  Complemento di direzione semplice e complessa: 

 

(26)  如果下雨, 你就把衣服收进来。(Paternicò et al. 2021: 459) 

          rúguǒ xiàyǔ,    nǐ        jiù       bǎ      yīfú    shōu    jìnlái. 

         se     piovere,  tu      allora     BA   vestito portare-entrare-venire. 

         ‘Se piove, ritira la biancheria.’ 

Qualora sia necessario, sarà utilizzato il simbolo “insieme vuoto” (∅) per indicare la presenza di una anafora 

zero24.  

Questo tipo di fenomeno linguistico risulta essere preponderante n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poiché l’anafora 

zero risulta essere una strategia comunicativa essenziale nella valenza semantica dell’espressione di un determinato 

enunciato, specialmente in relazione al cotesto. 

Infatti, secondo Cornish (2014), l’anafora orienta l’attenzione dell’interlocutore, o lettore, verso ciò che nel 

discorso è già attivo a livello cognitivo: 

 

Discourse anaphora, then, constitutes a procedure (realized via the text) for the recall of some item of information 

previously placed in discourse memory and already bearing a minimal level of attention activation. It is essentially a 

procedure for the orientation of the interlocutor’s attention, which has as essential function the maintenance of the high 

level of activation which characterizes a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already assumed to be the subject of an attention by 

the interlocutor at the point of utterance. (Cornish 2014; in Morbiato 2020: 34) 

 

In particolare, l’importanza del potenziale alto grado di attivazione che caratterizza la rappresentazione del 

discorso verrà trattato nel capitolo delle grammatiche di lingua cinese per gli insegnanti internazionali. Dopo 

 
23  I complementi che descrivono la qualità o l'intensità dell'azione espressa dal verbo o dello stato indicato 

dall'aggettivo sono detti “complementi di grado”. 
24 Si definisce “anafora zero” uno spazio grammaticale vuoto, in una frase, che rappresenta un referente nominale 

menzionato in precedenza, senza alcuna marcatura grammati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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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breve excursus sul fenomeno dell’anafora zero, risulta possibile tornare agli esempi cui può essere riferito il 

bǎ nell’utilizzo dei varî complementi: 

 

 

4.  Complemento di durata e di estensione: 

 

(27)  他们把开会的日期提前了一个星期。(Paternicò et al. 2021: 459) 

         tāmen bǎ    kāihuì      de   rìqí    tíqián-le      yī   gè     xīngqí 

         loro   BA   aprire MOD  data anticipare-PFV  un CLF settimana 

         ‘Hanno anticipato la data della riunione di una settimana.’ 

Infine, è possibile anticipare l’oggetto con il bǎ se il verbo è reduplicato o seguito dalla particella aspettuale 

le o, più raramente, da zhe o guò, o da un classificatore verbale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0). 

 Per quanto concerne l’assenza di marche di tempo, è necessario sottolineare una caratteristica peculiare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la quale non predilige il tempo verbale, bensì l’aspetto verbale. Tale proprietà è 

realizzata tramite l’aggiunta di particelle verbali in posizione post verbale, indicanti un determinato aspetto del 

verbo. Nella lingua cinese, si riconoscono le seguenti particelle aspettuali verbali che, dal linguista Packard 

(2000), sono definite affissi grammaticali: le 了, per l’aspetto perfettivo; zhe, per l’aspetto durativo; guò 过, 

per l’aspetto esperienziale nel passato. Per quanto concerne la frase in (40), questo accade perché ciò che viene 

modificato è l’incidenza dell’azione, che si ripercuote sul verbo stesso e non sulla preposizione o sull’oggetto 

diretto rientrante all’interno del costrutto sintattico.  

5.  Verbo reduplicato (aspetto delimitativo): 

 

(28)  我把这双鞋刷刷。(Paternicò et al. 2021: 460) 

          wǒ   bǎ    zhè       shuāng      xié       shuā            shuā 

         io   BA    questo      CLF      scarpa   spazzolare-spazzolare 

         ‘Spazzolo un poco questo paio di scarpe.’ 

Di seguito verranno proposti tre esempi con le tre diverse particelle aspettuali menzionate poco sopra.  

6.  Zhe aspettuale (aspetto durativo): 

 

(29)  你别忘了把钱带着。(Paternicò et al. 2021: 460) 

     nǐ     bié       wàng-le    bǎ      qián    dài-zhe 

     tu    IMP-NEG dimenticare-PFV BA  denaro portare-DUR 

     ‘Non dimenticare di portare il den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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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uò aspettuale (aspetto esperienziale):  

 

(30)  你把桌子上所有的菜都尝过了。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0) 

     nǐ  bǎ   zhuōzi shàng    suǒ   yǒu    de     cài     dōu    cháng-guo     le 

     tu BA tavolo    su    MOD avere     MOD pietanza tutto assaggiare-ESP PF 

     ‘Hai assaggiato tutte le pietanze che sono sul tavolo.’ 

 

(31)  您真的把这一切都考虑过了？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0) 

     nín     zhēn de   bǎ   zhè   yī     qiè   dōu     kǎolǜ         guo        le? 

     lei davvero MOD BA DEM un intero tutto ponderare-ESP  PF? 

     ‘Lei ha davvero preso tutte queste cose in considerazione?’ 

Infine, è possibile indicare l’utilizzo del costituente bǎ con l’aggiunta dei classificatori verbali. Di seguito, ne 

viene fornito un esempio: 

(32)  咱们把行李收拾一下吧。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0) 

         zánmen  bǎ  xínglǐ        shōushí   yī   xià     ba 

         noi        BA valigia     sistemare un   CLF PF 

         ‘Su, facciamo le valigie.’ 

2.2.2.3 Restrizioni del predicato 

Fino a questo punto della trattazione, sono stati analizzati i varî casi e particelle che possono essere 

giustapposti al bǎ, trattando dei possibili significati e sfumature di significato che le varie e diverse frasi 

possono avere. Dunque, per la formazione di frasi marcate, queste funzionalità grammaticali risultano esse 

stesse di natura intrinsecamente complessa.  

Naturalmente, devono essere chiarite alcune questioni riguardanti le restrizioni relative al predicato che 

possano garantire la piena consapevolezza del metodo di utilizzo del bǎ.  

Per quanto riguarda, le tipologie verbali,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con bǎ può anticipare l’oggetto diretto della 

frase solo in presenza di verbi transitivi e di azione, ergo non sarà possibile utilizzarla con i seguenti gruppi di 

verbi: 

1.  Verbi di relazione, come 是 shì ‘essere’, 性 xìng ‘carattere/predisposizione’, 有 yǒu ‘avere’. 

2.  Verbi di stato che indicano attività cognitive o stati d’animo, come 知道 zhīdào ‘sapere’, 认识 rènshi 

‘conoscere’, 觉得 juéde ‘credere qualcosa’, 同意 tóngyì ‘essere d’accordo’, 希望 xīwàng ‘sperare’.  

3.  Verbi di movimento, direzione o stato in luogo, come 进 jìn ‘entrare’, 上 shàng ‘sopra’, 过 guò ‘passare’, 

zài 在, 蹲 dūn ‘inginocchiarsi’.  

4.  Verbi che denotano inizio, continuazione o conclusione, come 开始 kāishǐ ‘iniziare’, 出发 chūfā ‘uscire’, 

继续 jìxù ‘continuare’.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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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 Restrizioni relative ai complementi verbali 

    In presenza del complemento di grado, la costruzione con bǎ si potrà utilizzare solo quando il complemento 

descrive lo stato raggiunto, dopo che si è verificata l’azione del verbo. Questo specifico pattern grammaticale 

può essere formulato correttamente solo tramite questo metodo, poiché il complemento di grado stesso va a 

descrivere, a livello qualitativo, il fine ultimo raggiunto dal verbo. Viene qui proposto un esempio: 

(33)  妈妈把脏衣服洗得很干净。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0) 

         māmā        bǎ     zāng       yīfú      xǐ-de     hěn       gānjìng 

         mamma    BA  sporco    vestito lavare-RIS molto       pulito 

         ‘Mamma ha lavato bene i vestiti sporchi.’ 

    Dunque, risulta d’uopo prestare attenzione ad un determinato caso: ovvero, se il complemento di grado 

descrive l’azione in modo generico o mentre questa viene svolta, nel qual caso non potrà essere utilizzata la 

costruzione con bǎ: 

(34) a. 她汉语说得很流利。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2) 

            tā   Hànyǔ shuō-dé   hěn    liúlì 

            lei cinese parlare-RIS molto fluente 

            ‘Lei parla cinese fluentemente.’ 

 

   b.*她把汉语说得很流利。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2) 

            tā bǎ    Hànyǔ  shuō    dé hěn  liúlì 

            lei BA cinese parlare-RIS molto fluente 

            ‘Lei fa in modo di parlare cinese fluentemente.’ 

Nella frase poco sopra riportata, risulta evidente poter riflettere sul fatto che non si può “disporre” di una 

determinata lingua per specifici fini, a meno che l’atto azionale non sia di natura astrattiva.  

Ed infatti, il verbo “parlare” non può essere determinato logicamente nello spazio, se non ridotto, a livello 

fisico, ad una propagazione meccanica che si trasmette attraverso un mezzo materiale, ma, a livello linguistico, 

soltanto temporalmente, ed è questa una ragione fondamentale del motivo per cui bǎ non possa essere utilizzato 

in questo specifico locus grammaticale, cioè in quello specifico punto strutturale della frase.  

Per quanto concerne il complemento di durata o quantità, l’anticipazione dell’oggetto con il bǎ potrà essere 

compiuta solo con alcuni verbi, e solo quando indicano la durata di un’azione già compiuta e conclusa, che 

non dura nel tempo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2). Si veda l’esempio (48): 

(35)   警察把小偷关了两天。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2) 

          jǐngchá   bǎ     xiǎotōu      guān-le  liǎng tiān 

          polizia    BA ladruncolo chiudere-PFV due giorni 

          ‘La polizia ha incarcerato il ladro per due gior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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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complemento di durata o quantità può essere usato con verbi che prolungano o accorciano lo spazio di 

tempo processuale, i quali anticipano o posticipano un’azione, come 延长 yáncháng ‘estendere’, 缩短 suōduǎn 

‘accorciare’, 提前 tíqián ‘anticipare’, 推迟 tuīchí ‘posticipare’.  

Una caratteristica peculiare della funzionalità sintattica di bǎ è che non risulta possibile utilizzarlo in una 

potenziale frase marcata, se è presente un verbo che descrive un’azione che si protrae per un dato periodo di 

tempo.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2) 

 D’altronde, questa specifica peculiarità grammaticale rende noto l’assioma logico per cui bǎ debba essere 

usato per indicare un’azione risultativamente completa, per la quale il soggetto grammaticale possieda un’idea 

ben chiara dell’intero stato processuale. Si veda, di seguito, l’esempio (49): 

(36) a.*他把自行车修理了一个上午。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2) 

             tā   bǎ   zìxíngchē    xiūlǐ-le     yī     gè  shàngwǔ 

             lui BA bicicletta aggiustare-PFV  un  CLF mattinata 

             ‘Lui ha aggiustato la bicicletta per un’intera mattinata.’ 

 

    b. 他修理自行车修理了一个上午。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2) 

            tā     xiūlǐ    zìxíngchē xiūlǐ-le    yī        gè shàngwǔ 

            lui riparare bicicletta riparare-PFV una CLF mattinata 

           ‘La bicicletta, l’ha aggiustata per un’intera mattinata.’ 

 

Per quanto concerne le varie possibilità di configurazione sintattica, non è invece in alcun caso possibile 

utilizzare la costruzione con il bǎ in presenza di un complemento potenziale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2).  

2.2.2.5 Restrizioni relative alle particelle aspettuali 

La maggior parte dei verbi seguiti dalla particella le, ed utilizzati dopo la costruzione con il carattere bǎ, 

indica che, tramite l’azione, il complemento oggetto sparisce o viene spostato, come tramite il verbo 解决

jiějué ‘risolvere’, o subisce una modifica, che sia in positivo o in negativo, come tramite il verbo 说明

shuōmíng ‘spiegare’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3). 

Di seguito, vengono forniti due esempi chiarificatori: 

(37) 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Paternicò et al. 2021: 463) 

          wǒmen  yǐjīng    bǎ    zhè      ge      wèntí         jiějué      le 

         noi          già      BA  questo  CLF   problema risolvere PF 

         ‘Abbiamo già risolto questo problema.’ 

    Quando è presente la particella durativa -zhe, insieme al costrutto con la marca bǎ, le frasi sono imperative 

o di carattere spiccatamente imperativo, caratterizzate da un punto di vista soggettivo. I verbi utilizzati danno 

l’idea del “portare”, come 带 dài ‘portare’, 背 bèi ‘portare sulle spalle’ ecc.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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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次咱们出去的时候你应该把照相机带着。(Paternicò et al. 2021: 463) 

      xià             cì     zánmen    chū-qù       de   shíhòu nǐ   yīnggāi  bǎ           zhàoxiàngjī              dài-zhe                            

      prossima  CLF  noi     uscire-andare MOD tempo  tu    dovere  BA   macchina.fotografica  portare-DUR             

      ‘La prossima volta che usciamo dovresti portarti la fotocamera.’ 

 

La marca dell’aspetto esperienziale -guo può trovarsi a seguire verbi come 做 zuò ‘fare’ o 进行 jìnxíng ‘portare 

avanti, condurre’, quando solo a loro volta seguiti da un oggetto come 对比 duìbǐ ‘confronto’. 

Viene, di seguito, proposto un esempio:  

(39)  我曾把这两个作品做过比较。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4) 

          wǒ    céng       bǎ    zhè  liǎng  gè    zuòpǐn    zuò-guo       bǐjiào 

         io      allora     BA DEM due    CLF   lavoro   fare-ESP raffronto 

         ‘Ho fatto un paragone tra queste due opere.’ 

L’utilizzo del bǎ nella frase poco sopra riportata non risulta scontato, poiché “fare un paragone” risulta sì essere 

un’azione, ma di carattere astratto, per cui, in alcune fasi dell’apprendimento del bǎ, non risulta facile 

distinguere i parametri che permettono l’identificazione dei principî assiomatici al suo utilizzo.  

Oppure, se il verbo è preceduto da un oggetto diretto o un avverbio: 

(40)  我问他是否把那个故事讲给别人听过。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4) 

         wǒ     wèn    tā      shì      fǒu    bǎ   nà    gè   gùshì    jiǎng        gěi   bié      rén      tīng-guo 

         io   chiedere lui essere   NEG BA quel CLF storia  raccontare  dare altra persona sentire-ESP 

         ‘Gli ho chiesto se abbia o meno raccontato quella storia ad altri.’ 

2.2.2.6 Restrizioni con verbi reduplicati 

Nel presente capitolo sul bǎ, viene, inoltre, rimarcato che non tutti i verbi reduplicabili ed utilizzabili in frasi 

imperative si possono trovare insieme al “costrutto con bǎ”. Quelli compatibili con il bǎ sono verbi che 

implicano azioni riscontrabili al livello comunicativo, come 介绍 jièshào ‘presentare’, di controllo o 

supervisione, come 检查 jiǎnchá ‘controllare/visionare’, o azioni manuali, quindi, facenti direttamente 

riferimento a fenomeni fisici e non rientranti nella sfera della comunicazione, come 修理 xiūlǐ ‘riparare’. Anche 

in questo caso, si tratta, sovente, di frasi imperative con un punto di vista soggettivo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4). 

(41)  把你心里想的跟我们说说。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4) 

         bǎ  nǐ       xīn    lǐ         xiǎng       de   gēn    wǒmen shuō-shuo 

        BA tu    cuore dentro     pensare   MOD  con       noi      dire-dire 

        ‘Dicci un po’ cosa pensi dentro di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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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si di questo tipo permettono di comprendere quanto il bǎ possa spaziare, da un punto di vista logico-

sintattico, da frasi di matrice pragmatica a frasi più astrattive. Invece, nelle frasi descrittive, che esprimono 

azioni già compiute, si troverà il verbo reduplicato con inframezzata la particella le: 

(42)  他摘下他的眼镜并把它们擦了擦。(Paternicò et al. 2021: 464) 

         tā     zhāi-xià    tā   de   yǎnjìng     bìng     bǎ     tāmen  cā-le-cā 

        lui togliere-scendere  lui MOD   occhiali    inoltre  BA    essi    pulire-PFV-pulire  

        ‘Si tolse gli occhiali e diede loro una pulita.’ 

2.2.2.7 Tipologia di oggetto che segue bǎ  

Nelle costruzioni con bǎ, l’oggetto, anticipato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ha delle caratteristiche specifiche: 

esso risulta essere, sicuramente, un oggetto definito, determinato tramite un pronome dimostrativo od un altro 

modificatore antecedente l’oggetto, noto all’interlocutore o chiaramente desumibile dal contesto.  

Inoltre, è spesso un oggetto che subisce o viene affetto in qualche modo dall’azione del verbo, e che dal 

soggetto viene gestito, trasformato, spostato, fatto sparire ecc. Infine, l’oggetto di bǎ può essere uno dei due di 

un verbo a doppio oggetto, di cui uno in posizione post-verbale e l’altro anticipato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5). 

Quanto poco sopra affermato risulta di fondamentale importanza per comprendere un assioma fondamentale 

nel metodo di utilizzo della marca bǎ: poiché il soggetto, o, genericamente, la sorgente dell’azione, deve 

formulare un enunciato che implichi la disposizione dell’oggetto diretto da parte dell’Agente, quest’ultimo 

deve essere definito, o rientrare all’interno di un dominio di definitezza sufficiente, altrimenti la frase con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bǎzì jù non risulterà essere corretta.  

Per quanto concerne l’oggetto che segue la preposizione bǎ, come accennato precedentemente, questo deve 

essere un oggetto già noto grazie al contesto, oppure definito da qualsiasi tipo di fattore interno od esterno al 

contesto, modificato da un aggettivo, da un altro nome, da un dimostrativo, ecc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5). 

Non sarà quindi, per esempio, accettabile la seguente frase: 

(43) *我把一本书放在那儿。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5) 

          wǒ bǎ  yī  běn shū    fàng-zài   nàr 

          io  BA un CLF libro mettere-stare là 

          ‘Metto un libro là.’ 

    Allo stesso modo, sarà possibile avere un oggetto apparentemente indefinito se la sua identificabilità può 

essere presupposta. Si veda l’esempio (58): 

(44)  我把一辆车卖了。(Paternicò et al. 2021: 465) 

          wǒ bǎ    yī liàng     chē         mài-le 

         io    BA un CLF   mezzo   vendere-PFV 

         ‘Ho venduto una mac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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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 caso sopra citato, l’oggetto 一辆车 yī liàng chē ‘una macchina’ è grammaticalmente accettabile, poiché 

il verbo principale indica un precedente possesso da parte dell’Agente dell’oggetto in questione, e presuppone 

una familiarità del soggetto con esso, ergo può essere considerato come definito. Se invece il verbo principale 

fosse stato 买 mǎi ‘comprare’, la frase sarebbe risultata agrammaticale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6). 

(45)  我把一辆车买了。(Paternicò et al. 2021: 466) 

         wǒ    bǎ yī liàng     chē            mǎi-le 

         io    BA un CLF    macchina comprare-PFV 

         ‘Ho comprato una macchina.’ 

 

(46)  我买了一辆车。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6) 

          wǒ    mǎi           le       yī   liàng   chē 

          io  comprare    PFV    una CLF macchina 

          ‘Ho comprato una macchina’ 

La frase sarebbe risultata agrammaticale poiché il soggetto non è familiare con l’oggetto, non ha nessuna 

connessione diretta con lo stesso, ovvero, non ne ha mai disposto in alcun modo, nonostante l’oggetto sia 

definito nella sua oggettività di res rientrante in una determinata categoria.  

Da un punto di vista semantico, si può asserire che, nella maggior parte dei casi, l’oggetto di bǎ subisce 

l’azione, o è affetto dall’azione compiuta dal soggetto, il quale, essendone consapevole o meno, oppure di 

proposito, lo può gestire, trasformare, spostare, far sparire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6). 

Può anche predisporre di esso attraverso azioni che non richiedano un cambiamento: per questo, anche un 

verbo contrassegnato da un verbo risultativo come “sbagliare” risulta accettabile, come nel caso seguente:  

(47)  老师把我的名字读错了。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6) 

         lǎoshī        bǎ  wǒ   de   míngzì   dú-cuò-le 

         professore BA mio MOD  nome leggere-sbagliare-PFV 

         ‘Il professore ha sbagliato a leggere il mio nome.’ 

 

Ci sono, tuttavia, alcuni rari casi in cui l’oggetto di bǎ non subisce l’azione del predicato, ma è il soggetto a 

subirla. Sono casi in cui, spesso, il predicato è costituito da ‘V + COMPL’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7). 

 

(48)  他把你想得饭都不肯吃。(Paternicò et al. 2021: 467) 

     tā     bǎ   nǐ       xiǎng-de    fàn    dōu   bù      kěn     chī 

     lui   BA   tu    pensare-RIS   cibo tutto NEG voler mangiare 

     ‘Le manchi a tal punto che ha smesso di mangiare.’ 

 

(49)  我把她恨得心都痛死了。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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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ǒ   bǎ tā     hèn-de          xīn     dōu      tòng-sǐ-le 

     io    BA lui   odiare-RIS  cuore    tutto   dolere-morire-PFV 

     ‘La detesto a tal punto che il cuore mi duole da morire.’ 

 

    Come si può notare dall’esempio poco sopra riportato, ad essere affetto dall’intero predicato è il soggetto 

della frase, e naturalmente, l’oggetto diretto, cioè il “cuore”, è parte integrante e funzionale del soggetto: per 

questo, nonostante quest’ultimo sia visto da un punto di vista fittiziamente esterno, risulta invece essere interno, 

per cui, il soggetto e l’oggetto dell’enunciato risultano essere collegati in una relazione biunivoca. 

2.2.2.8 Oggetto diretto della costruzione con bǎ  

    In presenza di un verbo a doppio oggetto, ovvero, una costruzione sintattica includente l’oggetto diretto e 

l’oggetto indiretto, non è inusuale anticipare con il bǎ l’oggetto diretto:  

(50)  麻烦你把盐递给我。(Paternicò et al. 2021: 467) 

     máfan nǐ bǎ   yán     dì-gěi wǒ 

     disturbare tu BA  sale passare-dare io 

     ‘Passami il sale, per favore.’ 

2.2.1.9 Interazione con i determinanti verbali                       

Quando è presente la costruzione con la marca bǎ, le negazioni, i verbi ausiliari modali, che modificano il 

significato del verbo principale, gli avverbi e le costruzioni avverbiali con la particella strutturale 地25 de, 

trovano una collocazione simile a quella che hanno in presenza di altri sintagmi preposizionali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8). 

Le negazioni devono sempre precedere il bǎ, poiché esse hanno il ruolo sintattico di modificare la positività 

intrinseca alla marca: queste possono essere 不 bù ‘avverbio di negazione’, 没 méi ‘avverbio di negazione’, 别

bié ‘avverbio di negazione proibitivo’, 未 wèi ‘non ancora’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8). Si veda l’esempio (65): 

(51)  如果你不把蔬菜吃光，就不能吃点心。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8) 

     rúguǒ nǐ   bù    bǎ     shūcài      chī-guāng, jiù        bù     néng    chī     diǎnxīn 

     se        tu NEG BA  verdure mangiare-finiere, allora    NEG potere mangiare dolce 

     ‘Se non finisci di mangiare tutte le verdure, non potrai mangiare il dolce.’ 

Esattamente come per le negazioni, i verbi ausiliari modali precedono il bǎ:  

(52)  我要把问题弄清楚。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9) 

         wǒ yào    bǎ    wèntí     nòng-qīngchǔ 

 
25 La particella strutturale 地 de è una delle tre particelle strutturali più comuni n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Essa ha il 

compito di trasformare un aggettivo o un gruppo di parole in un sintagma di natura avverbiale, che modifica un verbo o 

un’intera proposiz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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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volere BA problema capire-chiaro 

         ‘Devo chiarire la questione.’ 

    In presenza della costruzione con bǎ, gli avverbi precedono o seguono la costruzione in base all’elemento a 

cui si riferiscono, nel contesto interno della frase.  

(53)  在老家，我们都把母亲称作阿妈。  (Paternicò et al. 2021: 469) 

     zài   lǎojiā, wǒmen   dōu   bǎ  mǔqīn    chēngzuò     Āmā 

     in    paese,    noi       tutto BA  madre   chiamare     A.Ma 

     ‘Al paese, le madri le chiamiamo tutti “A Ma”.’ 

Sempre in base all’elemento a cui si riferiscono, possono trovarsi due o più avverbi nella frase a precedere o 

seguire la costruzione:  

(54) 我已把钱全放回到现金柜子里了。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0) 

     wǒ  yǐ   bǎ   qián    quán   fàng-huídào   xiànjīn    guìzǐ    lǐ      le 

     io   già  BA denaro tutto mettere-tornare-arrivare    contanti   cassa dentro PF 

     ‘Ho già rimesso tutto il denaro nella cassa.’ 

2.2.1.10 Costruzioni interrogative 

La costruzione riferentesi alla forma interrogativa si crea con la “particella interrogativa” 吗 ma, o con la forma 

interrogativa alterativa 没有 méiyǒu ‘non avere/non esserci’, la quale ha il compito di ricreare la “tag question” 

in fine di frase. Per quanto concerne una forma interrogativa alternativa, si avrà l’interrogativa disgiuntiva 有

没有 yǒuméiyǒu ‘sì o no’, la quale, letteralmente, andrebbe tradotta come “avere non avere”, prima del bǎ 

(Paternicò et al. 2021:471). 

 Di seguito vengono proposti tre tipi diversi di forma interrogativa con il costituente bǎ in accordo con quanto 

poco sopra menzionato: 

1.  Forma 1):  

 

(55)  您能把音乐关小点儿吗？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1) 

     nín    néng    bǎ   yīnyuè     guān       xiǎo   diǎnr ma? 

     lei   potere   BA  musica spegnere piccolo un.po’  PF 

     ‘Puoi mettere la musica un po’ più piano?’ 

 

2.  Forma 2): 

 

(56)  他把窗户关上了没有？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1) 

         tā  bǎ   chuānghù       guān-shàng-le     méiy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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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 BA    finestra      chiudere-accostare-PFV  NEG  o.no 

         ‘Lui ha chiuso la finestra?’ 

3.  Forma 3): 

 

(57)  你有没有把我给你的报销账目全部核算好呢？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1) 

         nǐ    yǒu   méi   yǒu     bǎ  wǒ gěi   nǐ   de      bàoxiāo   zhàngmù  quán bù         hésuàn-hǎo             ne?    

         tu avere NEG avere   BA   io  dare tu MOD  rimborso     conti    tutto    parte    calcolare-finire       PF 

         ‘Hai fatto il totale dei rimborsi che ti ho dato?’ 

La costruzione con bǎ non si può collocare prima del soggetto come tema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1).  

(58)  *把大衣你可以放在床上。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1) 

           bǎ      dàyī      nǐ  kěyǐ     fàng-zài   chuáng shàng 

           BA   cappotto tu potere mettere-stare letto     su 

           ‘Puoi mettere il cappotto sul letto’. 

 

(59)  你可以把大衣放在床上。(Paternicò et al. 2021: 471) 

         nǐ  kěyǐ    bǎ     dàyī      fàng-zài      chuáng shàng 

         tu potere BA cappotto mettere-stare   letto      su 

         ‘Puoi mettere il cappotto sul letto.’ 

La costruzione con bǎ può reggere due oggetti in frasi diverse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1). 

(60)  妈妈把地板擦了又擦，桌子抹了又抹。(Paternicò et al. 2021: 471) 

    māma     bǎ   dìbǎn        cā-le            yòu    cā,           zhuōzǐ     mā-le             yòu     mā 

    mamma BA pavimento pulire-PFV   ancora    pulire, tavolo  lucidare-PFV   ancora     lucidare 

    ‘Mamma ha strofinato ripetutamente il pavimento ed il tavolo.’ 

2.2.2.11 Uso causativo 

In alcuni contesti linguistici, vi è la possibilità di notare come la costruzione con bǎ venga utilizzata in frasi 

in cui il soggetto provoca o causa un nuovo stato di fatto, caratterizzabile come il risultato dell’evento denotato 

dal verbo.  

Nelle frasi in questione, il soggetto, ovvero l’Agente, o anche definibile “causa efficiente”, risulta essere 

inanimato; quindi, bǎ, assume il ruolo di marca del verbo causativo e può assumere un comportamento più 

vicino a verbi causativi come ràng, jiào e shǐ,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2). 

(61)   那件事把她哭坏了。(Paternicò et al. 2021: 472) 

          nà     jiàn shì   bǎ    tā         kū-huà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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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 CLF cosa BA   lei piangere-ferire-PFV 

          ‘Quella faccenda l’ha fatta piangere fino allo sfinimento.’ 

 

Nelle tre frasi sopra presentate, bǎ si potrebbe sostituire con un verbo causativo, senza che la frase subisca 

una modifica di significato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2). 

 

(62)  那件事使她哭坏了。(Paternicò et al. 2021: 472) 

     nà     jiàn shì       shǐ    tā     kū-huài    le 

     quel CLF cosa rendere lei piangere-ferire-PFV 

     ‘Quella faccenda l’ha fatta piangere fino allo sfinimento.’    

In questo specifico esempio, il verbo shǐ rende in modo vivido l’idea del “causare una determinata azione” sul 

Paziente dell’azione, accentuando la gravità della situazione attraverso il complemento risultativo huài, e 

dando l’idea della commistione delle dinamiche intrinseche attraverso il verbo stesso. 

    Tuttavia, bǎ può sostituirsi primariamente ad un verbo causativo solo a determinate condizioni: il soggetto 

deve essere inanimato ed anche tematicamente legato al verbo, altrimenti la frase risulterebbe 

grammaticalmente scorretta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3). Si prenda, come esempio, la frase seguente:  

(63)  那三大碗酒把李四喝醉了。(Paternicò et al. 2021: 472) 

     nà      sān   dà      wǎn     jiǔ bǎ    Lǐsì   hē-zuì-le 

     quella tre grande coppa vino BA Li Si bere-ubriacarsi-PFV  

    ‘Quelle tre scodelle di vino hanno fatto in modo che Li Si bevesse fino ad ubriacarsi’, 

    Quando il bǎ marca il caso causativo, il suo oggetto viene influenzato dal soggetto. Inoltre, l’oggetto del 

verbo deve essere collegato all’oggetto di bǎ e non può essere un pronome. Anche questa restrizione non si 

applica ai verbi causativi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3), si vedano gli esempi seguenti:  

(64)  a. *张三把我打伤他。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3) 

              Zhāng Sān bǎ wǒ     dǎ-shāng tā 

              Zhang San BA io picchiare-ferire lui 

             ‘Zhang San fa in modo che io lo picchi.’ 

 

    b. 张三让我打伤他。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3) 

             Zhāng Sān  ràng   wǒ      dǎ    shāng tā 

            Zhang San far.sì.che io picchiare-ferire lui 

           ‘Zhang San ha fatto sì che io lo ferissi.’ 

Dai due esempi sopra riportati, risulta possibile notare il nesso logico che sussiste tra la marca della frase bǎ e 

il verbo ràng, con i corrispettivi soggetti. Come esplicitato poco sopra, ràng è un verbo di natura mod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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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ativo, che modifica il verbo principale della frase in questione, mentre bǎ, invece di modificare il verbo, 

lo anticipa, dando l’idea rappresentativa di “disposizione” da parte del soggetto agente.  

In questo tipo di frasi, il predicato non è più, esclusivamente, costituito da un verbo di azione, ma può anche 

essere un verbo di stato o un aggettivo in funzione predicativa: tutto ciò essendo sempre, però, seguito da un 

risultativo o da un complemento di grado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3), si veda l’esempio (79): 

(65)  这件事怎么把你怕成了这个样子？ (Paternicò et al. 2021: 473) 

     zhè     jiàn      shì    zěnme bǎ nǐ     pà       chéng    le     zhè    ge  yàngzǐ? 

     questo CLF faccenda come.mai BA tu impaurire-diventare-PFV CLF modo? 

     ‘Questa faccenda com’è che ti ha intimorito al punto da ridurti così?’ 

La marca bǎ, in conclusione, risulta essere un componente della frase molto particolare, che può rendere 

una determinata frase, che abbiamo già definito con l’aggettivo denominativo “canonica”, di natura marcata. 

Ci sono diversi aspetti per cui questo determinato costituente della frase possa o meno ritenersi corretto per la 

costruzione della frase complessa, tutti casi che sono stati analizzati nelle pagine precedenti.  

Nei capitoli a seguire, verrà effettuato un focus sull’analisi qualitativa di questo costituente, verranno, quindi, 

mostrati confronti posti con le grammatiche già prese in esame. Risulta opportuno porre le specifiche attenzioni 

su queste cosiddette “costruzioni particolari” (Romagnoli, 2021: 105), che caratterizzano tutt’oggi la 

grammatica d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2.3 Cinese per anglofoni 

2.3.1 Po e Rimmington (2016)  

Prima di tutto, ai fini della trattazione, risulta utile partire con la seguente definizione che Po e Rimmington 

(2016) offrono di bǎ. 

A 把 construction is a syntactic feature unique to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is a device that uses the coverb 把 ‘to grasp’ 

to move a definite-referenced object to a position before the main verb. This leaves the space after the verb available 

to elements other than the object, e.g. for a consequential complement to indicate the result inflicted upon the object 

through the action contained in the verb. This repositioning maneuver arises from the fact that Chinese sentences find 

it possible, only in very few instances, to hold an object and an additional element together in a position after the same 

verb, particularly if the additional element is three or more syllables long. Given its association with an action verb, 

the 把 bǎ construction is a regular feature of a narrative sentence. (Po e Rimmington 2016: 233) 

    La costruzione con il bǎ viene definita come una caratteristica sintattica unica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secondo i due studiosi. Essa è un espediente che usa il coverbo (coverb) bǎ, definibile come una parola che ha 

funzioni facenti riferimento sia alla classe tassonomica del verbo che della preposizione, con il significato di 

“afferrare” per spostare un oggetto con riferimento definito in una posizione precedente a quella del verbo 

principale. Ciò lascia spazio dopo il verbo disponibile per elementi diversi dall'oggetto, come, ad esempio, per 

una frase consecutiva, per indicare il risultato subìto dall'oggetto tramite l'azione predic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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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a manovra di riposizionamento, definita come “dislocazione a sinistra”, deriva dal fenomeno 

linguistico per cui le frasi, nella lingua cinese, riescono a tenere insieme un oggetto e un elemento aggiuntivo 

in una posizione dopo lo stesso verbo, in particolare se l'elemento aggiuntivo è lungo tre o più sillabe. Vedremo 

più avanti, in particolare, nel capitolo delle grammatiche della lingua cinese per gli studenti internazionali, che 

la lunghezza sillabica è fondamentale per comprendere il corretto utilizzo del bǎ. 

Secondo 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di Po e Rimmington (2016), una costruzione incorporante il 

costituente bǎ deve avere le seguenti tre caratteristiche strutturali: 

1.  l'oggetto del bǎ deve essere di riferimento definito; 

2.  il verbo principale della frase deve essere seguito da un complemento o, meno comunemente, da un secondo 

sostantivo; 

3.  il verbo principale deve essere un verbo di azione. 

Se una qualsiasi delle tre sopra menzionate condizioni non viene soddisfatta, la costruzione non è accettabile, 

come nel caso seguente: 

(66)  *他把一个电视机弄坏了。 (Po e Rimmington 2016: 233) 

  tā bǎ     yī   gè    diànshìjī      nòng-huài-le 

  lui BA una CLF   televisione maneggiare-rompere-PFV 

  ‘Ha rotto una televisione.’ 

In quest’ultima frase, l'oggetto del bǎ è di riferimento indefinito, perciò risulta grammaticalmente inaccettabile; 

(67)  *他把那个电视机送。 (Po e Rimmington 2016: 234) 

  tā  bǎ     nà   gè  diànshìjī      sòng 

  lui BA quella CLF televisione spedire 

  ‘Ha spedito la televisione.’ 

È qui d’uopo notare che l’ultima frase, se tradotta in italiano, risulta ambigua se non correlata da uno 

specificatore, o che essa risulti desumibile per quanto concerne a quale televisione si faccia riferimento 

prendendo spunto dal contesto situazionale. Essa stessa è una frase in cui il verbo 送 sòng ‘spedire’ non è 

seguito da nessuno degli elementi di natura risultativa che possano specificarne l’effetto sull’oggetto 

dell’enunciato, per cui la frase risulta inaccettabile. 

Come menzionato negli esempi poco sopra, il verbo deve essere definito nel suo dominio processuale di 

completezza, ed inoltre, non può essere un verbo cognitivo involontario (Po e Rimmington 2016: 234), per cui, 

un verbo come “conoscere” non risulterà accettabile tanto quanto la frase precedentemente elencata. Si veda 

l’esempio (82):  

(68)  *他把这件事知道了。 (Po e Rimmington 2016: 234) 

           tā   bǎ    zhè   jiàn    shì      zhīdào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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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 BA  questa CLF faccenda capire PF 

           ‘Lui è venuto a sapere della faccenda.’ 

In questa frase, il verbo 知道 zhīdào ‘conoscere/venire a sapere’ è un verbo cognitivo involontario, poiché il 

soggetto risulta, in realtà, il Paziente reale dell’azione, al quale viene recapitata l’informazione che risulta 

essere “l’oggetto formale” della frase stessa: perciò, non può essere considerato un verbo d'azione. 

Il riferimento definito dell'oggetto del cosiddetto “co-verbo” bǎ è un requisito della costruzione, ma l'oggetto 

stesso non deve essere specificamente contrassegnato per la definitezza da eventuali specificatori, poiché esso 

risulterà comunque definito logicamente o dal contesto, o dal cotesto. Vale a dire, un sostantivo non 

contrassegnato senza alcun aggettivo dimostrativo sarà, comunque, ritenuto definito (Po e Rimmington 2016: 

234): 

(69)   她自己把药吃了。(Po e Rimmington 2016: 234) 

          tā          zìjǐ         bǎ     yào        chī-le 

          lei    sé stessa    BA medicina mangiare-PFV 

          ‘Ha preso da sé la medicina.’ 

    In questo specifico caso, l’oggetto diretto della frase marcata, ovvero la “medicina”, non risulta definita da 

specificatore alcuno, ma si suppone che lo sia, sia grazie al cotesto, che in quivi risulta assente, sia dal contesto 

situazionale in cui l’enunciato viene espresso. 

2.3.1.1 Gli elementi che seguono il verbo principale 

     Di seguito, vengono proposti i varî tipi di elementi che seguono il verbo principale nelle costruzioni 

comprendenti il costituente bǎ: 

1.  Risultativo: 

 

(70)  大夫把他的病治好了。(Po e Rimmington 2016: 234) 

          dàifū    bǎ  tā   de   bìng       zhì    hǎo     le 

          dottore BA lui MOD malattia curare-stare.bene-PFV 

          ‘Il dottore ha curato la sua malattia.’ 

 

2.  Locativo: 

 

(71)  他把布告贴在最显眼的地方。(Po e Rimmington 2016: 235) 

         tā    bǎ   bùgào      tiē-zài   zuì    xiǎnyǎn de   dìfāng 

         lui  BA  avviso  attaccare-stare più   visibile  MOD   posto  

         ‘Lui ha attaccato l’avviso nel posto più visi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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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e nell’esempio poco sopra riportato,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risulta logicamente ben agganciato al 

significato che la frase vuole esprimere, ovvero quello di agire sull’oggetto diretto della frase stessa. 

3.  Direzionale: 

 

(72)  她把窗帘放了下来。(Po e Rimmington 2016: 235) 

tā   bǎ    chuānglián   fàng-le-xiàlai 

lei BA      tenda       lasciare-PFV-giù-venire 

‘Lei ha abbassato le tende.’ 

  

4.  Dativo (complemento di termine): 

 

(73)  奶奶把那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Po e Rimmington 2016: 235) 

nǎinai bǎ    nà     xiē  gùshì  jiǎng-gěi   háizǐmen    tīng 

nonna BA quella CLF storia raccontare-dare  bambini ascoltare 

‘La nonna ha raccontato la storia ai bambini.’ 

  

5.  Durativo: 

 

(74)  警察把小偷关了三天。(Po e Rimmington 2016: 235) 

         jǐngchá bǎ xiǎotōu guānle sān tiān 

         polizia BA ladro chiudere-PFV tre giorno 

         ‘La polizia ha trattenuto in custodia il ladro per tre giorni.’ 

 

6.  Durativo istantaneo (brief durational): 

 

(75)  机场的服务员把他的行李称了称。(Po e Rimmington 2016: 236) 

         jīchǎng      de fúwùyuán bǎ  tā  de     xínglǐ    chēng-le-chēng 

         aeroporto MOD   addetto   BA lui MOD bagaglio pesare-PFV-pesare 

         ‘L’addetto, all’aeroporto, ha pesato il suo bagaglio.’ 

 

7.  Di frequenza: 

 

(76)  老师把那首唐诗朗诵了三次。(Po e Rimmington 2016: 236) 

     lǎoshī       bǎ     nà  shǒu Táng     shī lǎngsòng-le   sān  cì 

     insegnante BA quella CLF Tang  poesia recitare-PFV tre  CLF 

         ‘L’insegnante ha recitato la poesia della dinastia Tang per tre vo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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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escrittivo con de: 

 

(77)  她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Po e Rimmington 2016: 236) 

         tā  bǎ   fángjiān shōushí-de    gàngānjìngjìng. 

lei BA   stanza   ordinare-RIS    pulito. 

‘Lei ha pulito bene la stanza.’ 

 

9.  Valutativo con de: 

 

(78)  律师把问题解释得很清楚。(Po e Rimmington 2016: 236) 

         lǜshī        bǎ      wèntí        jiěshì-de  hěn qīngchǔ 

         avvocato BA problema spiegare-RIS molto chiaro 

        ‘L’avvocato ha spiegato chiaramente il problema.’ 

     

10.  Giudicativo: 

 

(79)  他们把这件事视为无关紧要的事。(Po & Rimmington 2016: 237) 

tāmen    bǎ   zhè   jiàn    shì         shì    wéi      wúguānjǐnyào    de       shì 

loro      BA questa CLF faccenda vedere come   futile          MOD  faccenda 

‘Consideravano la questione di poca importanza.’ 

 

11.  Frase con un secondo oggetto sotto forma di sostantivo o di parola numerica/misura: 

 

(80)  妹妹把花浇了水了。(Po e Rimmington 2016: 237) 

         mèimei     bǎ   huā     jiāo-le       shuǐ    le 

         sorella      BA fiore annaffiare-PFV   acqua PF 

         ‘La sorellina ha annaffiato i fiori.’ 

2.3.1.2 Il verbo principale in una costruzione con bǎ 

    Il verbo principale in una costruzione con bǎ, come già accennato precedentemente, deve essere un verbo 

d'azione, più comunemente, all'interno di una frase argomentativa. Pertanto, i verbi non agentivi, generalmente 

presenti in frasi di natura espositiva, non si troverebbero appaiati con il costituente bǎ, o con 是 shì  ‘essere’; 

有 ‘avere’, verbi di emozione 喜欢 xǐhuān ‘piacere’ e la maggior parte dei verbi cognitivi, come 知道 zhīdào 

‘sap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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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ttavia, un piccolo numero di verbi cognitivi, che codificano uno sforzo o un processo mentale, piuttosto 

che un risultato, possono essere utilizzati con frasi contenenti il costituente bǎ (Po e Rimmington 2016: 238), 

si veda l’esempio seguente:  

(81)  请你把这一点了解清楚。(Po e Rimmington 2016: 238) 

         qǐng   nǐ bǎ     zhè    yī   diǎn     liǎojiě-qīngchǔ 

         pregare tu BA   questo un   punto   capire-chiaro 

         ‘Per favore, chiarisci bene questo punto della questione.’ 

In questo caso particolare, il bǎ enuclea il processo di consapevolezza da parte del soggetto di “capire il punto”, 

in modo che egli ne possa disporre al meglio.  

2.3.1.3 Intenzionalità e uso imperativo 

    L'intenzionalità è un'implicazione intrinseca sottostante alla maggior parte delle costruzioni con bǎ, vale a 

dire che, solitamente, viene coinvolta un'azione deliberata verso un determinato oggetto, su cui è posto il focus 

dell’enunciato. Tuttavia, ci sono contesti in cui, o il risultato dell'azione del verbo è involontario, o la questione 

dell'intenzionalità non si realizza (Po e Rimmington 2016: 238), si veda il seguente esempio: 

(82)  太阳把大地染红了。 (Po e Rimmington 2016: 238) 

tàiyáng bǎ    dàdì     rǎn-hóng-le 

sole       BA  terra     tingere-essere.rosso-PFV 

‘Il sole ha tinto di rosso la terra.’   

    Nella realtà fenomenica, risulta essere di natura consequenzialmente fisica che la terra venga illuminata dal 

sole, ma, nel caso sopra menzionato, alla frase viene data una sfumatura quasi “antropomorfica” al sole, per 

cui, l’azione dello stesso, di natura attiva, risulta essere l’Agente dell’azione, nonostante sia nel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italiana che nel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e, lo stesso sole venga posto come Agente, 

ma, mutatis mutandis, esso è la “sorgente” dell’azione, il che implica una sottile, se ben importante, traslazione 

di significato.  

Per cui, questo specifico enunciato, contraddistinto dalla latente figura retorica della personificazione, 

garantisce alla frase la possibilità di utilizzare il costituente bǎ per definire l’azione. In altri casi, l'azione può 

essere deliberata o meno a seconda del contesto: 

(83)  弟弟把花瓶打破了。(Po e Rimmington 2016: 239) 

dìdì                     bǎ     huā       píng      dǎ-po'-le 

fratello.minore   BA    fiore     vaso  colpire-rompere-PFV 

‘Il fratellino ha rotto il vaso di fiori.’ 

Tuttavia, se la marca gěi ‘dare’ venisse aggiunta prima del verbo, l'implicazione risultante sarà che l'azione è 

involontaria (Po e Rimmington 2016: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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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妹妹无意中把那条漂亮的裙子给弄脏了。 (Po e Rimmington 2016: 239) 

         mèimei              wúyì        zhōng    bǎ    nà   tiáo  piàoliang   de     qúnzǐ  gěi  nòng-zāng-le 

         sorella.minore senza.intenzione mezzo   BA quel CL  bella   MOD gonna GEI fare-sporca-PFV. 

         ‘La sorellina ha involontariamente sporcato quella bella gonna.’ 

2.3.1.4 Interazione con l’imperativo 

Data l'enfasi sull'intenzione e l'azione specifica della costruzione sintattica con bǎ, risulta consequenziale 

che venga spesso utilizzata nelle frasi a carattere imperativo, sia per fare richieste cordiali che per dare ordini 

(Po e Rimmington 2016: 240), si veda l’esempio seguente: 

(85)  请把盐递给我。 (Po e Rimmington 2016: 240) 

qǐng   bǎ   yán     dì-gěi   wǒ. 

pregare BA sale passare-dare io.  

‘Passami il sale, per favore.’ 

2.3.1.5 Uso in frasi valutative 

Quando la costruzione con il costituente bǎ viene utilizzata in una frase valutativa che segue un verbo 

modale, la necessità che l'oggetto di bǎ sia di riferimento definito viene annullata (Po e Rimmington 2016: 

241), si veda l’esempio seguente:  

(86)  你总不能把什么责任都推给我吧。 (Po e Rimmington 2016: 241) 

           nǐ   zǒng      bù     néng bǎ  shénme   zérèn           dōu      tuī-gěi   wǒ   ba 

           tu sempre NEG potere BA  qualsiasi  responsabilità  tutta spingere-dare  io  PF 

           ‘Non puoi sempre addossarmi tutte le responsabilità.’ 

 

È necessario, però, notare che, nonostante le “responsabilità” non siano definite in un dominio microscopico 

di definitezza e di realtà ben definito, l’indefinitezza e generalità di 什么 shénme ‘che cosa’ rendono il dominio 

logico attribuibile a tutti i possibili enti di realtà riconducibili alla rappresentazione del concetto target esistenti, 

affinché il dominio macroscopico degli elementi rientranti nel campo di azione di bǎ risulti, infine, limitato, 

quindi, definito: ergo,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con bǎ può essere utilizzato.  

Anche le ammonizioni, o, più specificamente, gli avvisi ammonitori possono avere oggetti con riferimento 

indefinito dopo bǎ, come nell’esempio che segue:  

 

(87)  不准把自行车放在进出口！ (Po e Rimmington 2016: 241) 

            bù        zhǔn      bǎ  zìxíngchē    fàng-zài      jìnchūkǒu! 

            NEG permesso BA bicicletta mettere-stare ingresso.uscita 

           ‘Non è permesso lasciare biciclette davanti ai punti di acce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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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costruzioni con il costituente bǎ, in particolare, che si riferiscono direttamente a contesti immediati, 

possono includere sintagmi nominali con un riferimento indefinito (uno + CLF) determinato da un aggettivo 

(Po e Rimmington 2016: 242). In questo caso l’oggetto è comunque referenziale, come in (88):  

(88)  你看，你怎么把好好的一件衣服弄成这个样子？ (Po e Rimmington 2016: 242) 

           nǐ     kàn,       nǐ  zěnme   bǎ  hǎohǎo      de  yī    jiàn       yīfú   nòng   chéng     zhè     ge   yàngzǐ? 

           tu guardare,  tu come      BA  buono    MOD uno   CLF     vestito  fare-diventare questo CLF stato 

           ‘Ma guarda un po’, come avrai fatto a ridurre un buon vestito come questo in un simile stato?’ 

 

Infine, in uno stile meno colloquiale e più formale, jiāng può essere usato al posto di bǎ (Po e Rimmington 

2016: 243), si veda l’esempio (103): 

(89)  特将详细的情况报告如下。  (Po e Rimmington 2016: 243) 

           tè                      jiāng    xiángxì        de    qíngkuàng   bàogào       rú     xià. 

           specificamente FUT   dettagliato     MOD    situazione annunciare come sotto.  

           ‘Viene di seguito riportata la situazione nel dettaglio.’ 

2.3.2 Wong (2022) Grammatica cinese di base  

In Wong (2022), alla struttura con il bǎ viene dato una definizione specifica, ovvero “frase con bǎ”. Nella 

su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l’autrice dà una definizione esaustiva della medesima, la quale 

viene definita nel seguente modo: 

 

In cinese, questo tipo di frase è particolare. Essa ha la funzione di enfatizzare l’oggetto della frase anticipandolo ed 

introducendolo con la preposizione 把. Questa struttura si usa per indicare l’effetto o i risultati prodotti dall’azione 

svolta dal soggetto nei confronti dell’oggetto, come, per esempio, il cambiamento di stato o posizione. In genere, la 

relazione tra il soggetto e l’oggetto è quella di verbo-oggetto. L’oggetto della frase è implicito per chi parla e chi ascolta, 

in caso contrario l’oggetto viene specificato da elementi che lo determinano. (Wong 2022: 337) 

 

La frase “complessa” della soprannominata “preposizione” bǎ è un tipo di frase predicativa verbale attiva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Questo schema di frase è anche chiamato schema di disposizione (disposal), 

perché l'azione espressa dal verbo “dispone” dell'oggetto, come ad esempio cambiarne la posizione o lo stato. 

La struttura di base è ‘S + BA + O + COMPL’. Viene qui rimarcato che la sopra menzionata struttura ha la 

funzione di enfatizzare l’oggetto della frase anticipandolo ed introducendolo come nuova informazione tramite 

l’ausilio della particella bǎ. 

Secondo Wong (2022: 338), ci sono tre tipologie di frase per focalizzare il risultato prodotto come 

conseguenza dello svolgimento dell’azione: 

1.  Frase costruita con tema-com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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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rase con bǎ. 

3.  Frase passiva con bèi. 

    Il primo caso elencato dall’autrice Wong risulta essere quello delle frasi sintatticamente non marcate, mentre 

il secondo caso ed il terzo caso risultano essere marcate, le quali, però assumono due ruoli di portatori 

significato semantico ben distinti. Il primo caso dei due, infatti, ha il compito di focalizzare l’oggetto diretto, 

mentre nel secondo caso il focus viene posto sull’Agente dell’azione.  

Per Wong (2022), ci sono diversi casi in cui la struttura con il bǎ è richiesta: 

1.  Quando si vuole enfatizzare l’oggetto, ovvero rendere la struttura della frase marcata da una originaria e 

più semplice struttura sintattica lineare. 

2.  Se nella frase sono presenti delle preposizioni di natura risultativa come zài ‘in’, dào ‘arrivare’, gěi ‘dare’, 

chéng ‘diventare’, collocate subito dopo il verbo principale.  

3.  L’oggetto è un nome di luogo e dopo il verbo principale26 vi è il complemento direzionale composto.27 

(Wong 2022: 338) 

Per quanto riguarda le sue caratteristiche,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con il bǎ è composta da verbi predicativi e 

transitivi, ma, in frasi dove sono presenti verbi copulativi28, verbi direzionali, verbi che indicano un’azione 

momentanea, verbi che esprimono emozioni, verbi che non esprimono movimento ed i verbi servili non 

possono essere utilizzati nella costruzione della frase con il bǎ. (Wong 2022, ibid.) 

    Di seguito, vengono proposti alcuni esempi, che mostrano quanto sia possibile definire il bǎ in un range di 

possibilità sintattiche ben definito, nonostante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con il bǎ risulti, a tratti, eterogenea nella 

sua estrinsecazione. Ecco alcuni esempi della struttura comprendente il bǎ:  

(90)  你把蛋糕吃了。(Wong 2022: 339) 

           nǐ  bǎ  dàngāo  chī-le 

           tu BA   torta mangiare-PFV 

           ‘La torta l’hai mangiata.’ 

    I verbi servili possono costituire un caso grammaticale di determinante verbale e, quindi, precedere la 

preposizione bǎ. Il determinante verbale precede sempre la preposizione stessa (Wong 2022: 340). 

(91)  我可以把电脑修好。(Wong 2022: 340) 

           wǒ kěyǐ   bǎ  diànnǎo    xiū-hǎo 

           io potere BA computer riparare-finire 

 
26 Verbo predicativo è la denominazione di un tipo di verbo che costituisce predicato da sé. 
27 Il complemento direzionale composto deriva dall'unione dei verbi lái o qù, che, come appena trattato, indicano un senso 

di avvicinamento o allontanamento da colui che parla, ad altri verbi, che indicano invece una particolare direzione. 
28 I verbi copulativi vanno a legarsi con aggettivi o nomi, mentre i verbi direzionali vanno ad indicare verso chi o quale 

luogo viene indirizzata l’az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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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computer lo posso riparare.’  

 

Altri elementi che possono completare il contesto della frase, ed aggiungere informazioni accessorie, si 

collocano dopo il verbo principale (Wong 2022: 340). 

(92)  他把画儿挂在墙上。(Wong 2022: 340) 

           tā   bǎ     huàr      guà-zài       qiáng     shàng 

           lui BA  quadro appendere-stare   muro       su 

           ‘Lui appende il quadro alla parete.’ 

    Inoltre, è da ricordare che, in genere, le frasi con la preposizione bǎ possono essere scritte in modo 

sintatticamente lineare, con il verbo principale che fa da reggente della frase rendendo la struttura non marcata, 

già ribadito nelle sezioni riguardanti le altre grammatiche della lingua cinese. La frase, che può essere 

estrapolata dalla versione marcata con il costituente bǎ, è definita, in questa sede, “frase canonica”, come già 

menzionato nei capitoli precedenti, poiché stante alla base di esistenza della frase di sintassi di livello marcato. 

Verrà, dunque, analizzata una frase comprendente il bǎ preceduto dall’avverbio di negazione.  

(93)  他没把作业交给老师。(Wong 2022: 342) 

       tā    méi   bǎ    zuòyè        jiāo-gěi    lǎoshī 

       lui NEG BA compito consegnare-dare insegnante 

       ‘Lui non ha consegnato i compiti all’insegnante.’ 

    Le particelle aspettuali -le e -zhe, , i complementi risultativi, direzionali, di grado, numerale-quantificatori 

ed il raddoppiamento di verbi monosillabici collocati alla fine della frase possono essere impiegati nella 

costruzione della frase con bǎ (Wong 2022: 342).  

(94)  我把水喝了。(Wong 2022: 342) 

           wǒ bǎ     shuǐ     hē-le 

           io   BA   acqua bere  PFV 

           ‘L’acqua l’ho bevuta’ 

(95)  你把车票拿着。 (Wong 2022: 342) 

        nǐ  bǎ     chē         piào        ná- zhe 

           tu BA  autobus  biglietto prendere-DUR 

           ‘Il biglietto dell’autobus tienilo.’ 

 

    Per quanto concerne la seconda frase, sopra riportata, la costruzione con il bǎ può essere utilizzata poiché 

l’azione dell’Agente risulta essere quella di disporre dell’oggetto diretto in un determinato modo.  

 

(96)  他把雨伞丢失了。(Wong 2022: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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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ā        bǎ      yǔsǎn      diūshī         le 

           lui      BA    ombrello  perdere     PFV 

           ‘L’ombrello lui l’ha perso.’  

Questo ultimo caso sintattico risulta essere rilevante semanticamente, poiché, nonostante la preposizione bǎ 

faccia riferimento ad un complemento oggetto che ha subìto una certa disposizione da parte del soggetto, che 

sia diretta od indiretta, il verbo non è agentivo, ma bensì telico. Perciò, la costruzione con bǎ regge, tramite 

una serie di azioni volontarie, o involontarie, da un punto di vista logico-sintattico, l’oggetto, che assume nuovi 

tipi di disposizione. Nonostante ciò, il verbo principale non indica una disposizione diretta dell’oggetto, ma un 

cambiamento di stato, giunto al culmine del suo processo azionale.  

Un ultimo accenno della “Grammatica Cinese di Base” di Wong (2022) avverte sulle conseguenze che 

l’omissione del soggetto nella frase comporta a livello sintattico. Questo fenomeno trasforma la frase in modo 

tale che l’accento venga posto sul paziente dell’azione e, di conseguenza, la frase diventa di natura esortativa. 

2.3.3 Ross et al. (2006) 

Secondo la grammatica di lingua cinese presa in esame in questa sezione, le frasi con bǎ si concentrano su 

cosa accade all'oggetto di un verbo come risultato finale di un'azione compiuta. Esse rispondono alla seguente 

domanda: cosa fa, o ha fatto il soggetto all'oggetto? (Ross et al. 2006: 126) 

Le frasi con il bǎ possono sempre essere parafrasate come: il soggetto prende, o ha preso l'oggetto e fa, o ha 

compiuto un'azione su di esso; quindi, “fa in modo di” o “dispone” dell’oggetto fattuale stesso, il quale può 

spaziare da livelli prettamente astratti a livelli più concreti, ovvero avvertibili, se non materici. La struttura 

delle frasi con il costituente bǎ è talvolta chiamata “disposal construction” ‘costruzione dispositiva’ (Ross et 

al. 2006: 126) 

Le frasi in bǎ hanno la seguente forma: ‘S + BA + O + V’. Di seguito, viene fornito un esempio:  

(97)  他把我的车偷走了。  (Ross et al. 2006: 126) 

       tā    bǎ    wǒ   de     chē       tōu-zǒu-le 

       lui  BA   mia MOD macchina rubare-andare-PFV 

       ‘Mi ha rubato la macchina.’ 

Il soggetto, in una frase con bǎ, deve essere in grado di causare qualcosa, sia pur consapevolmente, che 

inconsapevolmente, sull’oggetto dell’enunciato stesso. Ciò include soggetti animati come persone, animali, 

ecc., e anche forze inanimate, come gli oggetti, fino ai fenomeni della natura come pioggia, vento, terremoti, 

inondazioni, ecc. (Ross et al. 2006: 126) 

Di seguito viene proposta una frase con il bă con soggetto animato: 

(98)  我把英文翻成中文了。     (Ross et al. 2006: 126) 

           wǒ   bă   Yīngwén       fānyì-chéng   Zhōngwén     le 

           io    BA   inglese      tradurre-diventare     cinese     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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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tradotto dall’inglese in cinese.’ 

    L'oggetto, in primo luogo, deve riferirsi a qualcosa di definito o generico, ma, in questo secondo caso, 

l’oggetto deve essere definito da una categoria più ampia o dal contesto situazionale. Gli oggetti sono definiti 

se sono già stati menzionati nel discorso, se sono desumibili dal cotesto, o se sono preceduti dallo specificatore 

dimostrativo 这 zhè ‘questo, questi’ o 那 nà ‘quello, quelli’, o sono modificati da una frase argomentativa 

(Ross et al. 2006: 127). 

(99)  我已经把那本书看完了。(Ross et al. 2006: 127) 

           wǒ yǐjīng     bǎ   nà  běn  shū      kàn-wán-le 

           io     già      BA quel CL libro leggere-finire  PFV 

           ‘Ho già finito di leggere quel libro.’ 

Gli oggetti dell’enunciato sono di natura generica se si riferiscono a un gruppo o ad una classe di oggetti in 

modo generico, piuttosto che a un oggetto specifico o definito dagli elementi accessori presenti all’interno 

dell’enunciato stesso (Ross et al. 2006: 127). Di seguito, viene proposto un altro esempio: 

 

(100)   他经常把花儿送给女朋友。  (Ross et al. 2006: 127) 

 tā  jīngcháng   bǎ      huār     sòng    gěi     nǚpéngyǒu 

 lui    spesso    BA     fiore    inviare-dare    ragazza 

‘Regala spesso fiori alla sua ragazza.’ 

    Nelle frasi con il bǎ, l’azione predicata dal verbo può implicare una trasformazione dell'oggetto, ma non 

può denotare la sua creazione. Pertanto, ad esempio, si può usare bǎ per dire che è stato rivisto un saggio, ma 

non che è stato scritto dalla persona in questione (Ross et al. 2006: 127). 

(101)   她把文章改了改。  (Ross et al. 2006: 127) 

tā   bǎ  wénzhāng    gǎi-le- gǎi 

lei BA      saggio   modificare-PFV -modificare 

‘Ha modificato il saggio.’ 

L’esempio poco sopra menzionato risulta fondamentale per capire le logiche consequenziali risultanti dalla 

grammaticalizzazione del bǎ. La particella può descrivere la “disposizione” di una determinata azione 

attraverso il raggiungimento di un determinato risultato. Proprio per questo, il verbo ‘scrivere’ risulta 

inappropriato, poiché non fornisce alcuna informazione aggiuntiva sullo stato dell’azione. Sarebbe, quindi, 

necessario un verbo risultativo che fornisse maggiori informazioni sull’azione stessa subìta dall’oggetto. È 

proprio per la serie di ragioni sopra elencate che la frase seguente risulta grammaticalmente inappropriata: 

(102)  *她把文章写了写。  (Ross et al. 2006: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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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ā   bǎ wénzhāng      xiě      le       xiě 

             lei BA     tema    scrivere-PFV-scrivere 

             ‘Ha scritto un poco il tema.’  

2.6.1 Tipologia di eventi 

Il verbo, nelle frasi comprendenti bǎ, deve riferirsi a un'azione completa e delimitata, quindi caratterizzata 

da un punto finale. Esistono, in effetti, diversi modi per aggiungere un punto finale ad un verbo di azione (Ross 

et al. 2006: 128). 

È possibile, per esempio, aggiungere un punto finale a un verbo di cambiamento di stato attraverso la particella 

le di natura perfettiva, come nell’esempio seguente: 

(103)    我把他们的名字都忘了。  (Ross et al. 2006: 128) 

 wǒ  bǎ  tāmen       de  míngzi  dōu       wàng-le 

 io   BA    loro        MOD nome   tutto dimenticare-PFV 

 ‘Ho dimenticato i nomi di tutti loro.’  

Risulta, inoltre, possibile far seguire il verbo da una desinenza risultativa come ‘掉 diào ‘cadere’ + le, che 

indicano che l'azione è stata completata (Ross et al. 2006: 128). 

(104)  我把袜子给丢掉了。  (Ross et al. 2006: 128) 

           wǒ   bǎ  wàzi   gěi    diū-diào-le 

           io     BA calza dare perdere-cadere-PFV 

           ‘Ho perso le calze.’ 

Nella lingua colloquiale, sussiste il fenomeno di aggiungere il punto di fine dell’azione a un verbo di azione 

attraverso verbi risultativo-spaziali, come nell’esempio seguente: 

(105)  你能不能把车开进去？  (Ross et al. 2006: 129) 

           nǐ   néng    bù     néng bǎ      chē        kāi- jìnqu? 

           tu potere NEG potere BA macchina aprire-entrare-andare 

           ‘Puoi mettere dentro l’auto?’ 

2.6.2 La negazione nella costruzione con bǎ 

     Nelle frasi incorporanti il costituente bǎ, la negazione si aggiunge prima del bǎ e non prima del verbo 

d’azione. Questo fenomeno grammaticale avviene poiché l’avverbio di negazione va a modificare il 

modificatore verbale, dimodoché tutta la struttura si modifichi attraverso sia l’ausilio dell’avverbio di 

negazione, che del bǎ. Se una frase in bǎ si riferisce a un evento futuro, o a un'azione generale o abituale, la 

negazione è indicata con bù. Le proibizioni possono essere espresse con bié oppure 不要 bùyào ‘non dovere’ 

(Ross et. al 2006: 130). Si veda l’esempio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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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不要把你的东西留在外边。  (Ross et al. 2006: 130) 

           bù       yào    bǎ    nǐ   de dōngxi     liú-zài  wàibian 

           NEG dovere BA  tu   MOD   cosa  lasciare-stare   fuori 

          ‘Non devi lasciare le tue cose fuori.’ 

 

Di seguito viene proposto un esempio di tale costruzione per fornire un’idea più chiara de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che contraddistingue le suddette frasi:  

(107)  我已经把功课交给老师了。    (Ross et al. 2006: 130) 

           wǒ  yǐjing   bǎ   gōngkè  jiāo-gěi       lǎoshī            le 

           io       già    BA compito consegnare-dare insegnante  PF 

          ‘Ho già consegnato i compiti all’insegnante.’ 

Capitolo 3: Grammatiche cinesi sul cinese L2 
 

 

Questo capitolo successivo è incentrato sulla descrizione della costruzione con il bǎ nelle grammatiche 

dedicate agli studenti internazionali. Mi concentrerò in particolare su un testo di Tang Yili. Come lo stesso 

autore afferma, questa costruzione costituisce simultaneamente un punto focale e una difficoltà nella didattica 

del cinese come lingua straniera. Risultano essere il “fulcro” perché vengono utilizzate frequentemente nella 

comunicazione quotidiana e in tutte le fasi dell'insegnamento del cinese come lingua straniera; costituiscono 

una grande difficoltà perché gli studenti internazionali sono più propensi a commettere errori quando le usano, 

e persino a evitarle, intenzionalmente o meno, e non sono sicuri se usarle o accantonarle (Tang Yili 2022: 1).  

Lo studioso, analizzando la costruzione che fa capo al bǎ, sia per quanto concerne il complemento oggetto 

diretto, o il verbo cui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comprendente la marca stessa fa riferimento, ha ottenuto dei buoni 

riscontri con dati di natura empirica (Tang Yili 2022: 1). 

    Le diverse funzionalità di bǎ, come può essere quella descrittiva, o predicativa, nei riguardi degli elementi 

essenziali al corretto uso della costruzione nell’ambito morfosintattico e del significato della frase, risultano 

essere di diversa natura, persino nel contesto situazionale, che fa, del resto, riferimento all’ambito 

comunicativo, specificatamente nell’oralità, e presentano le loro dissomiglianze rispetto all’uso cui 

ottemperano.  

Prima di tutto, è bene notare che il contesto comunicativo, nella realtà fenomenica del discorso, risulta essere 

strettamente interrelato alla prosodia, cioè facente riferimento al ritmo poetico di una determinata lingua, come 

può essere la lingua cinese. Ora, se consideriamo ciò che è stato analizzato in passato, molti studi condotti 

sulla semantica del discorso che avrebbero dovuto porre dei limiti e, quindi, certezze epistemiche alla 

classificazione delle strutture grammaticali della lingua cinese moderna, erano considerati da un punto di v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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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mente linguistico, e non da un punto di vista di stratificazione linguistica, che fa parte essa stessa del 

tessuto del discorso. I diversi livelli linguistici, infatti, risultano essere fondamentali in una lingua, come quella 

cinese, nella quale la stessa sintassi del discorso cambia notevolmente a seconda del contesto comunicativo-

situazionale in cui il soggetto di ritrova.  

Ogniqualvolta venga analizzata una frase facente riferimento a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essa specifica, dal 

punto di vista della comunicazione linguistica, il limite posto in essere dal ruolo semantico e sintattico della 

frase in analisi, che viene sciolto dalla deissi, dimodoché ogni possibile frase che sia contrassegnata da una 

struttura marcata assuma aspetti o connotati diversi: è proprio questo uno dei motivi fondamentali che portano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con il bǎ a spaziare largamente, in ambito semantico.  

La differenza sostanziale tra il costituente de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bǎ, di natura “descrittiva”, ed il 

costituente bǎ di natura predicativa ha notevolmente aumentato il range di studi linguistici sulla grammatica 

di questa particella. Lü Wenhua (2002; in Tang Yili 2022: 3) sottolinea che, nell'insegnamento della lingua 

cinese come lingua straniera si verifica un fenomeno che enfatizza la struttura rispetto alla semantica e ignora 

l'uso. Per quanto riguarda un fenomeno grammaticale, come, in questo caso, il 把, è relativamente facile 

padroneggiare la struttura e l'ordine delle parole, e poi capire cosa esprime effettivamente la forma 

grammaticale. Per approfondire, però, dobbiamo insegnare agli studenti il valore comunicativo e la funzione 

d'uso di questa forma grammaticale. Prendendo come esempio la frase con il costituente "把", non dovremmo 

solo insegnare le condizioni sintattiche e la semantica della frase stessa, ma anche spiegare in quale tipo di 

contesto viene utilizzata questa struttura. 

Negli ultimi anni, le grammatiche di lingua cinese che fanno riferimento alla struttura comprendente il bǎ 

fanno riferimento alla sintassi, esemplificano in modo capillare i contenuti, ed infine espongono i limiti e le 

possibilità d’uso grammaticali del pattern in questione (Tang Yili 2022: 3). 

Gli insegnanti mantengono uno status di indifferenza ai possibili mutamenti sintattici del costrutto, e, 

proprio per questo, i risultati di apprendimento degli studenti non risulta essere sufficiente, o, in casi di livello 

più avanzato, soddisfacente alla comprensione toto modo di questo specifico pattern grammaticale: proprio per 

questo, ogniqualvolta lo studente si ponga il compito di utilizzare la costruzione con il bǎ per creare delle frasi, 

emergono molti errori, e alcuni, addirittura, evitano di usare questo specifico costrutto sintattico, come 

accennato poco sopra (Tang Yili 2022: 3). 

Lü Wenhua (2016), dopo aver revisionato molti scritti di studenti di lingua cinese di livello elementare, ha 

scoperto che la maggioranza dei pattern grammaticali proposti dagli studenti è accettabile, ma sono atipici. 

Inoltre, afferma che “questo è il risultato del tipo di insegnamento che i professori garantiscono agli studenti, 

e, proprio per questa mancata capacità di insegnare la sostanza morfologico-sintattica che fa riferimento a 

questi specifici pattern grammaticali, gli studenti non possono fare altro che impararli a memoria, e, proprio 

per questo, questo pattern risulta sia ostico da insegnare, da parte del professore, che da imparare, da parte 

dello studente” (in Tang Yili 2022: 4). 

Gli studenti, quindi, o non riescono a comprendere perché devono utilizzare questo determinato costrutto 

sintattico, oppure sbagliano nell’uso dello stesso nella realizzazione di frasi, sia semplici che comple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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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ndi, secondo Lü Wenhua, questo costrutto sintattico viene insegnato focalizzandosi esclusivamente sulla 

sintassi, tralasciando la semantica del discorso e, quindi, commettendo un errore didattico. In altre parole, ci si 

focalizza prioritariamente sul metodo di spiegazione e di enunciazione di teorie che risultano essere “vuote”, 

che vengono poi applicate nella didattica della lingua senza concludere nulla e senza raggiungere i risultati 

sperati (Tang Yili 2022: 4). 

Ordunque, il pattern grammaticale che fa capo al costituente bǎ è alquanto complesso, e le possibili 

combinazioni dello stesso sono molte: le proposizioni che possono crearsi tramite di essi hanno diversi loci 

grammaticali e la sintassi stessa varia a seconda del caso considerato, come si è già potuto riscontrare nelle 

grammatiche analizzate in precedenza. Inoltre, il livello di difficoltà della frase che incorpora questo 

costituente varia a seconda delle varie strutture morfosintattiche che lo animano. 

Proprio per questo, la condizione per cui si riesca ad acquisire una piena padronanza del bǎ, è di capire gli 

aspetti morfosintattici che legano i varî costituenti della frase, senza tralasciare l’aspetto semantico. 

Attraverso l’apprendimento delle basi che operano sul campo del costituente bǎ, è indispensabile 

chiarificare ogni possibile circostanza d’uso della sintassi del pattern con tale costituente. 

 In particolare, questo risulta di fondamentale importanza una volta che il discente abbia acquisito le basi 

epistemologiche che fanno riferimento a tale struttura, e i punti salienti di tale costrutto non faranno più 

riferimento semplicemente alla sintassi della frase, si potrà spaziare in lungo ed in largo il contesto situazionale 

della frase per raggiungere una acquisizione della struttura di più ampio respiro.  

Risulta possibile, infatti, partire da pattern o costrutti grammaticali prestabiliti per cominciare con 

l’apprendimento elementare della costruzione con il bǎ, facendo capire ai discenti quando usare tale costrutto 

e quando non usarlo.  

In conclusione, il costrutto con il costituente bǎ risulta molto difficile da apprendere. Ma proprio per questi 

motivi, quali sono i metodi per insegnare al meglio questo costrutto? Come poter rendere questa struttura più 

semplice da capire? Nell’analisi dei casi che viene proposta si seguito, si cercherà di rispondere a questo 

quesito.  

3.1 Costituenti e analisi diacronica 

Prima di tutto, è bene capire cosa è ciò di cui si argomenta, in questo caso il costituente bǎ: Zhang Bojiang 

张伯江 (2019; cit. in Tang Yili 2022: 7) definisce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che fa capo al costituente bǎ come un 

“pattern grammaticale” (句式 jùshì), con un’alta frequenza d’uso, e, secondo gli studi condotti, già a pochi 

anni d’età, i giovani cinesi riescono ad utilizzare il costituente bǎ nel contesto situazionale della loro vita 

quotidiana. (Tang Yili 2022: 7) 

Da un punto di vista storico, gli studi effettuati sul pattern che fa riferimento al costituente della frase bǎ 

cominciarono nel 1922, anno in cui Li Jinxi 黎锦熙 nella sua “Nuova grammatica cinese” 新著国语文法

Xinzhu guoyu wenfa brevettò il termine 提宾 tíbīn ‘anticipazione del complemento oggetto’. 

Ciò sta ad indicare che egli pensava che l’utilizzo del bǎ fosse quello di anticipare l’oggetto diretto del verbo 

principale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Shao Jingmin 邵敬敏 (2009; cit. in Tang Yili 2022: 7) riuscì a fare un 



60 

 

sommario della storia moderna e contemporanea del bǎ: prima di tutti vi fu Li Jinxi, poi vi fu Wang Li 王力

che si occupò della cosiddetta costruzione “dispositiva”, poi Lü Shuxiang 吕叔湘 che definì tale struttura come 

行为动词 xíngwéi dòngcí ‘struttura con verbo d’azione’, con 宾语有定 bīnyǔ yǒudìng ‘definizione 

dell’oggetto diretto’ e 谓语复杂 wèiyǔ fùzá ‘predicato complesso’. 

La seconda fase riguarda l’ambito storico, la quale risulta essere lineare ed omogenea da un punto di vista 

dei risultati conseguiti nello studio della grammatica con bǎ. 

Infine, la terza fase parte dagli anni convergenti al 1980, con gli studi condotti da vari studiosi Shao Jingmin, 

Ren Zhiying 任芝锳 e Li Jiashu 李家树 (2009; in Tang Yili 2022: 7): come si può notare, numerosi intellettuali, 

con il passare delle epoche, hanno trattato di questo specifico pattern grammaticale.  

Da un certo livello di analisi, la costruzione con bǎ può essere vista come un tipo di “congettura di 

Goldbach”, famoso problema irrisolto della matematica, per cui nonostante sia ricorsiva all’infinito, e che, 

quindi, la sua progressione sia stata teoreticamente determinata, non è mai stata totalmente dimostrata: infatti, 

non risulta essere rilevante il fatto che il campo di studi sia interno a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oppure 

esterno ad essa, ma, gli studiosi di questo pattern grammaticale sono molti, senza che essi siano mai riusciti a 

capire definitivamente i parametri chiave della struttura, dimodoché possa essere incasellata in assiomi ben 

precisi.  

È possibile, però, ridefinire il tutto nel seguente modo: nel campo di studi che fa riferimento a questo 

specifico dominio grammaticale, gli studiosi stanno ancora definendo, con sempre maggior chiarezza, le 

dinamiche in gioco (Tang Yili 2022: 7). Dopo aver elencato le definizioni di Hu Yushu (2019), Huang Borong 

e Liao Xudong (2007), Qi Lutang (2007) e Zhang Bin (2008), Tang Yili chiarisce che la costruzione come è 

un sintagma, composto dalla preposizione e dal suo oggetto, con funzione di modificatore avverbiale. Ciò sta 

a significare che qualcuno, o qualcosa, agisce su un certo oggetto, disponendo di esso e facendo sì che l'oggetto 

produca un certo risultato o subisca un certo cambiamento; il ruolo della preposizione è quello di coinvolgere 

l'oggetto controllato, sul quale il verbo esercita la sua azione (Tang Yili 2022: 8). 

3.1.1 Analisi frasale del costrutto con la preposizione bǎ 

Per determinare se una costruzione con bǎ risulti essere valida, di solito verifichiamo se soddisfa i seguenti 

requisiti in termini di struttura sintattica e relazione semantica. Prima di tutto, l’azione predicata deve denotare 

una causa dispositiva. Nella maggior parte dei casi il complemento oggetto del costrutto risulta essere il 

Paziente dell’azione, come negli esempi riportati poco sotto: 

(108)  妹妹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Tang Yili 2022: 9) 

       mèimei    bǎ    fángjiān     shōushí-de gàngānjìngjìng 

       sorellina BA       stanza     riordinare-RIS      pulito 

       ‘La sorellina ha riordinato la stanza molto bene.’ 

 

(109)  玛丽很快就把这首中文歌曲学会了。(Tang Yili 202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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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ǎlì    hěn     kuài    jiù     bǎ    zhè  shǒu  Zhōngwén  gēqǔ      xuéhuì-le 

       Mary molto veloce allora BA questo   CLF    cinese     canzone imparare-PFV 

       ‘Mary ha imparato la canzone in lingua cinese molto velocemente.’  

Il complemento oggetto di bǎ può essere riferito al luogo o lo strumento cui faccia riferimento il predicato 

verbale. 

(110)  他写得太用力了，把笔都写断了。(Tang Yili 2022: 9) 

         tā       xiě-de    tài     yòng      lì       le,       bǎ      bǐ    dōu     xiě-duàn-le 

         lui scrivere-RIS troppa usare  forza PF,    BA penna tutta scrivere-spezzare-PFV 

         ‘Ha scritto con tanta forza da aver rotto la penna.’ 

L'oggetto di bǎ deve essere definito. Solitamente, è noto a entrambe le parti nel corso processuale della 

comunicazione. In termini di forma, a volte possono essere aggiunti alcuni modificatori restrittivi. Talune volte, 

per via del contesto, è accettabile non avere modificatori restrittivi, purché entrambe le parti possano 

comprenderli (Tang Yili 2022: 9). Inoltre, il predicato verbale deve intrinsecamente contenere un significato 

risultativo o di cambiamento. Infatti, spesso, subito dopo deve supportare altri costituenti, a volte addirittura 

portare davanti a sé altri componenti modificatori (Tang Yili 2022: 9-10).  

(111)  他把作业交了。(Tang Yili 2022: 10) 

         tā   bǎ     zuòyè      jiāo-le 

         lui BA compiti consegnare-PFV 

         ‘Lui ha consegnato i compiti.’ 

 

 

3.1.2 Elementi costitutivi 

Nelle “Ottocento parole in cinese moderno” 现代汉语八百词 Xiandai Hanyu babai ci, Lü Shuxiang (1999) 

ha effettuato una disamina delle componenti che possono completare una frase fino a renderla satura. Questo 

schema risulta di fondamentale importanza per comprendere meglio la struttura con bǎ e poter, inoltre, 

comprendere quanti tipi possibili di pattern facenti capo a tale costituente possano esistere all’interno del 

sistema linguistico d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Tabella 2: Possibili pattern attribuibili al costrutto con i bǎ, Xiandai hanyu babai ci, (in Tang Yili 2022: 10) 

主语 

-S 

状语 

-Comp. 

把+ 宾语 1 

-BA + O1 

状语 

-Comp. 

动词 

-V 

宾语 2 

-O2 

宾语数 

-O Num. 

助词及其他 

-Part. et al.  

你  把零钱  带   在身上 

我 已经 把这本书  看了  三遍 了 

你  把这本词典 再 借[给] 我 三天  

你  把写好的稿

子 

都 给 我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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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  把炉子  生上了 火   

    

Analizzando la tabella appena mostrata, e in accordo con gli esempi sopra riportati, una frase che rientri nella 

definizione di “costrutto grammaticale con bǎ” deve essere ricollegato al seguente pattern grammaticale: ‘S + 

C+ O + C + V + COMPL’. Il seguente esempio chiarifica quanto appena asserito:  

(112)  小张把被子打了。(Tang Yili 2022: 10) 

         Xiǎozhāng bǎ      bèizǐ     dǎ- le 

         Xiaozhang BA coperta battere-PFV 

         ‘Xiaozhang ha sbattuto la coperta.’  

Una frase con il costituente bǎ, solitamente, è composta da tre parti. La prima parte è il soggetto “S”. Il 

soggetto della frase con il costituente bǎ è l’attante dell’azione espressa dal verbo, oppure ciò che dispone 

dell’oggetto diretto. Solitamente, è interpretato tramite nomi, pronomi, sintagmi nominali o sintagmi verbo-

oggetto, esattamente come è disposto il soggetto nella frase seguente. A volte, inoltre, il soggetto può essere 

sottinteso (Tang Yili 2022: 11). 

3.1.3 Costrutti sintattici 

Sulla base della posizione del predicato verbale all’interno della frase Tang Yili (2022: 13) distingue cinque 

tipi di frase che fanno capo al costrutto con il costituente bǎ. 

1.  ‘S + BA + O1 + V + O2’ 

(113)  我想把这篇文章翻译成英语。(Tang Yili 2022: 13) 

         wǒ xiǎng   bǎ  zhè  piān wénzhāng fānyì-chéng Yīngyǔ 

         io   volere BA questo CLF  testo    tradurre-diventare  inglese 

         ‘Vorrei tradurre questo testo in inglese.’  

 

2. ‘S + BA + O + V + RIS’ 

(114)  老师已经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了。(Tang Yili 2022: 13) 

          lǎoshī      yǐjīng bǎ    zhè  jiàn    shìqíng       jiěshì qīngchǔ-le 

          insegnante già    BA questo CLF  faccenda   spiegare-chiaro-PFV 

          ‘L’insegnante ha già chiarito questa questione.’  

 

3. ‘S + BA + O + Avverbiale circostanziale (状语 zhuàngyǔ) + V’ 

(115)  他总是把不三不四的人往家里领。(Tang Yili 2022: 13) 

         tā   zǒngshì bǎ      bùsānbùsì              de     rén      wǎng    jiā     lǐ        lǐng 

         lui sempre  BA non.raccomandabile  MOD  persona  verso  casa in portare 

         ‘Porta sempre in casa persone poco raccomanda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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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 + BA + O + V + -le/-zhe/-guò’ 

(116)  姐姐把换下来的衣服洗了。(Tang Yili 2022: 13) 

         jiějiě                     bǎ      huàn      xiàlái   de  yīfú       xǐ-le 

         sorella.maggiore BA cambiare-scendere-venire   MOD vestiti pulire-PFV 

         ‘La sorella si è cambiata i vestiti e li ha lavati.’ 

 

5. ‘S + BA + O + V + V’ 

(117)  你去把这些单词背一背。(Tang Yili 2022: 13) 

        nǐ    qù    bǎ     zhè   xiē    dāncí    bèi-yī-bèi 

        tu andare BA questa CLF parola imparare-un-imparare 

       ‘Vai a ripassare questi caratteri.’ 

 

3.1.4 Classificazione semantica 

Dopo aver preso in esame gli studi di Zhang Wangxi 张旺熹, Lü Wenhua, Cui Xiliang 崔希亮, Jin Lixin 金立

鑫, Liu Yizhi 刘一之, Zhang Bojiang 张伯江, Tang Yili (2022: 14) propone che il bǎ descrive  

• il fine ultimo preposto all’enunciazione della frase.  

• il risultato ultimo dell’azione all’interno della frase.  

• il metodo attraverso cui si vuole giungere al fine ultimo 

.  

Seguendo Lü Wenhua (1994; in Tang Yili 2022: 14), l’autore segnala che la costruzione assolve le seguente 

funzioni: 

1.  Indicare che una certa cosa si muove o che la sua relazione cambia a causa di un'azione. 

2.  Indicare che una certa cosa subisce un certo cambiamento a causa di un'azione, producendo un certo 

risultato. 

3.  Indicare che l'azione è collegata a una certa cosa in qualche specifico modo.  

4.  Identificare una cosa con un’altra, oppure indicare la trasformazione di qualcosa in un’altra entità 

equivalente per natura o caratteristiche. 

5.  Esprimere stati d’animo. 

6.  Esprimere comandi od esortazioni. 

Cui Xiliang (1995) ha introdotto la distinzione fra  结果类 jiéguǒ lèi ‘tipologia risultativa’ e 情态矢量类

qíngtài shǐliàng lèi ‘tipologia modale vettoriale’ (Tang Yili 2022: 14). Questa categorizzazione è stata 

aggiornata da Jin Lixin (1997) come segue： 

(a) 结果类 jiéguǒ lèi ‘tipologia risulta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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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情态类 qíngtài lèi ‘tipologia modale’, e 

(c) 动量类 dòngliàng lèi ‘momentum’ (Tang Yili 2022: 14). 

In questa sede, verrà adotta la categorizzazione di Jin Lixin. La tipologia (a) ha una connotazione finale e 

rappresenta l’uso più frequente. L’intento “finale” di bǎ, in questo caso specifico, viene considerato in senso 

lato, ovvero: il risultato di un determinato cambiamento di stato ed il cambiamento dato dallo spostamento 

dell’azione sono compresi all’interno di questa definizione.  In generale, esiste una relazione causale implicita 

tra la prima e la seconda metà di una frase di tipo risultativo. Ad esempio： 

(118)  他把孩子教育得很有礼貌。(Tang Yili 2022: 15) 

         tā   bǎ  háizǐ    jiàoyù-de    hěn     yǒu    lǐmào 

         lui  BA figlio educare-RIS molto avere educazione 

        ‘Ha educato i suoi figli molto bene.’  

In altri termini, grazie al “modo di insegnare” che i "figli" diventano “molto educati”. La prima è una 

condizione necessaria per la seconda, e la seconda è la conseguenza logica della prima. Poi vi sono le strutture 

caratterizzate dall’istantaneità dell’azione. Questo tipo di frase, che fa riferimento al costituente bǎ, molto 

spesso è caratterizzata da un sintagma di tipo verbale che dà maggiori informazioni sull’azione che prende 

luogo all’interno della frase (Tang Yili 2022: 15).  

(119)  小明回家，妈妈就把他批评了一顿。(Tang Yili 2022: 15) 

         Xiǎomíng   huí       jiā,    māmā    jiù     bǎ   tā    pīpíng-le       yī dùn 

         Xiaoming tornare casa, mamma allora BA lui rimproverare-PFV  un CLF 

         ‘Una volta tornato a casa, Xiaoming è stato rimproverato dalla mamma.’  

    La tipologia delle 情态类把字句 Qíngtài lèi bǎzì jù ‘frasi modali con bǎ’, ha il compito di descrivere la 

fattualità dello stato delle cose (Tang Yili 2022: 15). Cui Xiliang (1995) e Jin Lixin (1997) distinguono fra 

valore ‘potenziale’ 尝试 chángshì, come in (120), e  ‘immediato’ 即时态 jíshí tài, come in (121). 

(120)  考试前一定要把课文再复习复习！ (Tang Yili 2022: 16) 

         kǎoshì qián       yīdìng        yào     bǎ    kè       wén     zài          fùxí         fùxí! 

         esame  prima sicuramente dovere BA lezione testo di nuovo  ripassare-ripassare! 

        ‘I testi della lezione devono essere ripassati prima dell’esame!’ 

 

(121)  他把衣服理了理就出门了。(Tang Yili 2022: 16) 

         tā    bǎ    yīfú       lǐ-le-lǐ            jiù        chū    mén     le 

         lui  BA vestito ordinare-PFV-ordinare allora uscire porta  PF 

        ‘Ha rimesso un po’ a posto i vestiti ed è usc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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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omplementi compatibili 

Il verbo, nella frase facente riferimento a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con il costituente bǎ, può essere seguito da 

una grande varietà di complementi. Nella lingua cinese, i complementi si riferiscono alle componenti del 

predicato che seguono il verbo o l'aggettivo, e includono principalmente il complemento risultativo, 

direzionale, di grado, il complemento di estensione, ecc. Tra questi tipi di complementi, ad eccezione del 

complemento potenziale, tutti gli altri possono essere utilizzati nella costruzione col bǎ (Tang Yili 2022: 16).  

     Poiché le frasi caratterizzate dal costituente bǎ enfatizzano l'influenza o i cambiamenti sull'oggetto target 

di bǎ dovuti all'azione, spesso questo costrutti occorrono con il complemento risultativo, anche di tipo 

direzionale, come in (122). 

(122)  你快把这些东西送过去。(Tang Yili 2022: 16) 

         nǐ   kuài    bǎ    zhè    xiē    dōngxī    sòng-guòqu 

         tu veloce  BA questa CLF    cosa     spedire-passare-andare 

         ‘Veloce, vai a spedire queste cose.’  

    La tipologia modale si riferiscono principalmente ai complementi che seguono verbi o aggettivi e che 

indicano il risultato di un'azione, e sono spesso usati per descrivere o valutare una determinata circostanza. 

Questi avverbi circostanziali sono spesso inseriti nel complemento di grado introdotto da de 得, il quale ha un 

valore risultati. Per esempio: 

(123) 妈妈突然发脾气，把我和我的弟弟骂得莫名其妙。(Tang Yili 2022: 17) 

        Māmā        túrán         fā         píqì,      bǎ  wǒ hé wǒ    de      dìdì          mà-de  mòmíngqímiào 

        Mamma improvviso scattare rabbia, BA io e io MOD fratellino ingiuriare-DE incomprensibile 

       ‘Mamma all’improvviso si arrabbiò ed incomprensibilmente riprese me ed il mio fratellino.’  

In questo tipo di frasi con il bǎ, il complemento che denota il modo e le circostanze può anche essere omesso; 

quindi, in questi casi il 得 de chiude la frase. Spesso in questi casi si trovano verbi come 瞧 qiáo ‘guardare’ e 

看 kàn ‘vedere’ (Tang Yili 2022: 18).  

(124)  瞧把孩子累得。(Tang Yili 2022: 18) 

         qiáo      bǎ     háizǐ       lèi-de 

         guarda BA bambino     stanco-DE 

         ‘Guarda quanto è stanco il bambino.’  

 

La frase con bǎ e ccomplemento con de di grado è solitamente usata nel linguaggio parlato (Tang Yili 2022: 

18). Si veda, quindi, il seguente esempio: 

(125)  这个工作把我累得不得了。(Tang Yili 2022: 18) 

         zhè      ge     gōngzuò     bǎ wǒ    lèi-DE bùdél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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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 CLF    lavoro       BA io stancare-DE estremamente  

         ‘Questo lavoro mi stanca moltissimo.’ 

     Il complemento di estensione si riferisce al complemento, posto dopo il verbo, per indicare la quantità di 

un'azione o di un cambiamento. 

(126)  老师把教室的门重重地敲了几下。(Tang Yili 2022: 19) 

         lǎoshī   bǎ   jiàoshì de   mén   chóngchóng   de    qiāo-le         jǐ     xià 

         maestro BA  aula   MOD   porta ripetutamente AVV bussare-PFV    CLF  volta 

        ‘L’insegnante ha bussato ripetutamente alla porta dell’aula.’  

Il verbo principale può talvolta essere seguito da sintagmi preposizionali introdotti da 于 yú ‘a’ e 向 xiàng 

‘verso’.  

(127)  他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教书育人。(Tang Yili 2022: 19) 

         tā   bǎ    quánbù   de   jīnglì  dōu  yòng- yú     jiāo      shū          yù         rén 

         lui BA    intero     MOD  forza  tutto usare-in  insegnare libro   educare persona 

        ‘Lui dedicò tutte le sue energie ad istruire gli altri.’ 

Questi costrutti sono incompatibili con il “complemento di possibilità” (可能补语 kěnéng bǔyǔ). Quest’ultimo 

infatti indica se le condizioni soggettive e oggettive consentono la realizzazione del risultato, e descrive la 

tendenza di una certa azione, il che è in contrasto con la semantica di base della frase che viene presa in analisi 

(Tang Yili 2022: 20). 

(128)  *我把箱子打得开。 (Tang Yili 2022: 20) 

           wǒ bǎ    xiāngzǐ     dǎ-de-kāi 

           io   BA frigorifero aprire-RIS-aprire 

          ‘Faccio in modo di aprire il frigorifero.’ 

3.3 Il fattore sillabico  

La possibilità o meno di sottintendere la preposizione dipende dalla lunghezza, a livello sillabico, dell'oggetto 

della stessa (Tang Yili 2022: 22). Si vedano, quindi, i due esempi seguenti: 

(129)  我把这本书看完了。(Tang Yili 2022: 22) 

         wǒ bǎ    zhè    běn   shū     kàn    wán     le 

         io  BA  DEM CLF  libro vedere RES PF 

         ‘Ho finito di leggere questo libro.’  

 

(130)  我把这本昨天刚从图书馆借来的小说看完了。(Tang Yili 2022: 22) 

         wǒ bǎ    zhè       běn zuótiān   gāng cóng túshūguǎn    jiè         lái  de xiǎoshuō  kàn    wán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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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BA DEM    CLF     ieri  appena da     biblioteca prestare RES MOD romanzo vedere RES PF 

         ‘Ho finito di leggere il romanzo che, giusto ieri, ho preso in prestito dalla biblioteca.’ 

Se l'oggetto marcato dalla preposizione dopo il soggetto risulta essere di lunghezza considerevole, il marcatore 

frasale bǎ è tipicamente obbligatorio. In altre parole, quanto più un componente è lungo, o quanto più 

complessa è la sua struttura interna, tanto più necessita di essere accompagnato da un marcatore per indicarne 

lo stato sintattico (Lu Bingfu, 2011; in Tang Yili 2022: 22). 

Molti modelli di frase in una potenziale lingua, come può essere la lingua cinese, sono composti da 

“frammenti linguistici” (语块 yǔ kuài), che esistono come unità costitutive dei modelli di frase. Ad esempio, 

nel tipico modello di frase ‘S + BA + O + V + L’, in cui L è il complemento che indica il significato di livello 

locativo, questo è composto da cinque costituenti linguistici, ed in ‘S + BA + O + V + L’ è composto da cinque 

“costituenti linguistici”. Di seguito viene proposto uno schema riassuntivo a riguardo: 

Tabella 3: Parti linguistiche componenti la struttura con il bǎ (Tang Yili 2022: 23) 

Definizione in cinese 实施者 移动对象 移动方式 移动以后的方向或终点 

Definizione in 

italiano 

Agente  

S 

Entità in movimento Metodo di movimento Direzione di movimento 

o punto finale 

Notazione S 把+O V (在；到；向) L 

  

Dopo aver analizzato corpora contenenti lo schema sintattico ‘S + BA + O + V + L’, è stato scoperto che 

quando viene usato questo schema, nel blocco “oggetto in movimento” (BA + O), si tende a scegliere un blocco 

con una lunghezza sillabica breve come oggetto di bǎ. (Tang Yili 2022: 23) 

 

3.4 Interazione con determinanti verbali 

Ci sono due tipi di modificatori avverbiali nelle frasi in bǎ. Il primo tipo è il modificatore avverbiale che 

viene interpretato dal sintagma preposizionale ‘BA + O’. Questo tipo di modificatore avverbiale è molto 

importante: esso rappresenta la chiave della frase con il costituente bǎ e viene usato per formare la frase stessa. 

L'altro tipo di modificatore avverbiale è connesso ad altri sintagmi preposizionali, avverbi, aggettivi, ecc., che 

vengono usati per modificare la frase in bǎ. Il modificatore avverbiale di cui si va trattando in questa sede si 

riferisce a quest'ultimo (Tang Yili 2022: 25).  

La posizione dei modificatori avverbiali nelle frasi in bǎ è relativamente complessa. Alcuni possono 

comparire solo prima dello stesso, altri solo prima dei verbi, e altri ancora possono comparire sia prima della 

parola di natura preposizionale che del verbo stesso. Gli avverbi posti prima della preposizione sono 

principalmente dei seguenti tipi: In primo luogo, avverbi come 便 biàn ‘quindi’, 就 jiù ‘allora’, 才 cái ‘appena’, 

zài, svolgono un ruolo di collegamento.  

(131) a. 他吃晚饭便把碗洗干净了。 (Tang Yili 2022: 24)   

            tā      chī      wǎnfàn biàn bǎ      wǎn     xǐ-gānjìng-le 

            lui mangiare cena    allora   BA ciotola lavare-pulito-P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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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 cena e poi lava bene la ciotola.’ 

 

(132)       b. *他吃完饭把碗便洗干净了。 (Tang Yili 2022: 24)   

             tā       chī      wǎnfàn     bǎ   wǎn     biàn  xǐ-gānjìng-le 

             lui mangiare  cena    BA   ciotola allora lavare-pulito-PFV 

             ‘Dopo aver cenato ha lavato bene la ciotola.’ 

 

In secondo luogo, gli avverbi, come i verbi modali e i nomi di tempo sono solitamente collocati in posizione 

anteriore rispetto alla preposizione bǎ.  

(133) a. 我可以把这支笔拿走吗？ (Tang Yili 2022: 25)   

            wǒ kěyǐ     bǎ   zhè    zhī   bǐ       ná-zǒu ma? 

            io potere   BA questo CLF penna portare-andarsene PF 

            ‘Posso portare via questa penna?’ 

 

(134)       b. *我把这支笔可以拿走吗?  (Tang Yili 2022: 25)   

             wǒ bǎ   zhè      zhī       bǐ      kěyǐ        ná-zǒu ma? 

             io  BA DEM   CLF  penna potere portare-andarsene PF 

             ‘Io posso fare in modo di prendere questa penna?’ 

In terzo luogo, quando il modificatore avverbiale si riferisce a uno stato mentale del soggetto, il modificatore 

avverbiale viene solitamente posizionato prima della preposizione (Tang Yili 2022: 25).  

(135) a. 我不小心把一根很粗的鱼刺吞下去了。 (Tang Yili 2022: 25)   

           wǒ bùxiǎoxīn bǎ  yī    gēn hěn        cū de      yú      cì       tūn-xiàqù-le 

           io inavvertitamente BA una CLF molto spessa MOD pesce lisca ingoiare-scendere-andare-PFV 

           ‘Inavvertitamente, ho ingoiato una grossa lisca di pesce.’ 

 

      b. *我把一根很粗的鱼刺不小心吞下去了。(Tang Yili 2022: 25)   

            wǒ bǎ   yī gēn   hěn     cū        de     yú     cì     bù    xiǎoxīn      tūn-xiàqù-le 

            io   BA un CLF molto spesso MOD pesce lisca inavvertitamente ingoiare-scendere-andare-PFV 

In quarto luogo, gli avverbi di negazione bù e méi vengono solitamente posizionati prima della marca. Per 

esempio: 

(136) a. 我没把比赛失败的事情告诉父母。 (Tang Yili 2022: 25)   

            wǒ    méi  bǎ  bǐsài    shībài    de    shìqíng   gàosù fùmǔ 

            io   NEG BA partita sconfitta MOD  situazione dire genito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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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o non ho accennato al fatto della sconfitta ai miei genitori.’ 

 

       b. *我把比赛失败的事情没告诉父母。 (Tang Yili 2022: 25)   

             wǒ bǎ   bǐsài   shībài      de shìqíng méi  gàosù fùmǔ 

             io   BA partita sconfitta MOD   cosa    NEG dire genitori 

            ‘Io ho fatto in modo di non dire della sconfitta ai genitori.’ 

In alcune strutture idiomatiche, gli avverbi di negazione possono essere posizionati prima del verbo nella 

frase con il costituente, come nella frase seguente:  

(137)  你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Tang Yili 2022: 26)   

         nǐ     tài      bù    bǎ    rén       fàng-zài     yǎn      lǐ         le 

         tu  troppo NEG BA persona mettere-stare occhio dentro PF  

         ‘Sei una persona troppo sprezzante nei confronti degli altri.’  

Gli avverbi 单 dān ‘unico’, 光 guāng ‘del tutto’, 尽 jǐn ‘celermente’, 只 zhǐ ‘solamente’, se hanno valore 

restrittivo riferito all'oggetto di bǎ, possono essere posizionati solo prima del carattere bǎ (Tang Yili 2022: 26).  

(138) a. 她只把这个房间打扫干净了。 (Tang Yili 2022: 26)   

             tā        zhǐ         bǎ   zhè  gè  fángjiān dǎsǎo-gānjìng-le 

             lei solamente  BA questa CL stanza    spazzare-pulito-PFV 

               ‘Lei ha spazzato solo questa stanza.’ 

        b.  *她把这个房间只打扫干净了。 (Tang Yili 2022: 26)   

               tā bǎ     zhè    ge fángjiān    zhǐ       dǎsǎo-gānjìng-le 

               lei BA questo CLF stanza solamente spazzare-pulito-PFV 

 

Inoltre, se il gruppo preposizionale locativo indica che l'oggetto di bǎ è posto in un certo luogo, di solito viene 

posizionato prima del bǎ (Tang Yili 2022: 26).  

(139) a.我在教室里把明天的作业准备好了。 (Tang Yili 2022: 26)   

            wǒ zài  jiàoshì lǐ      bǎ    míngtiān     de zuòyè     zhǔnbèi    hǎo     le   

            io    in     aula dentro BA      domani    MOD compiti preparare-finire-PFV 

            ‘Ho finito i compiti per domani in aula.’  

   

        b. *我把明天的作业在教室里准备好了。(Tang Yili 2022: 26)   

              wǒ bǎ míngtiān de zuòyè   zài jiàoshì     lǐ      zhǔnbèi hǎo     le 

              io   BA domani MOD compiti in  aula  dentro preparare-finire-PFV 

Tuttavia, se il gruppo locativo introdotto da zài si riferisce all'oggetto di bǎ, ma no alla posizione dell'Agente, 

viene solitamente posizionato prima del verbo (Tang Yili 202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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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a. 我把手在盆里洗了洗。(Tang Yili 2022: 27)   

            wǒ    bǎ    shǒu   zài      pén           lǐ       xǐ -le-xǐ 

            io     BA    mano in lavandino    dentro lavare-PFV-lavare 

            ‘Mi sono lavato le mani nel lavandino.’ 

 

       b. *我在盆里把手洗了洗。(Tang Yili 2022: 27)   

             wǒ  zài     pén        lǐ     bǎ   shǒu     xǐ -le-xǐ 

             io    in lavandino dentro BA mano lavare-PFV-lavare 

 

 

 

 

   I modificatori avverbiali che esprimono la direzione o il percorso di un'azione vengono collocati prima del 

verbo (Tang Yili 2022: 26).  

(141) a. 别把垃圾到处乱扔。 (Tang Yili 2022: 26)   

           bié             bǎ     lājī           dàochù        luàn          rēng. 

           IMP.NEG BA spazzatura dappertutto caoticamente gettare. 

           ‘Non gettare la spazzatura dappertutto.’  

 

       b. *别到处乱把垃圾扔。(Tang Yili 2022: 26)   

             bié               dàochù       luàn        bǎ        lājī          rēng.  

             Imp.Neg. dappertutto caoticamente BA  spazzatura  gettare.  

            ‘Non buttare dappertutto la spazzatura.’ 

Anche gli avverbi di quantità indefinita come 全 quán ‘tutto’, 都 dōu ‘tutto’, 全通 quán tōng ‘tutto’ (Tang 

Yili 2022: 27) precedono direttamente il verbo. 

(142) a. 他把房间全打扫干净了。 (Tang Yili 2022: 27)   

            tā   bǎ fángjiān   quán  dǎsǎo-gānjìng-le 

            lui BA stanza     tutta    spazzare-pulire-PFV 

            ‘Ha pulito per bene tutta la stanza.’ 

 

        b. *他全把房间打扫干净了。 (Tang Yili 2022: 27)   

              tā quán bǎ fángjiān dǎsǎo-gānjìng-le 

              lui tutto BA stanza spazzare-pulire-PFV 

              ‘Lui ha del tutto pulito la stanza.’ 



71 

 

In generale, l'ordine dei modificatori avverbiali è conforme al principio di “prossimità semantica”, ovvero, 

quanto più i componenti sono vicini in relazione semantica, tanto più vicini sono in posizione sintattica. (Jin 

Lixin, 2007; in Tang Yili 2022: 27). 

3.5.1 Principali avverbi  

Ci sono anche modificatori avverbiali che possono essere precedere o seguire la costruzione con il bǎ. Questo 

è il caso degli avverbi di modo come 纷纷 fēnfēn ‘copiosamente’, 特意 tèyì ‘specificamente’, 著意 zhuóyì 

‘intenzionalmente’, 偷偷 tōutōu ‘furtivamente’, 悄悄 qiāoqiāo ‘di soppiatto’, 顺手 shùnshǒu ‘agevolmente’ 

ecc (Tang Yili 2022: 28).  

Lo stesso vale per gli avverbi di frequenza, come 经常  jīngcháng  ‘spesso’, e per quelli che esprimono 

ripetizione, come zài, 又 yòu ‘nuovamente’, hái, possono essere posizionati prima del bǎ o prima del verbo 

principale.  

(143) a. 你再把那本书看⼀遍吧！ (Tang Yili 2022: 28) 

            nǐ        zài             bǎ    nà     běn   shū     kàn      yī    biàn   ba! 

            tu nuovamente   BA   questo CLF libro guardare una CLF PF 

            ‘Da un’altra sfogliata a quel libro!’ 

 

       b.  你把那本书再看⼀遍吧！ (Tang Yili 2022: 28) 

            nǐ bǎ     nà    běn  shū       zài                kàn      yī   biàn    ba! 

            tu BA questo CLF libro nuovamente guardare una CLF PF! 

 

Quando la semantica del modificatore avverbiale può riferirsi sia al verbo principale che all'oggetto, il 

modificatore avverbiale può essere posizionato prima della preposizione, o prima del verbo (Tang Yili 2022: 

29). Naturalmente, ci sono sottili differenze nella semantica della frase quando il modificatore avverbiale è 

posizionato prima del bǎ o prima del verbo principale. 

(144) a. 他一本一本地把买来的新书摆放在书架上。 (Tang Yili 2022: 29) 

           tā    yī běn yī         běn  de    bǎ      mǎi-lái    de    xīn   shū     bǎifàng zài    shūjià shàng 

           lui uno CLF uno CLF  AVV  BA comprare-venire MOD nuovo libro mettere in mensola su 

          ‘Ha sistemato, uno per uno, i nuovi libri che aveva comprato sullo scaffale.’ 

 

      b.  他把买来的新书一本一本地摆放在书架上。(Tang Yili 2022: 29) 

           tā    bǎ      mǎi-lái     de   xīn      shū yī    běn   yī   běn       de   bǎifàng    zài shūjià   shàng 

           lui BA comprare-venire AVV nuovo libro uno CLF uno CLF     MOD   mettere   in mensola su 

           ‘Ha sistemato i libri che aveva comprato uno per uno sullo scaff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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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e, quando il gruppo locativo indica dove l'oggetto di bǎ inizia a subire gli esiti dell'azione, può essere 

posizionato prima della preposizione o prima del verbo principale (Tang Yili 2022: 29).  

(145) a. 他从地上把钱包捡起来了。 (Tang Yili 2022: 29) 

            tā cóng     dì   shàng bǎ   qiánbāo         jiǎn-qǐlái-le 

            lui da     terra  su   BA portafogli raccogliere-sollevare-venire-PFV 

           ‘Ha raccolto da terra il portafoglio.’  

 

      b.  他把钱包从地上捡起来了。(Tang Yili 2022: 29) 

           tā   bǎ    qiánbāo cóng      dì    shàng        jiǎn-qǐlái-le 

           lui BA portafoglio da      terra    su raccogliere-sollevare-venire-PFV 

 

3.5.2 Posizione flessibile degli avverbi di negazione 

Nella maggior parte dei libri di testo di lingua cinese moderna si sottolinea che gli avverbi di negazione sono 

tipicamente collocati prima la costruzione con bǎ. Come evidenziato da Tang Yili, n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ci sono molti avverbi di negazione che possono apparire prima del costituente bǎ, come bù, méi 

(yǒu), bié, 莫 mò ‘non’, wèibì, 休 xiū ‘non’, 勿 wù ‘non’ ecc. I primi tre sono solitamente usati nel linguaggio 

parlato, mentre gli ultimi quattro sono solitamente usati nel linguaggio scritto. 

    Quando utilizzatoi in una frase con il costituente bǎ, la portata della negazione risulta ambigua: può negare 

l'oggetto del costituente o il componente verbale che segue l'oggetto di bǎ.  

Nelle frasi con avverbi di negazione, ci sono molti tipi di componenti verbali che compaiono in coda 

all’enunciato. Questi possono essere un verbo semplice più -le, o un complemento verbale, complemento di 

risultato, complemento direzionale, ecc. Il motivo per cui è considerato grammaticalmente corretto anteporre 

avverbi di negazione al costituente è direttamente correlato alla semantica delle frasi comprendenti la particella 

stessa. Il formato di base delle frasi in bǎ è ‘S + BA + O + V’ (Tang Yili 2022: 30). Poiché V descrive un certo 

cambiamento nell'oggetto O dovuto a una certa azione, allora, come semantica di base delle frasi in bǎ, ciò che 

viene messo in risalto è sicuramente lo stato di O dopo il cambiamento, ovvero “cosa è successo all’oggetto” 

(Tang Yili 2022: 30). In generale, il verbo non può essere negato direttamente, e l'avverbio negativo deve essere 

posizionato prima di bǎ (Tang Yili 2022: 30). Con l’aggiunta di méi, il -le, che seguirebbe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deve venire omesso.  

N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non ci sono molti avverbi di negazione che possono apparire dopo bǎ: quelli 

più comunemente usati sono bù e méi yǒu.  

Talvolta la collocazione dell’avverbio di negazione può variare mantenendo sostanzialmente invariata la 

semantica.  

(146) a. 这些人把他完全不放在眼里。 (Tang Yili 202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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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è    xiē     rén     bǎ  tā     wánquán       bù       fàng       zài   yǎn      lǐ 

            DEM CLF persona BA lui completamente NEG mettere-stare occhi in 

            ‘Queste persone lo ignorano completamente.’ 

 

         b. 这些人不把他完全放在眼里。(Tang Yili 2022: 32) 

             zhè     xiē      rén       bù    bǎ  tā wánquán fàng      zài     yǎn    lǐ 

             DEM CLF persone NEG BA lui del tutto mettere-stare occhi in 

             ‘Queste persone non lo prendono affatto sul serio.’ 

In presenza di sostituiti indefiniti con quantificazione universale, gli avverbi di negazione devono seguire 

questi ultimi (Tang Yili 2022: 32).  

(147) a. 她把什么都不当一回事。 (Tang Yili 2022: 32) 

            tā   bǎ   shénme dōu  bù     dāng     yī   huí     shì 

            lei BA    qualsiasi.cosa  tutto NEG considerare una CLF cosa  

             ‘Lei non prende niente sul serio.’  

 

         b. *她不把什么都当一回事。 (Tang Yili 2022: 32) 

               tā    bù    bǎ shénme dōu     dāng    yī   huí   shì 

               lei NEG BA  qualsiasi.cosa    tutto considerare una CLF cosa 

In alcuni idiomi colloquiali, gli avverbi di negazione bù e méi possono essere posizionati più liberamente prima 

o dopo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con il costituente bǎ. Secondo le ricerche svolte da Li Shuangjian 李双剑 e Chen 

Zhenyu 陈振宇 (2014; in Tang Yili 2022: 32), il pattern che prevede l'inserimento della parola di carattere 

negativo dopo bǎ è un fenomeno già ben visibile nel Cinese Moderno Standard, ma non è stato ancora 

pienamente sviluppato e mantenuto. L'emergere di questo tipo di marca negativa è correlato alle condizioni di 

carattere negativo, alle condizioni del valore informativo, del focus argomentativo, dell’argomento stesso e al 

discorso presenti in questo schema sintattico (Tang Yili 2022: 32). 

Va notato che, rispetto a bù, l'avverbio negativo méi è più adatto ad apparire nella frase con bǎ. Ciò è legato 

alla semantica della frase con bǎ, e anche al fatto che l'avverbio negativo méi è spesso usato per negare il 

completamento o l'esperienza di un'azione, ovvero, per negare un evento che è già accaduto. Per esempio: 

(148) a. 他没把房间打扫干净。 (Tang Yili 2022: 33) 

             tā    méi   bǎ fángjiān dǎsǎo-gānjìng 

             lui NEG BA stanza  spazzare-pulito 

            ‘Lui non ha pulito la stanza.’ 

 

         b. *他不把房间打扫干净。 (Tang Yili 202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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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ā bù bǎ fángjiān dǎsǎo-gānjìng 

               lui NEG BA stanza spazzare-pulito 

               ‘Lui non pulisce la stanza.’ 

 

    La forma negativa della frase con il costituente è uno dei punti chiave dell'insegnamento de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Con l'introduzione delle parole negative, la struttura della frase diventa più complessa. Spesso, gli 

studenti comprendono il significato negativo e il tono negativo che vogliono esprimere, ma spesso commettono 

errori dovuti all'ordine delle parole di senso negativo.  

Per consentire agli studenti di padroneggiare meglio l'uso negativo della frase con il costituente, gli 

insegnanti non devono attendere la fase di livello intermedio dell'insegnamento (Tang Yili 2022: 33). 

3.5 Prerequisiti semantici e sintattici 

A volte, la scelta di usare frasi con il costituente bǎ non è dovuta esclusivamente ad esigenze di espressione 

semantica, ma anche a restrizioni sintattiche strutturali, ovvero: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richiede l'uso di frasi bǎ. 

In primo luogo, quando un ente determinato si muove o cambia la sua relazione a causa di un'azione, in 

generale, dovrebbe essere usato bǎ (Tang Yili 2022: 35).  

(149)  他把老师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Tang Yili 2022: 36) 

           tā     bǎ   lǎoshī      de   huà      láoláo        de       jì-zài-le      xīn      lǐ 

           lui  BA insegnante MOD parola fermamente AVV ricordare-stare-PFV cuore dentro 

          ‘Si è impresso nella mente le parole che l’insegnante gli disse.’ 

In secondo luogo, quando una certa cosa si trasforma in un'altra, o viene identificata come un'altra cosa a 

causa di una certa azione, si usa generalmente la frase con il costituente bǎ. Il verbo stesso contiene chéng, 为

wèi ‘per’, 作 zuò ‘fare’, o usa i medesimi come complemento di risultato, ad esempio ‘BA + O + V + 成’, ‘BA 

+ O + V + 为’, ‘BA+O+V+ 作’ (Tang Yili 2022: 36). Si veda i seguenti esempi:  

(150)  姐姐把房间的墙壁刷成了粉色。(Tang Yili 2022: 36) 

           jiějiě                    bǎ  fángjiān  de  qiángbì     shuā-chéng-le     fěnsè 

           sorella maggiore BA  stanza   MOD     muro verniciare-trasformare-PFV   rosa 

           ‘La sorella maggiore ha dipinto la parete della stanza di rosa.’ 

In terzo luogo, quando un avverbio che indica una quantità imprecisata come o dōu o quán viene usato prima 

del verbo principale per riassumere l'oggetto dopo bǎ, di solito si usa una frase con il costituente. Per esempio: 

(151)  我已经把妈妈的话都忘了。(Tang Yili 2022: 36) 

           wǒ yǐjīng bǎ    māmā  de  huà       dōu       wàng - le 

           io   già    BA mamma MOD parole   tutto dimenticare-P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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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 già dimenticato tutte le parole di mamma.’  

In quarto luogo, quando il verbo principale regge oggetto diretto e indiretto, in particolare se gli oggetti sono 

polisillabici, si usa solitamente la frase con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con bǎ.  

(152) a. 张亮把李红要走的消息告诉了正在公司上班的同事。 (Tang Yili 2022: 36) 

              Zhāngliàng bǎ   Lǐhóng   yào    zǒu      de     xiāoxī  gàosù-le   zhèngzài gōngsī shàngbān de tóngshì 

              Zhangliang BA Lihong dovere camminare  MOD notizia dire-PFV adesso ditta  lavorare MOD  colleghi 

             ‘Zhangliang ha informato i colleghi che stanno lavorando in ufficio la notizia che Lihong dovrà        

              andarsene.’  

 

        b.  *张亮告诉了正在公司上班的同事李红要走的消息。(Tang Yili 2022: 36) 

               Zhāngliàng gàosù   le  zhèngzài gōngsī shàngbān de tóngshì Lǐhóng      yào          zǒu       de xiāoxī 

               Zhangliang    dire PFV adesso  ditta   lavorare  MOD collega Lihong dovere camminare MOD notizia 

              ‘Zhangliang ha detto ai colleghi che lavorano nella ditta la notizia che Lihong dovrà andarsene.’ 

              

Tuttavia, se le sillabe del complemento oggetto indiretto sono più brevi e semplici, e quelle del complemento 

oggetto diretto sono più lunghe e complesse, la frase comprendente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con il costituente bǎ 

può essere omessa (Tang Yili 2022: 37).  

3.8 Compatibilità 

Era presente, fino al secolo scorso, una teoria secondo cui la funzione della frase con la marca bǎ fosse quella 

di anticipare l'oggetto postverbale, quindi, la stessa può essere vista come una variante della frase SVO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in Tang Yili: 42).  

Secondo l’autore, questa affermazione risulta insostenibile, poiché, esistono un gran numero di frasi con tale 

struttura sintattica che non possono essere ridotte a frasi SVO (Tang Yili 2022: 42).  

(221) a. 老师把画挂在了墙上。 (Tang Yili 2022: 42) 

              lǎoshī        bǎ     huà        guà- zài- le    qiáng shàng 

              insegnante BA quadro appendere-stare-PFV muro   su 

              ‘L’insegnante ha appeso il quadro al muro.’ 

  

         b. *老师挂画在墙上。 (Tang Yili 2022: 42) 

               lǎoshī            guà        huà       zài   qiáng  shàng 

               insegnante appendere quadro stare muro    su 

               ‘L’insegnante appende il quadro al muro.’ 

Si può osservare, quindi, che non tutte le frasi in bǎ possono essere ridotte alla struttura S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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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do vengono insegnate le frasi con il costituente bǎ a studenti di livello elementare, spesso vengono 

confrontate le frasi con quelle dell’ordine SVO. Questo accade perché sia gli autori dei libri di testo, che gli 

insegnanti, generalmente ritengono che le frasi SVO siano il primo schema sintattico che gli studenti imparano, 

e ritengono che siano le più espressive delle frasi con la costruzione sintattica finora analizzata. 

La relazione semantica tra le due è la stessa, quindi possono essere progettati esercizi per trasformarle. 

L'intento originale della progettazione di esercizi di trasformazione è quello di aiutare gli studenti a 

padroneggiare le frasi con il costituente bǎ in modo più efficace, ma spesso si ottiene l'effetto opposto. 

Nell'apprendimento e nella conversazione quotidiana, gli studenti non hanno chiare le specifiche differenze 

semantiche tra le due strutture sintattiche e, quindi, spesso non sanno come scegliere tra di esse. Gli insegnanti 

devono aiutare gli studenti a distinguere le differenze semantiche tra le due strutture sintattiche (Tang Yili 2022: 

44). Si veda il seguente esempio: 

(222)  他卖了房子。(Tang Yili 2022: 44) 

           tā     mài-le    fángzǐ 

           lui vendere-PFV stanza 

          ‘Lui ha venduto la stanza.’ 

 

    Da una prospettiva puramente intuitiva, la differenza più evidente tra le frasi in bǎ e quelle SVO risiede 

nell'ordine de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La forma della frase è determinata dal modo in cui un osservatore compie 

l’azione di osservare un oggetto e dai diversi aspetti che esso mette in evidenza. In specifiche espressioni 

verbali, il significato trasmesso varia a seconda de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scelta dal parlante. Diverse strutture 

sintattiche conferiscono inevitabilmente una semantica strutturale distinta alla frase. 

Gli oggetti, nei due tipi di frasi, si riferiscono a cose diverse. Nel flusso del discorso, poiché le informazioni 

della frase sono tipicamente disposte dal vecchio al nuovo, l'oggetto in una frase SVO, in quanto nuova 

informazione nella frase, è spesso indefinito. Nelle frasi con il costituente, l'oggetto è spesso definito e posto 

prima del verbo principale, mentre il verbo principale e i suoi componenti associati sono posti alla fine della 

frase. Come risulta possibile intuire, l'informazione focale di una frase è tipicamente posta alla fine.  

Pertanto, nelle frasi, il verbo principale e i suoi componenti associati, in quanto risultato, condizione o stato 

di cambiamento dell'azione, diventano il contenuto principale dell'intera frase e il focus semantico o punto 

focale dell'intera frase.  

Una delle funzioni principali della frase è quella di contrassegnare il verbo principale e i suoi componenti 

associati come focus, enfatizzando così una determinata azione e il suo risultato. La frase stessa è un modello 

sintattico comune che mostra il focus alla fine della frase. 

    L'oggetto della frase, che funge da argomento secondario, dovrebbe essere posto prima del verbo principale. 

In quanto informazione esistente, l'argomento secondario ha, naturalmente, una componente definita.  

Inoltre, dal punto di vista della struttura complessiva della frase, sebbene sia la frase SVO sia la frase in bǎ 

esprimano il significato di "disposizione", ovvero il soggetto causa il cambiamento dell'oggetto, la frase, ol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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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sprimere il significato di “disposizione”, esprime anche il controllo soggettivo del soggetto sull'oggetto, 

cosa che la frase SVO non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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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olo 4: Implicazioni didattiche 
4.1 Processi coinvolti nell’apprendimento 

Prima di introdurre i possibili metodi didattici sull’uso del bǎ, è necessario un cenno ai processi cognitivi 

implicati nell’apprendimento, di come si sviluppa la mente nel mentre del processo di acquisizione e quali 

potrebbero essere i metodi di insegnamento susseguenti alle considerazioni svolte.  

L’apprendimento, prima di tutto, può essere considerato come l’insieme dei comportamenti e dei processi 

psicologico-cognitivi che un discente pratica, con l’avanzare del tempo, all’interno di un contesto definito. 

(Hilgard e Bower 1970; in Cornoldi et al. 2018: 16).  

Questo metodo di ricerca risulta essere di grande impatto, ma, nonostante ciò, adottando un approccio 

epistemologico tout court, non risulta possibile scartare teorie che facciano riferimento all’essere umano 

concepito in modo olistico.  

Un primo processo fondamentale nell’apprendimento di una lingua straniera risulta essere la lettura. Arnoldi 

(2018), per dare una dimostrazione di quanto sia fondamentale considerare in modo olistico i diversi fattori, 

che risultano, comunque, interrelati, prende in esame il processo di “lettura”. Secondo gli studiosi, possono 

essere presi in considerazione i seguenti micro-processi che hanno luogo nel macro-processo della lettura:  

Di seguito, viene fornita una lista riassuntiva a riguardo.  

1.  Attivare conoscenze di memoria a lungo termine: memorizzazione esperienziale delle strutture   

     grammaticali. 

2.  Riconoscere parole: attraverso la corteccia cerebrale, vi è il riconoscimento dei caratteri. 

3.  Attribuire un significato alle parole: tramite ciò che viene insegnato, si assegna ad ogni carattere un    

     eventuale significato.  

4.  Sviluppare un’idea generale del testo: capacità di sintesi mediante processi di acquisizione   

     esperienziale. 

5.  Avvertire eventuali difficoltà.  Possibilità di trovare caratteri che non si conoscono.  

6.  Fare predizioni sul seguito.  Imparare a costruire informazioni su informazioni.  

 

Tutti questi aspetti, appena elencati poco sopra, risultano essere elementi fondamentali nello studio dei 

processi psichici, e parti integranti dello sviluppo del processo psichico stesso.  

In questo campo, la psicologia comportamentale si è avvale dell’analisi dei tempi rapidi con cui la mente 

risponde alle singole operazioni e della differenza di questi tempi, dello studio dei comportamenti associati e 

dei correlati biologici, come, per esempio, delle aree cerebrali che si attivano e svolgono processi durante 

l’esecuzione del compito.  

Un altro importante processo a cui poter fare riferimento è il cosiddetto “apprendimento implicito”, durante 

il quale, senza accorgersene, il soggetto impara cose nuove.  

Nello studio dell’acquisizione, da parte dei potenziali discenti, della grammatica di una determinata lingua, 

come può essere 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devono essere presi in considerazione due approcci 



79 

 

fondamentali: quello comportamentista, brevettato negli Stati Uniti d’America negli anni ’20 del ventesimo 

secolo, per poi giungere, conseguentemente, all’approccio pavloviano, approccio il quale, sostanzialmente, 

indica che il cervello apprende attraverso la ripetitività di certi meccanismi insiti in un determinato sistema 

fisico.  

Per fare un esempio, i caratteri cinesi sia semplificati che tradizionali, non risultano essere che la 

riproposizione, più complessa e, quindi, macroscopicamente differente, dei radicali. Proprio per questo motivo, 

volessimo fare un esperimento in cui il radicale 扌 shǒu ‘mano’, che indica “mano”, venga ripresentato in più 

caratteri, una componente dei quali risulta essere questo radicale, allora sarebbe possibile instillare, nella mente 

del discente, un collegamento diretto tra il radicale stesso ed il carattere di cui esso faccia parte.  

Questo avviene poiché, una delle capacità fondamentali del cervello è quella di acquisire e storicizzare 

informazioni che, a livello primigenio e storico, permettevano all’individuo di acquisire ed imparare 

informazioni sul mondo, ovvero sullo stato fenomenico delle cose, cioè che garantisce la sua stessa 

sopravvivenza.  

Di conseguenza, nonostante l’acquisizione di un radicale cinese non rientri nell’ambito delle informazioni 

che risultano fondamentali per il cervello, facendo quindi parte del dominio della memoria e breve termine, 

risulta comunque possibile, attraverso processi di memorizzazione, i quali richiedono tempo per essere 

assimilati, di imparare che il radicale citato poc’anzi significa “mano”, dando la possibilità al discente di 

riconoscerlo in altre parole, anche più complesse.  

Secondo la teoria comportamentista, ciò che l’essere umano risulta essere da adulto è il risultato esperienziale 

di micro-processi di apprendimento avvenuti durante tutto l’arco della crescita dell’individuo, dimodoché egli 

sappia discernere ciò che è giusto da ciò che è sbagliato. Anche queste considerazioni stanno alla base dello 

sviluppo dei caratteri cinesi. 

Possiamo, infatti, fare un esempio: il carattere 好 hǎo ‘bene’, uno dei primi caratteri che vengono insegnati 

ai discenti della lingua cinese, risulta essere un carattere già complesso, costituito da 女 nǚ ‘donna’ e 子 zǐ 

‘figlio’, ovvero “femmina e figlio”, in modo metonimico concepito come “madre” e “figlio”.  

Ma, il fenomeno situazionale che racchiude i due elementi di “madre e figlio”, può essere concepito come 

una espressione polirematica, dal macro-significato di “bene”.  

Questo risulta essere un fenomeno concepito dall’esperienza di chi avesse stabilito che la “famiglia”, intesa 

come unità di “madre e figlio”, fosse positivo e quindi da categorizzare nell’ambito dell’esperienza sensibile.  

Apprendimenti associativi stanno alla base anche di processi di acquisizione relativamente complessi. Si 

ritiene che l’apprendimento dei vocaboli della propria lingua sia largamente associato alla capacità di collegare 

due elementi che sono stati presentati più volte in associazione. Tuttavia, secondo Chomsky (1957; in Cornoldi 

2018: 26), non tutti gli apprendimenti sono basati sulla acquisizione di associazioni, ma la capacità di 

apprendimento aumenta con l’avanzare dell’età.  

A livello rappresentativo, secondo Bruner (1990; in Cornoldi 2018: 26), l’insegnante deve stabilire “esiti, 

mezzi e confini”, indirizzando la conoscenza e, quindi, l’apprendimento del discente. In Dewey (1954;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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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oldi 2018: 26) lo studente diventa “artefice e costruttore” delle proprie conoscenze anche attraverso la 

sperimentazione concreta, per poi immedesimarsi e rappresentarsi in modo personale la conoscenza.  

Secondo il modello psicologico teorizzato sempre da Bruner (1990), il bambino, quale ente pensante, impara 

dal concreto, per poi assurgere, in un secondo momento, all’astratto.  

Parallelamente, è qui possibile fare un raffronto con un discente di lingua cinese. Il discente stesso, prima di 

tutto, deve impattare con la “pragmatica della lingua”, ovvero come essa suona, come viene scritta, come si 

pronuncia e come capirla, per poi, in un secondo momento, saperla padroneggiare astrattamente, ovvero da un 

punto di vista più spiccatamente intellettuale.  

Prima di tutto, durante la formazione del discente, egli deve, come sia logico pensare, prestare attenzione 

all’ambiente che lo circonda. D’altronde, se, durante una lezione, quest’ultimo non prestasse attenzione ma 

fosse distratto da fattori esterni, sarebbe deleterio alla elaborazione processuale delle informazioni che 

contribuirebbero allo sviluppo ed all’acquisizione dell’informazione stessa.  

L’attenzione del discente risulta essere quella “competenza” cognitivo-comportamentale, insieme di 

processi e funzioni, che permette allo stesso di discriminare le informazioni che fanno parte dell’ambiente 

circostante, al fine di poterle automaticamente setacciare ed usare ai suoi fini, persino attribuire loro un 

significato. Quest’ultima può essere divisa nelle seguenti categorie: 

1.  Attenzione selettiva: capacità di discriminare le informazioni utili e giuste dalle informazioni inutili e 

scorrette. 

2.  Attenzione mantenuta: capacità di mantenere un alto grado di attenzione durante il processo di 

acquisizione.  

3.  Attenzione focalizzata: capacità di concentrarsi su un determinato aspetto dei livelli di informazione. 

4.  Attenzione divisa: capacità di prestare attenzione a diversi aspetti collaterali dell’informazione. 

5.  Attenzione soggetta a spostamento: capacità di spostarsi da un livello informazionale ad un altro.  

 

    La prima elencata, ovvero l’attenzione selettiva, la quale costituisce la parte più importante di tutto il 

processo cognitivo, è quella parte del processo stesso che elabora tutte le informazioni possibili che colpiscono, 

in un dato istante, gli organi di senso, come potrebbe essere il carattere bǎ, oppure i ricordi storicizzati, ovvero 

gli stimoli interni, come potrebbe essere il ricordo inconscio di una relativa frase con il costituente bǎ.    

Tutto ciò consentendo soltanto ad alcune informazioni di passare a successivi stadi di elaborazione mentale.  

Questo risulta essere logicamente intendibile, poiché vi sono, nella realtà fenomenica, di cui tutti gli individui 

sono parte, una serie di fattori che possono o non possono inficiare sull’ambiente situazionale in cui l’individuo 

stesso si ritrova. Esistono tre tipi di attenzione che il discente di una determinata disciplina utilizza nel processo 

di elaborazione cognitivo-acquisitiva.  

Un primo processo che permette l’attivazione generale del sistema di elaborazione, volto a favorire 

l’intercettazione dei cambiamenti nell’ambiente.  

Per questo motivo, se, da una frase che, spiegata attraverso un focus sulla preposizione bǎ, passi ad una frase 

con la marca del passivo bèi, il discente lo avvertireb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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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secondo processo si pone il compito di orientare e focalizzare le risorse di elaborazione verso 

informazioni oggetto del nostro interesse. Proprio in causa di ciò, durante la spiegazione di una determinata 

frase con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risulta possibile definire tre livelli specifici in cui operare, la sottostruttura 

dell’enunciato di riferimento,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dell’enunciato di riferimento e, infine, la sovrastruttura 

della realtà fenomenica da cui dipende il contesto situazionale. Un terzo processo, invece, si focalizza sulle 

risorse attentive.  

Quest’ultima risulta essere la capacità di concentrarsi sull’oggetto o il campione ristretto dei simboli che ci 

interessa e di elaborare in modo privilegiato le informazioni rilevanti.  

Analizziamo, quindi, la seguente frase:  

(223)  你把名字写在这上面。(Wong 2022: 338) 

       nǐ    bǎ     míngzì     xiě         zài   zhè   shàngmiàn 

       tu  BA    nome     scrivere  stare  questo     sopra 

       ‘Il tuo nome, lo scrivi qui sopra.’ 

    In questa frase, complessa nella sua struttura, nel caso sia stato anticipato ai discenti che la lezione della 

giornata verrà incentrata sulla preposizione bǎ, il focus cognitivo-comportamentale del discente sarà, prima di 

tutto, sul significato che sottende alla frase, in secondo luogo sulla preposizione stessa e, di conseguenza, sulla 

struttura cui dover fare riferimento.  

    Come è stato anticipato poc’anzi, i processi mentali intrinseci all’acquisizione di determinate informazioni 

vanno dal concreto all’astratto: si parte da informazioni di base, ovvero il significato della frase, per giungere 

ad acquisizioni più complesse, ovvero la sintassi che regola i rapporti tra i varî costituenti della frase stessa.  

Secondo gli studi eseguiti da Loftus e Mackworth (1978; in Cordoldi 2018: 33), il cervello è abituato a fissare 

più copiosamente fenomeni che non rientrano nel dominio della sua sfera emozionale. Per cui, se fosse compito 

dell’insegnante aiutare maggiormente gli studenti a focalizzare la propria attenzione su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comprendente la preposizione bǎ, si potrebbe evidenziare con colori più accesi gli elementi cardine del 

costrutto sintattica, come il bǎ stesso, per poi procedere con colori sempre più blandi a mano a mano che si 

giunge alla periferia della frase, o verso la sua coda. 

 In questo caso, come, per esempio, l’utilizzazione del colore rosso per l’evidenziazione della preposizione 

bǎ in una potenziale frase, nel discente si imprime la rappresentazione del colore molto forte, per cui inizia un 

processo cognitivo che viene definito “focalizzazione”. D’altronde, questo risulta essere il metodo base del 

cervello per poter memorizzare informazioni: il ripetitivo focus sul carattere evidenziato in rosso permette al 

discente di storicizzare automaticamente l’informazione senza che se ne accorga, oppure facendolo 

consapevolmente attraverso l’esercizio pratico.  

Poi, l’attenzione divisa è la capacità autoregolativa di suddividere le risorse attentive su più compiti 

contemporaneamente, come, per esempio, prendere appunti mentre l’insegnante spiega la lezione.  

   Non è semplice riuscire ad organizzare i pensieri di modo che essi si concentrino su più compiti 

contemporaneamente, a meno che le azioni non siano intrinsecamente relate, come l’esempio sopra riport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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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rio per questo, nell’esercitare la professione di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risulta essere fondamentale, 

per l’insegnante, far in modo che i discenti abbiano il tempo di ricevere, elaborare ed assimilare le informazioni 

che vengono proposte loro. Ora, strettamente legata all’attenzione divisa è l’“attenzione sostenuta”, ovvero la 

capacità di mantenere salda la concentrazione su uno stimolo per un periodo prolungato.  

L’attenzione selettiva è il processo che ci permette di elaborare alcuni stimoli e di ignorarne altri. Questo 

richiede l’intervento di processi di controllo da parte del cervello. Ciò può avere le seguenti applicazioni: 

presentare il contenuto delle lezioni in modo saliente ed efficace può aiutare lo studente a selezionare ed a 

focalizzarsi sugli elementi principali della lezione, come potrebbe essere l’utilizzo della particella bǎ, centrali 

per evitare possibili stimoli distraenti, ed evidenziare in grassetto o con colori diversi i termini chiave.  

L’attenzione sostenuta è la capacità di prestare attenzione per un periodo prolungato: essa diminuisce quando 

gli stimoli diventano prevedibili e ripetuti, ovvero l’abituazione. Perciò, nella riproposizione di frasi che fanno 

capo alla preposizione bǎ e che contengono la stessa struttura sintattica, nonostante i significati delle frasi siano 

diversi e, quindi, siano di diverso contenuto, il discente troverà il pattern grammaticale presentato sempre di 

più facile acquisizione, tutto ciò nonostante il fatto si aumenti, tramite il metodo dell’“input +1”, la difficoltà 

delle frasi presentate. In secondo luogo, entra in gioco l’attenzione divisa, che consente di suddividere la 

concentrazione che porta all’acquisizione di informazioni ed alla resa effettuale nello svolgimento dei compiti.  

In compiti cognitivi complessi, come l’acquisizione intellettuale di strutture sintattiche in una L2, risultano 

necessarie diverse abilità che si suppone si automatizzino con il passare del tempo. Ad esempio, per la 

creazione di una frase che segue una determinata struttura proposta, in un esercizio possibilmente intitolato 用

词造句 Yòng cí zàojù ‘utilizza i caratteri forniti per creare frasi sintatticamente corrette’, è necessario aver 

interiorizzato alcune regole, ovvero la corretta acquisizione della sequenza di caratteri che deve essere 

presentata per fornire una frase logicamente, sintatticamente corretta e logicamente significativa.  

 Nello svolgimento di compiti, che richiedono particolari risorse attentive, intervengono processi di natura 

dinamica che vengono definiti “controllati”, quando si riducono le risorse attentive entrano in gioco processi 

definibili come “automatici”.  

Infatti, nelle fasi iniziali dell’apprendimento, ovvero scrittura e lettura, è necessario un notevole investimento 

delle risorse di natura attentiva, che possono portare ad un maggiore affaticamento.  

 Con la pratica, lo svolgimento di questi compiti diviene più automatizzato, i discenti utilizzano minori 

risorse intellettuali, con la conseguente possibilità di svolgere compiti più complessi: leggere ad alta voce testi 

più lunghi e di complessa composizione, leggere in modo più spedito, capire caratteri che non si conoscono 

ecc.  

    Proprio per questo motivo, presentare materiale attraverso schemi riassuntivi e tabelle essenziali, con una 

struttura chiara e semplice, permette una migliore percezione e rappresentazione mentale del materiale che 

viene proposto durante una specifica lezione, con pattern di informazioni maggiormente salienti e distintivi. 

Infatti, la percezione può essere guidata da leggi di elaborazione top-down: un esempio saliente è il processo 

di “astrazione”, nel quale vi è una conversione delle informazioni sensoriali in categorie astratte già 

immagazzinate in memoria (Carmichael, Hogan e Walter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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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memoria sensoriale è una sorta di fotografia istantanea che trattiene le informazioni solo per il brevissimo 

tempo necessario a, eventualmente, spostarle nel secondo sistema di memoria, la memoria a breve termine 

(Neath e Surprenant 2003). A questo livello, le informazioni vengono codificate nello stesso formato di 

presentazione e vengono trattenute allo stato grezzo.  

    Si ritiene che per ogni sistema sensoriale, ovvero vista, udito, tatto, olfatto e gusto, vi sia uno specifico 

deposito sensoriale. La memoria sensoriale che trattiene le informazioni provenienti dal sistema visivo è stata 

denominata “memoria iconica”, mentre la memoria che immagazzina le informazioni provenienti dal sistema 

uditivo è stata denominata memoria “ecoica”. Solo una piccola parte di ciò che vediamo o sentiamo resta, 

tuttavia, nella nostra memoria arrivando alla memoria a breve termine, che è il magazzino di memoria in cui 

un numero limitato di informazioni rimane per una breve durata, tipicamente dai 15 ai 25 secondi circa.  

    La memoria a breve termine non è solo un archivio temporaneo, ma anche un sistema che permette di attuare 

un primo processo di controllo per elaborare le informazioni; questo è ben delucidato con il concetto di 

“memoria di lavoro” (Baddeley 2001; Baddeley e Hitch 1974).  

Nel modello di Baddeley e Hitch (1974), sono stati identificati alcuni sottosistemi fondamentali. Il loop 

fonologico, chiamata anche “memoria di lavoro verbale” permette di elaborare e mantenere l’informazione 

linguistica. Questa comprende a sua volta due componenti: un magazzino fonologico, in grado di mantenere 

l'informazione acustica e verbale per tempi brevissimi, e un meccanismo di ripetizione, deputato alla 

ripetizione sub-vocalica.  

Tale meccanismo interviene per mantenere più a lungo l'informazione nel magazzino fonologico e per 

ricodificare in codice fonologico parole scritte, o figure. Il loop fonologico ha un ruolo importante nella lettura, 

nella comprensione del linguaggio, nell'acquisizione del lessico, nell'apprendimento di una lingua straniera, 

come può anche essere nell’apprendimento di una struttura sintattica di una lingua straniera o di una sua 

struttura sintattica componenziale, come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in questione. (Baddeley 1992; Cornoldi 2007).  

4.1 Strategie di apprendimento 

La memoria non è un sistema statico, ma modificabile e può essere migliorata attraverso l'uso di strategie 

didattiche specifiche. Le strategie mnestiche sono finalizzate a processare meglio il materiale in codifica o a 

migliorare il loro grado di recupero.  

Di seguito vengono presentate brevemente alcune strategie di codifica che permettono l'elaborazione di un 

maggior numero di informazioni e un loro migliore mantenimento nei sistemi di memoria permanente. Prima 

di tutto vi è la reiterazione meccanica: consiste nel ripetere più volte in maniera meccanica, a livello vocalico 

o sub-vocalico, le informazioni da ricordare. Questa strategia è stata ampiamente utilizzata da Ebbinghaus 

(1885) per studiare come si ricordano le informazioni.  

L'autore dimostrò, con i suoi esperimenti, condotti su sé stesso sulla memorizzazione di sillabe senza senso, 

che quante più volte aveva letto una certa lista di sillabe tante più erano le sillabe che riusciva a ricordare il 

giorno dopo. È una strategia semplice che può essere funzionale con un certo tipo di materiale e richiesta, 

come ricordare una lista di informazioni, ma non con altri materiali da memorizzare in cui potrebbe essere pi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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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e fare una ripetizione integrativa, o elaborativa. Questo tipo di strategia è ampiamente consigliata per la 

memorizzazione delle strutture che sottendono alla sintassi della frase con bǎ. 

Organizzazione del materiale: consiste nel raggruppare o classificare gli stimoli in sistemi significativi che 

sono più facili da mantenere, anche perché permettono di diminuire il numero di elementi da ricordare (Miller 

1956).  

Il criterio di organizzazione più proficuo sembra essere di tipo gerarchico, che consiste nel raggruppare 

singoli item in categorie o schemi, i quali sono connessi ad altre categorie di ordine superiore. In genere le 

persone esperte riescono a creare più facilmente un raggruppamento di informazioni riferite al loro ambito di 

expertise, rispetto a persone meno esperte. 

1.  Associazione: consiste nel collegare le nuove informazioni da ricordare fra loro o collegare nuove 

informazioni a conoscenze pregresse. Nella visione aristotelica, due concetti sono associati nella mente, 

quando il pensiero di uno tende a evocare un altro pensiero. 

2.  Mediazione: riguarda la trasformazione di qualcosa di difficile da ricordare in qualcosa di più facile 

attraverso l'individuazione di un terzo elemento (mediatore) che favorisce l'associazione tra due elementi, per 

esempio tra ciò che è difficile e ciò che è facile o tra ciò che è noto e ciò che è nuovo. 

3.  Formazione di immagini mentali: riguarda la generazione di un tipo di rappresentazione usata per facilitare 

la codifica di informazioni. 

4.2 Il ruolo della memorizzazione  

    Prima di tutto, la memoria può essere definita come un “sistema attivo”, che permette al soggetto di elaborare, 

conservare e recuperare informazioni dell’esperienza quotidiana. La memoria è composta da più sistemi, 

tantoché si può parlare della presenza di “più memorie” (Baddeley 1984).  

Le capacità funzionali della memoria sono principalmente tre: codifica dell’informazione, 

immagazzinamento e conservazione ed infine recupero dell’informazione. Atkinson e Shiffrin (1968) 

definiscono la codifica come l’insieme di tre micro-funzioni: memoria sensoriale, memoria a breve termine e 

memoria a lungo termine. Ogni “sistema” è caratterizzato da un ruolo diverso, ovvero una funzione, una 

quantità, ovvero la capacità massima di informazioni che la memoria può contenere, e una durata, ovvero il 

tempo limite in cui l’informazione può essere contenuta. Vi sono, inoltre, una serie di processi di recupero che 

portano alla reiterazione dell’informazione. 

Nelle seguenti pagine verranno date definizioni esaustive sui metodi più efficaci per imparare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facente capo alla preposizione bǎ attraverso questi parametri psico-comportamentali. 

Fino al precedente capitolo, abbiamo analizzato diversi aspetti grammaticali sulla struttura della frase, con 

particolare riferimento al costrutto sintattico con il costituente. In questo capitolo, ci concentreremo, come 

ravvisato dal titolo del capitolo stesso, sulle implicazioni didattiche che le difficoltà riscontrabili 

nell’insegnamento del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e, in particolare, questo specifico dominio 

morfosintattico, possono comprend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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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 esistono numerosi campi di studio che possono essere compresi all’interno della didattica di una 

determinata lingua, come la linguistica, la linguistica applicata, la sociolinguistica, ecc. In questa sede, in 

particolare, ci concentreremo su quelle specifiche tecniche di insegnamento che possano permettere al discente 

di acquisire, in modo lineare ed automatico, la padronanza di uno specifico ambito della gramma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come può essere il costrutto comprendente il bǎ. 

Prima di partire nell’approfondimento dello studio ed analisi dei vari aspetti che possano inficiare 

nell’apprendimento della grammatica sul bǎ da parte dei discenti, è bene ricordare cosa è il bǎ da un punto di 

vista grammaticale, nella lingua cinese.  

Come già anticipato da Li Jingjing (2023), le frasi con il costituente bǎ sono ad alta frequenza in cinese, con 

un'ampia gamma di applicazioni ed un'importanza evidente. Tuttavia, a causa della loro struttura unica, i 

requisiti grammaticali e le caratteristiche semantiche della struttura stessa sono relativamente complessi, e gli 

studenti di una seconda lingua trovano spesso difficile comprenderle e padroneggiarle correttamente. Infatti, 

questi ultimi le evitano attivamente o commettono vari errori nella loro uso quotidiano; questo è sempre stato 

uno dei punti focali e delle difficoltà più importanti nell'insegnamento del cinese come lingua straniera. Questo 

fenomeno accade, plausibilmente, poiché, facendo riferimento ad apprendenti italiani, tale tipo di costrutto non 

esiste nella lingua italiana. Per questo motivo, il livello di apprendimento della lingua target è fondamentale 

nel definire il corretto uso, da parte dell’utilizzatore, della costruzione con il bǎ. 

4.3 Principi essenziali del costituente bǎ 

Il carattere bǎ, composto da un radicale, ovvero shǒu ‘mano’, alla sua sinistra, e da un elemento fonetico alla 

sua destra, ovvero 巴 bā, desinenza di alcuni parole polisillabiche, il quale ha il compito di suggerire la 

pronuncia del carattere stesso, non risulta difficile da memorizzare, supponendo che il potenziale discente stia 

studiando la lingua cinese già da qualche mese, poiché risulta composto da un radicale facente capo ad un 

carattere già conosciuto, ovvero quello di shǒu ‘mano’, ed un plausibile carattere nuovo. Ciò che potrebbe 

risultare più difficile da apprendere, risulta essere la pronuncia, poiché bisogna fare riferimento anche al terzo 

tono, forse il tono più difficile da controllare nel processo di adattamento alla pronuncia del cinese mandarino 

standard.  

Ora, dopo aver descritto le difficoltà che possono risultare di maggior rilievo nell’apprendimento del 

carattere cardine della struttura che viene analizzata in questa sede, è possibile cominciare a definire la funzione 

di questo carattere all’interno di un framework più ampio, facente riferimento ad un contesto linguistico più 

complesso, ovvero la frase.  

 

4.4.1 La didattica del costituente bǎ 

Zhao Chunqiu (2006) sostiene che un insegnamento efficace della costruzione con bǎ deve seguire un preciso 

ordine:  

1.  Spiegare il valore semantico del costrutto.  

2.  Chiarire i suoi utiliz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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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lencare i vari modelli di frasi possibili con la costruzione.  

4.  Illustrare le caratteristiche e i limiti degli elementi linguistici nelle frasi con bǎ.  

5.  Elaborare esercizi specifici. 

Come in tutti i contesti, vi sono diversi fattori e dinamiche che contribuiscono all’apprendimento di 

determinate strutture grammaticali, sia che possano far riferimento alla lingua madre del discente, che 

all’apprendimento di una seconda lingua, definibile come “lingua straniera”.  

Prima di tutto, risulta d’uopo far notare che l’apprendimento di una lingua è intrinseco a determinati 

meccanismi, che possono spaziare da quelli più strettamente affettivi, a quelli più puramente meccanici della 

mente umana.  

Per esempio, un bambino, che inizi a balbettare la propria lingua madre, farà, prima di tutto, riferimento al 

contesto situazionale in cui si ritrova, pronunciando, come di consueto, la prima parola che faccia riferimento 

diretto alla sua vita, ovvero, in cinese, 妈妈 māma ‘mamma’. D’altronde, anche questo è consueto nella 

did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proprio per permettere allo stesso di familiarizzare con la lingua stessa, 

dimodoché egli o ella possa “rivivere una seconda vita” e sperimentare un nuovo tipo di acquisizione mentale.  

Ora, facendo riferimento al costituente bǎ, il livello di consapevolezza della propria acquisizione mentale 

della lingua target risulta già essere sviluppato egregiamente, il tutto facendo riferimento ad uno studente che, 

plausibilmente, vada a lezione e studi regolarmente la lingua cinese. 

Con queste considerazioni, possiamo giungere alla conclusione che, nelle varie fasi di apprendimento di una 

lingua straniera come può essere il cinese, devono svilupparsi progressivamente nuove consapevolezze sulla 

lingua oggetto di studio. Fatte queste premesse, è possibile addentrarsi nell’analisi della didattica de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finora analizzata. 

4.4 La progressione didattica  

Sono tre i cardini fondamentali attorno ai quali l’attività di insegnamento deve vertere  

(Balboni 2012: 108):  

1.  La persona che apprende  

2.  La persona che insegna  

3.  L’oggetto da apprendere 

Fino alla metà del secolo scorso, la lingua era vista come un sistema di regole: schemi grammaticali, liste di 

vocaboli ed elenchi di verbi da memorizzare. Solo il docente possedeva il sapere e lo studente era considerato 

una tabula rasa sulla quale incidere le regole grammaticali (Balboni 2012: 11). Questo modo di vedere le cose 

è cambiato nel tempo e oggi la lingua è intesa come uno strumento che serve per comunicare, per compiere 

atti sociali e pragmatici (Balboni 2012: 23). Nell’ambito della glottodidattica i fattori psicologici sono diventati 

sempre più importanti e, di conseguenza, lo studente di lingua straniera non è più visto come un vaso vuoto da 

riempire, ma come un soggetto attivo e dotato di un meccanismo di acquisizione linguistica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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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 Device, LAD). Questo processo di assimilazione è stato ipotizzato intorno agli anni Sessanta da 

Chomsky per spiegare la capacità innata dell’uomo di apprendere il linguaggio verbale.  

In particolare, il LAD si divide in cinque fasi (Balboni 2013: 61): 

1.  L’osservazione dell’input linguistico - comunicativo che si riceve.  

2.  La creazione di ipotesi basate sulle osservazioni fatte.  

3.  La verifica delle ipotesi attraverso la produzione e la conferma o la correzione  

4.  dell’insegnante.  

5.  La fissazione dei meccanismi ipotizzati e verificati.  

6.  La sistematizzazione delle regole, intesa come “riflessione sulla lingua”. 

Una decina di anni dopo, Bruner afferma che il LAD da solo non sia sufficiente per spiegare il processo di 

acquisizione. Per tale ragione lo studioso decide di introdurre il concetto di LASS (Language Acquisition 

Support System), il quale farebbe riferimento a quell’aiuto (Support) - spesso proveniente dall’insegnante - 

che lo studente riceve durante l’acquisizione linguistica. Lo studente, infatti, nel suo processo di acquisizione 

linguistica ha bisogno di essere supportato e guidato da qualcuno. Il ruolo dell’insegnante, dunque, è quello di 

gestire il LASS che trae origine dalla personale metodica di insegnamento e dall’impiego dei vari materiali 

didattici. In quest’ottica, dunque, il docente non è più il protagonista assoluto dell’insegnamento come in 

passato, bensì il regista che aiuta l’allievo a mettersi in relazione con la lingua (Balboni 2012: 109). Per 

acquisire una lingua non bastano, però, l’attivazione del LAD e il supporto del docente. Krashen (1982) 

sostiene che l’acquisizione del nuovo avviene solo se l’input fornito dall’insegnante è comprensibile. Affinché 

ciò avvenga, il dato appena appreso deve posizionarsi, in un’immaginaria scala di naturale acquisizione 

naturale, sul gradino immediatamente successivo rispetto a ciò che è stato assimilato fino a quel momento 

(Balboni 2012: 40). Per descrivere l’ipotesi dell’input comprensibile, lo studioso utilizza la formula «i + 1» in 

cui: 

1.  i = compito linguistico già acquisito dallo studente.  

2.  i+ 1 = area di sviluppo potenziale, ossia distanza tra ciò che lo studente già conosce e il potenziale livello 

cui potrebbe arrivare. 

Le prime tre fasi del LAD di Chomsky (osservazione, creazione di ipotesi e verifica di queste) descrivono 

perfettamente la sequenza globalità → analisi → sintesi29. L’insegnante fornisce un input e si focalizza su 

alcuni aspetti chiedendo agli studenti di ipotizzare come funziona quel meccanismo. In seguito, guida gli allievi 

a verificare le loro congetture, proponendo altri esempi o correggendo le ipotesi degli studenti. Infine, il 

docente giunge a una conclusione riassumendo quanto detto (Balboni 2013: 62). La fissazione è un’altra 

importante fase nell’apprendimento della seconda lingua nella quale si creano importanti automatismi che 

 
29 «La sequenza globalità → analisi → sintesi fa parte della psicologia della Gestalt che descrive la percezione come un 

sequenza di tre fasi, una globale, una analitica, ed una conclusiva in cui si attua una sintesi (spontanea o anche 

inconsapevole) che trasforma ciò che è percepito in elementi recepiti dalla nostra mente e, se ci sono le condizioni, anche 

acquisiti» (cfr. Balboni 2012: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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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gono durante l’esecuzione linguistica; proprio per questo è la fase in cui di solito si dedica più tempo. 

L’ultima fase, quella della sistemazione, consiste solitamente nell’analisi grammaticale e in quella logica; è 

per questo motivo che viene anche chiamata fase della “riflessione sulla lingua” (Balboni 2013: 62). 

Vi sono dei fattori che inficiano sull’acquisizione di determinate informazioni nell’apprendimento di una 

lingua. La lingua cinese, da un punto di vista morfosintattico, risulta essere relativamente semplice da 

comprendere. Per questo motivo, durante una ipotetica prima lezione sulla struttura con il costituente bǎ, se 

gli studenti posseggono già un buon bagaglio lessicale, risulterà alquanto semplice chiarire a grandi linee i 

concetti di base che regolano la logica dietro la struttura con il bǎ. 

Possiamo considerare quattro fenomeni di natura linguistica fondamentali per comprendere le difficoltà nelle 

quali uno studente italiano può incappare. Prima di tutto, dato che la costruzione con il costituente è fissa, il 

discente può incorrere nella possibilità di omettere un carattere, oppure, al contrario, aggiungerlo.  

Può, inoltre, essere usato scorrettamente, oppure, il discente può commettere l’errore di combinare, in modo 

scorretto, gli elementi linguistici o i radicali. L’interferenza della lingua madre e l’incompleta assimilazione 

della logica delle strutture che governano la lingua cinese risultano fondamentali nella produzione di questi 

specifici errori. (Lu Jianji 1994) 

Nell’acquisizione di un determinata struttura grammaticale, come può essere quella con il bǎ, bisogna partire 

da strutture semplici, per giungere all’insegnamento, da parte del docente, ed all’apprendimento, da parte dei 

discenti, di strutture gradualmente più complesse. Quindi, è possibile partire da una struttura di base, come la 

seguente: ‘BA + O + V’. Questo indica che l'oggetto subisce direttamente l'azione: 

(224)  把门打开。(Wong 2022: 343) 

       bǎ   mén     dǎ    kāi 

       BA porta aprire RES 

      ‘Apri la porta.’ 

Quivi è possibile fare un raffronto con la traduzione italiana: “io” soggetto implicito della frase, “ho aperto” 

risulta essere un predicato verbale, mentre “la porta” risulta essere complemento oggetto. Nella logica sintattica 

italiana, la frase risulta comunemente essere a struttura SVO: vi è un Agente che compie un’azione su un 

determinato Paziente. Invece, nella logica morfosintattica della lingua cinese, e, in particolare, nelle costruzioni 

con il costituente, l’ordine risulta essere marcato, per enfatizzare il focus oggettuale della frase.  

Questo avviene poiché il costituente racchiude intrinsecamente l’idea che può essere riassunta dalla locuzione 

di natura verbale italiana “fare in modo che”, oppure, “disporre di una determinata cosa”. Per questo, anche se 

in modo forzato, quando si studia la grammatica sul bǎ, gli italofoni possono sempre fare riferimento a questa 

specifica espressione, ovvero, “fare in modo che avvenga qualcosa”, poiché in essa è contenuta l’idea di 

“disporre” di un determinato oggetto, sia materico che astratto a determinati fini.  

Naturalmente, per rendere una traduzione adeguata della frase sopra menzionata, “io faccio in modo di aprire 

la porta” risulta sia innaturale che equivoco, ma, nell’insegnamento della costruzione con il bǎ, avvertire 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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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i della potenziale immagine mentale che devono sviluppare nel processo di apprendimento risulta essere 

di fondamentale importanza.  

   Dopodiché, è possibile introdurre i discenti a caratteri che svolgono ruoli sintattici più complessi.  

Attraverso la tecnica dell’“input + 1”, risulta possibile aggiungere elementi che non mutino la struttura 

studiata precedentemente, ma che ne aumentino, gradualmente, la complessità.  

Per esempio, si può aggiungere un complemento di risultato a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poco sopra riportata, 

usando caratteri che fanno riferimento a significati relativamente semplici, per esempio: ‘BA + O + V + RIS’. 

La frase che fa riferimento a questa struttura è la seguente:  

(225)  把作业做好。(Wong 2022: 433) 

       bǎ   zuòyè   zuò   hǎo 

       BA compiti fare-completare 

       ‘Fai bene i compiti.’ 

In questa specifica frase, sono stati aggiunti dei caratteri che hanno ruoli più complessi rispetto alla frase 

precedentemente menzionata. Ovvero 好 hǎo ‘completare’, che risulta essere il complemento di risultato (结

果补语 Jiéguǒ bǔyǔ). 

In questo caso, è necessario presentare ai discenti l’utilizzo del complemento di risultato, peculiare della 

lingua cinese, rispetto a quello italiano. Se in italiano, “scrivere” risulta essere il complemento oggetto, a livello 

sintattico, di una subordinata infinitiva oggettiva implicita, in cinese, il possibile verbo, o aggettivo che succede 

al verbo cui si fa riferimento per indicare il completamento dell’azione, viene semplicemente giustapposto. In 

terzo luogo, risulta possibile utilizzare il complemento locativo: ‘S + BA + O + V + C’. 

Di seguito proponiamo la frase che fa riferimento alla struttura menzionata poco sopra:  

 

(226)  你可以把书放在桌子上。(Paul 2015: 33) 

       nǐ  bǎ   shū     fàng    zài      zhuōzi shàng 

       tu BA libro mettere  stare   tavolo  sopra 

      ‘Puoi mettere il libro sul tavolo.’  

  

Un secondo esempio da proporre potrebbe essere il seguente:  

 

(227)  他们明天把礼物送来。(Wong 2022: 340) 

       tāmen míngtiān bǎ lǐwù       sòng-lái 

       loro     domani BA regalo portare-venire 

       ‘I regali loro li portano qui do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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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po ciò, è possibile aggiungere caratteri con funzioni verbali come i “classificatori” (量词 liàngcí), parole 

che vengono usate tra un numero, o un dimostrativo, e un sostantivo per indicare l’unità di misura o il tipo di 

oggetto a cui ci si riferiscono: ‘S + BA + 量 + O + V’. 

 

(228)  你先把这块肉切切吧！ (in Huang et al. 2009: 167) 

       nǐ   xiān  bǎ   zhè    kuài   ròu     qiè         qiè        ba 

       tu prima BA DEM CLF carne tagliare-tagliare PF 

      ‘Taglia la carne prima!’ 

 

    I “classificatori”, peculiari della lingua cinese, sono parole che vengono aggiunte tra un numerale cardinale, 

o un dimostrativo, e un sostantivo, per indicare la "categoria" o la "forma" dell'oggetto a cui si riferiscono. 

Dopo aver spiegato queste peculiarità della lingua cinese, una buona parte del processo di apprendimento è 

stata già compiuta. Da questo momento in poi, la difficoltà delle frasi che verranno analizzate sarà sempre 

crescente solo attraverso l’aggiunta di elementi accessori che “colorano” la frase: ‘S + BA + O + ADV + V + 

R’. 

(229)  把李四狼心地抛弃了。(Paul 2015: 44) 

       bǎ   Lǐ Sì  lángxīn     de      pāoqì-le 

       BA Li Si senza pietà ST abbandonare-PFV 

      ‘Ha abbandonato Li Si senza pietà.’ 

In questa frase, oltre ai varî ruoli sintattici, deve essere spiegato l’utilizzo della particella strutturale 地. 

Prima di tutto, esistono tre diverse forme della succitata particella strutturale: 的, 得, 地. Ognuna di queste 

particelle strutturali ha un nome specifico, che riprende dal radicale che si trova alla sinistra del carattere stesso, 

rispettivamente: “白勺的” bái sháo de, “双人得” shuāng rén de, “土也地” tǔ yě de.  

Il primo viene utilizzato per modificare i nomi ed indicare la relazione tra l'attributo e la parola centrale, 

generalmente un sostantivo; il secondo viene utilizzato nelle strutture di complemento per spiegare il grado, il 

risultato, il metodo di un'azione; il terzo tipo viene utilizzato per modificare verbi, aggettivi o sintagmi 

aggettivali per indicare la relazione tra il modificatore avverbiale ed il predicato. 

Possiamo, quindi trattare della negazione méi, bù con il seguente pattern sintattico: ‘S + ADV + BA + O + V 

+ RIS’. In questo specifico caso, la negazione che avviene attraverso quello che, nella lingua italiana, 

corrisponderebbe all’avverbio di negazione “non”. Normalmente, determina un verbo, escludendo o 

capovolgendo il significato della sua azione. Anche in questo caso specifico, bisognerebbe specificare che la 

negazione con méi ha due contesti d’uso possibili: se seguita immediatamente dal verbo 有, o se facente 

riferimento ad un’azione avvenuta nel passato. Inoltre, è necessario far imparare a memoria ai discenti 

l’abbinamento corretto dei complementi di risultato con i relativi ver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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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i 
Grazie a quanto analizzato finora, risulta che il costrutto sintattico metta in luce la complessità sintattica di 

alcuni pattern presenti all’interno della lingua cinese, confermando quanto sia profondamente legata alla 

visione linguistica e concettuale che caratterizza il cinese come lingua verbo-centrica e di tipo topic-prominent.     

A differenza di varie lingue indoeuropee, come già accennato nell’introduzione, nelle quali l’oggetto diretto 

si colloca, solitamente, dopo il verbo, la costruzione con il costituente bǎ permette di portare l’oggetto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evidenziando un cambiamento di stato o un impatto concreto sull’oggetto stesso.  

Attraverso l’analisi della essenziale letteratura dedicata a questo tema, è emerso che l’uso del bǎ non 

risponda solo a esigenze grammaticali, ma riflette un preciso modo di organizzare l’informazione: il parlante 

nativo di lingua cinese tende a presentare prima il topic e solo successivamente a descrivere l’azione o il 

risultato. 

 In questo senso,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si configura come uno strumento sì sintattico, ma anche pragmatico, 

fortemente connesso ai livelli gerarchici dell’informazione e alla gestione soggettivo-oggettiva del discorso. 

In cinese, la marcatura differenziale dell’oggetto sembra essere influenzata da animatezza e definitezza. 

Tuttavia, vi sono casi in cui oggetti che presentano le stesse proprietà (definiti o specifici) appaiono sia con la 

marca 把 bǎ che senza. Qual è, quindi, la differenza tra l’ordine delle parole SVO e quello SOV? Iemmolo 

e Arcodia cercano di dare una risposta a questo quesito ponendo particolare attenzione agli studi di Lambrecht 

(1994) sul tema dell’identificabilità. Secondo i due studiosi, l’identificabilità di un referente avviene nel 

momento in cui sia il parlante che l’ascoltatore ne hanno una rappresentazione mentale ben specifica; se questa 

rappresentazione mentale non è condivisa da entrambi, il referente non è identificabile (cfr. Iemmolo e Arcodia 

2014: 319-320). Secondo le ricerche di Lambrecht e Chafe, sono quattro i gradi di identificabilità di un 

referente (Iemmolo e Arcodia 2014: 323). Pertanto, ogni referente può essere:  

1.  Identificabile inerentemente: il referente è un nome proprio, un sintagma nominale come ‘la luna’, ‘il sole’     

     o un sintagma nominale generico che denota una categoria specifica come, ad esempio, ‘i bambini’ nel    

     contesto famigliare.  

2.  Identificabile deitticamente o anaforicamente: il referente è vicino al contesto del discorso perché    

     particolarmente saliente o perché risulta essere stato menzionato precedentemente.  

3.  Identificabile mediante il frame: quando un referente viene introdotto nel discorso, attiva un frame di altri  

     referenti analoghi, similmente identificabili. Ad esempio, l’identificazione del referente ‘guerra’ può       

     innescare in chi ascolta l’identificazione di altri referenti appartenenti allo stesso campo semantico, quali    

     ‘armi’, ‘nemici’, ‘lotta’, ecc.  

4.  Non identificabile o non chiaro. 

    Iemmolo e Arcodia (2014) hanno dimostrato come l’identificabilità del referente sia il fattore più appropriato 

per circoscrivere le situazioni entro cui utilizzare la marca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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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ziale dell’oggetto. Dalla loro ricerca, infatti, è emerso che meno del 7,5% di occorrenze con bǎ 

presentano un nuovo referente o un oggetto non identificabile. Si può quindi dire che un’alta identificabilità 

del referente porti a utilizzare la costruzione con bǎ. Questo, però, non esclude la possibilità all’oggetto diretto 

di trovarsi anche in una posizione non marcata, ossia dopo il verbo nella canonica struttura SVO. 

    Dal punto di vista dell’apprendimento linguistico, la costruzione bǎ rappresenta una delle difficoltà maggiori 

per studenti non madrelingua, specialmente per coloro la cui lingua madre segue una struttura SVO più rigida. 

Le sue restrizioni sintattiche, come la necessità di un verbo transitivo con risultato, complemento o particella, 

e il suo uso selettivo nei registri colloquiali o formali, impongono una riflessione didattica attenta. 

L’insegnamento della struttura dovrebbe infatti essere progettato anche in funzione dei contesti d’uso, funzioni 

pragmatiche e strategie cognitive. 

Infine, da un punto di vista teorico,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continua a stimolare il dibattito tra linguisti, in 

particolare sulla sua natura trasformazionale, rispetto alla struttura SVO base, e sulla sua relazione con altri 

pattern alternativi come bèizì jù ‘struttura con bèi’ o le costruzioni di verbi in serie. Queste implicazioni sono 

rilevanti non solo nell’ambito della grammatica cinese, ma anche nella linguistica comparativa e 

nell’interfaccia tra sintassi e pragmatica. In altre parole, il pattern che fa riferimento alla struttura sintattica 

non è soltanto una peculiarità formale della grammatica cinese, ma una finestra privilegiata attraverso la quale 

osservare l’interazione tra struttura linguistica, organizzazione del pensiero e cultura.  

La presente tesi ha intrapreso una riflessione ragionata dei maggiori studi dedicati alla particella bǎ, un 

elemento la cui ubiquità strutturale si contrappone spesso alla complessità delle sue funzioni morfosintattiche 

e semantiche. Attraverso un'analisi combinata dei maggiori approcci grammaticali, la presente tesi si è posta 

come compito di evidenziare il ruolo di questa struttura anche con riferimento alle implicazioni comunicative 

esse comportino per i parlanti e gli studenti di lingua cinese. 

Il percorso di questa ricerca ha avuto inizio con l’idea di comprendere i fenomeni che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esprime, cercando anche di comprendere in quale range cognitivo tale particella abbia il suo dominio logico 

d’uso. 

  

I verbi di stato, di percezione o verbi intransitivi puri sono tipicamente incompatibili con tale costituente, a 

meno che non subiscano un processo di nuova categorizzazione semantica che li renda “orientati alla qualità 

di Agente” ed “oggetto di affezione da parte dell’Agente”.  

Bǎ può essere utilizzato per introdurre nuove informazioni sull'oggetto, porre in funzione di vero e proprio 

rema l'oggetto, o per riattivare alla mente del lettore informazioni già note, ma in entrambi i casi con l'intento 

di evidenziare l'effetto dell'azione su di esso. 

La relazione esistente tra il costituente e la focalizzazione è stata un pilastro della nostra indagine.  

Abbiamo sostenuto che la costruzione risulta essere, intrinsecamente, una costruzione di focalizzazione 

sull'azione e sul suo risultato sull'oggetto. Questo si distingue dalle costruzioni che focalizzano sul soggetto, 

ad esempio, frasi con focus sul soggetto in posizione iniziale, o sul predicato verbale. Il costituente 把 sposta 

l'attenzione dall'agente all'impatto dell'azione sull'entità affetta, fornendo una prospettiva più orientata 



93 

 

all'effetto che si può sperimentare su di esso. Questa capacità di reindirizzare il focus è fondamentale per 

comprendere l'efficacia comunicativa del costituente in contesti specifici, dove il parlante desidera enfatizzare 

le conseguenze di un'azione. 

Un'area spesso sottovalutata nell'analisi del costituente è il suo profondo legame con l'aspetto verbale e la 

qualità azionale. Abbiamo dimostrato come la costruzione sia quasi sempre associata a verbi che esprimono 

un'azione completata nel loro processo posto in essere dal soggetto dell’azione, un risultato raggiunto o un 

cambiamento di stato. Non casualmente, è frequente la presenza di marcatori di aspetto perfettivo come le o 

verbi o aggettivi complementari di risultato che indicano il completamento dell'azione e il raggiungimento di 

un nuovo stato per l'oggetto. Questa non può essere una mera coincidenza di natura grammaticale, ma riflette 

una coerenza semantica intrinseca: se l'oggetto è affetto, l'azione che lo modella secondo il proprio potere 

poietico deve essere portata a termine per produrre tale effetto. 

Abbiamo esplorato come il costituente possa anche contribuire a chiarire l’Aktionsart di un verbo, ovvero il 

tipo di evento che descrive, cioè il fenomeno che, alla radice, tale preposizione ha il compito di portare alla 

luce.  

Se un verbo è intrinsecamente puntuale e completa l'azione sull'oggetto, la costruzione ne amplifica questa 

proprietà. Al contrario, verbi che descrivono azioni durative o iterative tendono a essere meno compatibili con 

il costituente, a meno che non siano combinati con altri elementi che ne indichino la conclusione o un effetto 

cumulativo.  

Tutto ciò risulta essere logicamente intendibile, poiché il costituente fa parte di una struttura sintattica che 

ha il compito di descrivere fenomeni rientranti nel dominio logico del principio di causa efficiente, ed effetto 

immanente, ovvero in una classe di fenomeni che non possono essere ricollegati a fenomeni di matrice durativa. 

Questa interdipendenza tra il costituente per ciò che concerne l’aspetto e l’aspetto azionale sottolinea il suo 

ruolo di “modificatore fenomenico”, che orienta l'interpretazione dell'azione verso il suo compimento ed 

amplifica l’idea dell'impatto sull'oggetto. 

Al di là della grammatica puramente strutturale, si è insistito sull'importanza del contesto discorsivo per una 

piena comprensione di bǎ. La scelta di usare lo stesso non è solo una questione di correttezza sintattica, ma 

anche di appropriatezza pragmatica. Inoltre, è stato esaminato come questo costituente sia spesso impiegato 

per stabilire coerenza e coesione nel discorso, specialmente quando un oggetto è introdotto nel cotesto per la 

prima volta e, poi, manipolato in azioni successive, o quando si desidera distinguere un oggetto specifico da 

un insieme. 

La funzione di bǎ come “marcatore azionale” è stata particolarmente evidenziata da diversi studiosi, che 

sono stati trattati nel corso della trattazione. In molti contesti, l'uso del costituente bǎ implica che l'Agente sta 

compiendo un'azione che modifica l'oggetto diretto, spesso con un'implicazione di controllo, sia che possa 

essere intellettuale che fisico, o di intervento deliberato.  

Questo aspetto pragmatico è cruciale per gli studenti che studiano la lingua cinese, poiché la mancanza di 

una appropriata padronanza, in contesti appropriati, può rendere la frase grammaticalmente corretta ma 

pragmaticamente innaturale o ambigua.  



94 

 

È stato, inoltre, altresì toccato l'uso del costrutto in espressioni idiomatiche e fisse, dove la sua funzione può 

essere meno trasparente e più idiomatica, richiedendo un approccio di memorizzazione specifico. 

In sintesi, la particella si rivela essere un elemento ben più sofisticato di quanto la sua semplice forma 

fonetica suggerisca. Essa non è una mera particella grammaticale passiva, ma un costrutto di natura attiva che 

modella l'informazione, orienta la prospettiva e contribuisce al significato complessivo dell'enunciato in modi 

complessi ed interconnessi. 

 La sua analisi ci ha permesso di sondare aspetti fondamentali della sintassi cinese, della semantica lessicale, 

dell'aspetto verbale e della pragmatica discorsiva. 

L'approccio olistico adottato in questa tesi, che ha combinato l'analisi strutturale con considerazioni 

funzionali e cognitivo-filosofiche, ha permesso di dipingere un quadro più completo e sfumato della particella. 

È stato dimostrato che la sua padronanza non è solo una questione di “conoscere la regola”, ma di “sentire e 

comprendere la lingua”, per poi comprendere, inoltre, l'intenzione comunicativa sottostante e di cogliere le 

sfumature che distinguono un cinese parlato fluente da un tipo meramente corretto nella sintassi, ma innaturale 

nell’uso. 

La particella è, in ultima analisi, un microcosmo della complessità e della bellezza della lingua cinese, un 

promemoria che anche gli elementi grammaticali apparentemente più piccoli possono contenere una ricchezza 

di significato e funzione che attende solo di essere esplorata e compresa a fondo.  

La speranza che quivi è stata preposta è che questa ricerca possa servire da ispirazione per ulteriori studi e 

per un insegnamento del cinese più consapevole e profondo, svelando agli studenti e ai ricercatori le infinite 

possibilità espressive che una singola particella può offrire. 

Quindi, questo studio ha esplorato in profondità la particella nella lingua cinese, analizzandone le complesse 

sfaccettature morfosintattiche e le conseguenti implicazioni per la sua didattica.  

È stato delineato che quest’ultimo, lungi dall'essere una semplice preposizione, sia un marcatore 

multifunzionale che reifica l'oggetto diretto, lo porti in posizione preverbale e ne evidenzi l'impatto sul risultato 

dell'azione o il cambiamento di stato. La sua presenza in una frase non è mai casuale, ma risponde a precise 

esigenze comunicative e pragmatiche, conferendo al discorso una maggiore specificità e un focus particolare 

sull'oggetto coinvolto. 

L'analisi condotta ha rivelato la natura multiforme del costituente, il quale, pur essendo spesso categorizzata 

come una preposizione, manifesta caratteristiche che la avvicinano a un classificatore verbale o a un marcatore 

aspettuale, specialmente in contesti che esprimono un risultato o una disposizione.  

Nella trattazione, è esaminato come la sua costruzione non solo enfatizzi l'oggetto ma ne indichi anche il 

destino ultimo o la manipolazione da parte del soggetto, spesso con un'implicazione di completezza o di un 

effetto irreversibile.     

Questa capacità di veicolare informazioni aggiuntive sull'azione e sul suo impatto rende la struttura sintattica 

uno strumento linguistico indispensabile per esprimere con precisione determinate intenzioni comunicative 

nella lingua c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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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 fronte didattico, la complessità intrinseca della particella emerge come una delle principali sfide per gli 

studenti italofoni.  

La mancanza di un diretto equivalente nella lingua italiana rende difficile per gli apprendenti afferrare 

intuitivamente il suo valore e la sua funzione.  

Le difficoltà non si limitano alla mera comprensione della regola grammaticale, ma si estendono 

all'applicazione pratica, spesso portando a errori di uso o all'evitamento della costruzione. È stato osservato 

come un approccio puramente grammaticale, basato sulla memorizzazione di regole statiche, sia insufficiente 

per padroneggiare l'uso del costituente sintattico. 

 Al contrario, un'efficace acquisizione richiede un approccio olistico, che integri la consapevolezza delle sue 

funzioni pragmatiche, la contestualizzazione in scenari d'uso reali e un'ampia esposizione a esempi autentici, 

come affermato da studiosi già citati nel corso della trattazione. 

Le strategie didattiche proposte in questo studio mirano a superare queste difficoltà, suggerendo un percorso 

che parta dalla comprensione del significato profondo e delle sfumature pragmatiche di bǎ anziché focalizzarsi 

unicamente sulla sua collocazione sintattica. 

 L'utilizzo di esercizi contestualizzati, il confronto tra frasi “con e senza” bǎ per evidenziarne le differenze 

di significato e l'incoraggiamento alla produzione orale e scritta in situazioni comunicative autentiche sono 

stati identificati come strumenti chiave della sua comprensione e del suo apprendimento.  

Risulta, quindi, fondamentale che gli insegnanti guidino gli studenti a percepire la particella non come un 

ostacolo grammaticale, ma come un mezzo espressivo che arricchisce il cinese di precisione e dinamicità. 

La padronanza della particella non risulta essere solamente un traguardo linguistico, ma una porta d'accesso 

a una comprensione più profonda della logica e delle modalità espressive della lingua c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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